
[image: alt]



推荐语

郭祯祥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美术教育协会主席、世界华人美术教育协会创始人及主席

思维为美。

尹少淳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亚洲美术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主任、教育部国家美术课程标准研制（修订）课题组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主任

《道德经》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其解释不一，我认同如此解释：天地最初是混沌一体的，其后逐渐分化，趋于具体，并以名命之。教育亦复如此。最初的教育乃于生活之中以综合之形态存在，随着知识的分化，学科的出现，教育也逐渐分科化。中国周朝的“六艺”和西方中世纪的“七艺”皆为大分化之教育形态。

分化是解决“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困窘之良方，而且推进了学科向精深发展。其缺陷则是将原先完整的知识图景碎片化，破坏了知识的完整性，不仅降低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因为解决问题极少运用多学科知识，降低了人的创新能力，因为很多创新往往发生在不同学科间的交互与融通之中。此外，还原至生活情境中，也极少有单一学科的存在，因为不同学科常常是相互嵌入和勾连的。随着知识细分化现象日甚，弊端也就愈发突显。职是之故，对综合性的强调和追求成为当代知识界的“共识”，自然也形成了当代教育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中国大陆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综合性一直受到关注，在分科的美术、音乐课程之外，还另设了综合性的艺术课程。即使在美术学科内部也设置了一个名为“综合·探索”的学习领域。修订甫毕的以核心素养为本位的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则主张在“解决问题”的情境中，引导学生学会综合地进行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事实表明，中国大陆的艺术教育在态度上是认同“综合”和“跨学科”之类观念的。为了与这本书的用语保持一致，且体现“主动”的意味，在以下行文中我需要用“统整”一词来包容“综合”和“跨学科”的含义。

但从现实看，迄今为止，我们“统整”之效果不彰，综合性艺术课程的“领地”全面退缩，实施者寥寥。究其原因，不在“观念”而在“技术”，对一些问题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统整的过程中，美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主导，还是参与？在追求统整效应的时候，如何保持美术学科相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统整的具体程序和方法是什么？什么样的师资能胜任统整教学？又应该如何培养具有统整教学能力的师资？

我需要说的话大致就是这些了，欲寻找统整的纾困之法，请读者诸君到陈怡倩教授的这本新著《统整的力量》中寻找，相信会有所获，不虚一读。

杰夫·基赛尔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团队—美国国家汉德福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核心成员、美国富城市艺术委员会主席

今天，我们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不断挑战传统方法的极限。人类经常需要从全新的经验、思维过程、研究领域中吸取新的观点，拓展创新并超越传统的方法。结集这些创新观念和经验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融合科学、教育、艺术、生活等各个方面。那些来自于多元教育背景的个人和团队，将会是未来提供最具创意和创新成果的主力。而这种对多样性的需求，无疑凸显了新一代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必须尽早体验STEAM统整教育的重要性。

伯纳德·达雷斯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象征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

若要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我们必须创新；若要创新，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具备系统性和破坏性思维的人。怡倩的书提醒我们，统整课程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力量。

汤姆·安德森

美国艺术教育学会前主席、美国艺术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为生活而艺术创始人，参与美国国家艺术课程标准的制定

统整课程是“为生活而艺术”的核心，因为艺术不能只为艺术而存在，而是透过美学的框架，与人类、相关事物进行沟通。在理想的情况下，艺术支持其他学科，同时也被所有学科支持，以培养学生在艺术上、学习上以及生活上的成长与成就为目的。为此，我极力推荐本书。

林静秋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究专员

统整课程的学习是21世纪人才养成的基础。陈教授以生动的个案与深入浅出的系统化论述，来引导读者认识统整学习的重要性。对于想认识当代教育趋势的家长、教育工作者、研究学者而言，本书是一本非常珍贵的重要典范。

胡牡丹

马来西亚少儿美术教育协会前主席、马来西亚启页艺术学院院长

课程设计看起来像每位老师在教学前一个必需的过程，陈教授对课程设计中最基本的要素一项一项说明，并且以大量的课程实例和图表相配合，以期读者和使用者更容易掌握和运用。最让我感动的是书中的第七章《学生的心灵状态》。在目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年代，我们不应当只关注孩子手部的技能和脑部的智慧，更重要的还有孩子在课程中的心灵状态。我强力推荐《统整的力量：直击STEAM核心的课程设计》！

陈琼花

中国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专任教授、前副校长，中国台湾大叶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本书以宏观而细腻的视野阐述当代艺术教育的哲理与实务，是艺术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以及国家政策规划者所必须阅读参考的重要图书。

洪詠善

国际美感教育专家

随着人类知识领域的扩张，专业学科的系谱边界渐渐模糊。跨界与学科整合的思潮让艺术、社会、科学、数学等学科，得以在生活

中不同层面建构联结，以人类独有的思维与想象力，理解世界，与自然并进而谋求改善与解决之道。课程是桥，联结着教学者、学习者与其共享的学习课题，“统整”让学习场域与能量延展加成。本书之出版对于艺术教育师资培育、在职艺术教师专业学习，以及许多学校正努力发展跨领域、科目统整性主题、专题、议题等探究课程之伙伴而言，可说是珍贵且实用的礼物。

张宝雯

中国香港教育大学荣誉院士、香港美术教育协会前会长

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课程统整的理念，实践及案例兼备。近年来，多个国家及地区都关注STEM
〔1〕

 教育，陈博士以多角度分析艺术在STEAM统整课程中的角色，很值得教育工作者参考。

王丽雁

中国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教授、前国际美术教育协会亚洲代表

本书涵盖的主题相当全面，除了课程设计的基本要素、统整课程的意义与架构外，还涉及课程规划的方法、学生心灵状态、STEAM艺术科技统整课程等议题。本书的说明深入浅出，所援引的文献资料，除了经典著作，也涵盖近年来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生动地举出中国台湾及美国的生活与教学互动方面的案例，为文章增添活泼生动的气息，也对课程统整在实际运用中的可能性，提出新的思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范凯熹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没有综合（统整）化就没有现代化，生活本身就是一连串问题的求解过程，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而不是“学科导向”的教育。运用综合跨界的视觉艺术统整教育，其实就是早期儒家与当代西方教育的融合，也可以特别表述为“跨学科”的视觉艺术教育。陈怡倩老师用不同于传统以学科为本的视觉艺术教育策略，选取综合的主题、少而精的案例、跨学科的内容，以综合美术、音乐、戏剧、律动等视觉艺术与专题探究相结合的组织方式，以“内容活动化、活动内容化”的教学风格，以注重学习方法和能力的价值取向，探讨我们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建构了一个“有丰富意义的、统整的、有挑战性和主动性”并适合未来人才培养的视觉艺术综合课程与教学法，极具前瞻性和实用性；在当下流行的STEAM跨学科教育和PBL（问题式学习）教学法的实践与推广中，为我们提供了先进的理念和有益的经验。

王大根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教育部美术课程标准组核心成员

2004年“第二届亚太区美术教育会议”上，我的论文《美术教育的跨学科学习》开篇即是：“跨学科学习本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学习方式，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被赋予新的教育价值和意义而成为新颖的学习方式。”当时，台湾师范大学郭祯祥教授也认为：“在教育改革中，美术能与任何学科整合，处于‘轴心’地位。”2006年“世界艺术教育大会”上发表的《艺术教育路线图》也指出：艺术教育有两种可能，一是学科本身的鉴赏与创作；二是“教育中的艺术”（Art in Education，即AIE），把艺术视为教授普通科目的媒介和加深理解的手段，把艺术教育的优势扩展到所有学生及所有课程领域中。近年来，美国大力提倡的旨在培养学生科技理工素养的STEM课程，也增加了“艺术（arts）”，悄然变为STEAM课程。可见，艺术已成为一种视觉感知（眼）、形象思维（脑）和图像表达（手）的学习方式，一旦用于跨学科的研究性学习，就成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要的学习方式。

陈怡倩博士作为美籍华裔，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刻的学术背景，《统整的力量：直击STEAM核心的课程设计》（以下简称《统整的力量》）一书，则是其多年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结晶，诠释了一种既重视基本的专业培训，更能让职前老师突破分科学习的局限，学会以统整和“弹性”的思维方式，设计统整课程以及艺术课程的统整教育；又融入了AIE的理念和STEAM课程真意，强调跨学科、创造力、思维能力、美感培训等，形成了一套“诠释”“反思”“创造”的统整教学法，追求永续教育的理想目标。

《统整的力量》作为“他山之石”，对我国艺术类统整课程存在的误解，对跨学科统整教育的不足，将是一方纠错之良药。同时，身处网络信息时代的中美教育已有广泛的交流，各类课程也已遍地开花，想必，《统整的力量》会深受欢迎，引导我国艺术统整课程健康发展。

张幼云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教育南方研究中心主任

陈怡倩博士这本关于艺术统整课程设计的专著，联系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艺术统整课程丰富的教学经验，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如何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艺术统整课程设计与教学，既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探讨，又有行之有效的操作方法介绍，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正在迎来人工智能的时代，重视综合创意的融合型艺术教育，将会演变为艺术教育的主流，这本书非常适时地为我们开展融合型艺术课程教学探索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方法论。

关小蕾

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会副主任

艺术教育虽然以美育的精神价值为目标，但就学科而言，却是典型的术科教育——实践性的技艺形式划分了不同的学科类型，也使得艺术教育分为各种不同的技艺门类。这一现象可以看成是术科实践的一种特征，好处自不待言，但短处也是明显的——各学科以技艺为中心，反而忽视了艺术教育的共享的、统一的精神价值。

陈怡倩的关于艺术教育的“统整和思维与价值”，正是针对前述的这种现象的短处，着力去发现各学科技艺之间的共通处，整合出艺术教育的一般方法论。各种分离的技艺其实有着相通的方法。

因此我推荐她的这部专著，并相信该书对发展迅速的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事业而言，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张小鹭

原厦门大学学术委员、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信息时代技术的进步，不断支撑着传统各类艺术门类趋于综合表现形态的变化，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社会背景，除了催化出新的越来越受人瞩目的审美趣味外，文化资本的竞争也进一步强化了流行艺术趋于综合表现的时尚冲击力。这对当代青少年及其他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当前拘于单一学科的艺术教育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和挑战。

陈怡倩教授的这本专著《统整的力量》，正是面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当然，无论是十多年前，美国官方教育部门提出的学校视觉艺术教育课程必须加入“音乐、戏剧、律动”的课程，还是数年前，中国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要加强审美教育，要在普通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中增设影视、戏剧、舞蹈、戏曲等大众文化涵盖的课程，都同样显示了两国决策层针对艺术教育重心调整变化的回应。

陈怡倩教授的《统整的力量》在中国的出版，也可以视为美国的学校视觉艺术教育统整的理念，特别是其统整课程设计的可操作性和融合性在中国的分享和推广。20世纪90年代，统整课程在东亚也有过零星的探索，中国大陆曾开发过普通中小学不分科的综合艺术教育课改课程，扬州大学艺术系甚至还设置独特的2年学美术、2年修音乐的综合艺术教育专业；日本的鸣门教育大学也举全校各相关学科之力，承担文部省的综合艺术教育课程课题的研究。但是，由于大都是从局部的某艺术门类学科出发的跨学科的探索，它们缺乏统整的课程设计和实际的可操作性。诸如，“五音不全的美术高师生，怎么能教声乐？”类似的质疑不断，导致好的理念却难以在教学实践中奏效。

陈怡倩教授的《统整的力量》超越了通常统整“分科”的定式理念，课程和课题的设置，注重整体地连接艺术各学科的知识，运用教师自身既有的特长，发挥相关艺术经验和提倡自学的精神（借助互联网等便捷的资源），克服自身知识结构不够完美的缺点，就能够“创造”适应新的审美趣味的教学方法，“诠释”当今趋于综合表现的视觉艺术，“反思”流行艺术的弊端等，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以“诠释”当今脍炙人口的迪士尼动画片《冰雪奇缘》课题为例，倘若运用陈怡倩教授的课程设计理念，既可以从服装设计视野来分析，动画着装参考了19世纪40年代欧洲时尚潮流，并融入挪威玫瑰彩绘装饰性民间艺术风格，使观众情不自禁地沉浸于与众不同的情境之中；又可以从音乐的角度，即英语版动画主题曲《随心而行》，分析其深受百老汇歌舞片的影响，音乐夸张而富有戏剧性（相信即使“五音不全的美术高师生”，只要上网自学查找，也能自如分析）；还可以从视觉艺术、戏剧的观点来分析，《随心而行》在与动画演绎的结合上，讲求精确的同步，于叙事性中融入主角艾莎的情感倾诉、个性张扬，剧情发展、场景推演结合动画特技的艺术魅力——达到几乎完美的境界；再可以从舞蹈律动的视点来分析，动画借鉴了不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舞蹈文化，比如说挪威舞会上的跳舞样式、舞会音乐，以及17世纪的蓬蓬裙舞蹈服装；尚可以从多元文化的理念，来剖析邀请中国演绎者姚贝娜，日本、韩国、欧美等众多歌唱家，用各自的语言来传唱动画主题曲《随心而行》，以达到连接多元文化背景的观众的目的。“反思”则可以分析其时尚流行的形态，皆源于迪士尼文化资本的全球化运作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最近，在中国，来自美国的着眼于跨学科统整的STEM与STEAM教育思维受到各界关注，相信同样来自美国的陈怡倩教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统整教学理念及其《统整的力量》也会在中国的学校视觉艺术教育改革中，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基础教育的实际，发挥其启迪和助推的力量。

注释


〔1〕
 　STEM是四个单词的缩写：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数学）。


关于这本书

这本书酝酿很久。

2001年，我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河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任教时，逐渐意识到“以学校美术作品为核心”教学的瓶颈，逐渐尝试不再刻意划分“技术与理论”，并运用“反思”与“联结”的元素引领学生探讨艺术教学的本质，其间累积的教学经验成为我日后“桥梁型”架构的基础。2008年，在我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三镇分校（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Tri-Cities）的第一个秋天，当时的系主任找我商量艺术统整课程的方向。她告诉我，因为教育学分的增加，许多学科课程将会删减。“统整艺术课程计划”本来专注的“视觉艺术教育”必须加入“音乐、戏剧、律动”的部分，在一学期里教完。她希望我在过渡时期开始准备。那个秋天，我观摩了许多公立学校音乐课的教学，以及戏剧班和舞蹈学院的演出。也在当时，我发现了华盛顿州艺术教师聘用条款里的漏洞，所谓“艺术老师必须具备优质合格的教师资格”并不等于“聘用具备艺术相关背景的合格教师”。果然，在整个学区里的9间公立小学与初中里面，有5间学校的艺术老师完全没有艺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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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间，我突然明白，我的统整艺术课程将会是未来教师培训里唯一的艺术、音乐、戏剧、律动训练。这个顿悟让我十分伤感，大叹教育体系对“艺术”的不公；同时，我也深感责任重大，开始多方思考永续教育的问题。

环顾坊间统整艺术教育的书籍，多半明确地“分科”，将统整打散成四个艺术领域。它们都建议在一个学期的教学里，分别教授艺术统整，再来做音乐统整、戏剧统整、律动统整，以制作作品、凸显各科技巧为培训重点。然而，我相信“统整”不是只有艺术领域才用得到的。统整里的“分科”，并不是统整教育的唯一方式。我不禁思考：

我如何在18周里，把艺术领域专业训练需要的培训巨细靡遗地教给学生？

他们大多数日后将成为班导师，那么，他们如何体悟分科学习的限度，确切地落实统整教育？

鱼与钓竿，我选择钓竿。

与其教他们分科的技术，不如教他们统整的思维与价值。

我认为统整教育的精神在于对“联结”的落实。除了重视基本的专业培训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训练职前老师如何设计统整课程以及艺术课程。最大的挑战在于关注弹性思考，如何运用既有经验以及自学的精神来设计一个有意义的课程。“诠释”“反思”“创造”的教学法逐渐成熟。

2009年春天，我咬牙上阵。从打破单一思维着手，带领学生进入“统整”学科的世界。至今，我的学生大多数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小学班导师，但也有人当了音乐老师、图书馆老师、艺术老师、资优班老师、监狱里的老师。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统整”的思维。

这本书是我对统整教育师资培训的教学经验的分享。主要的架构以我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三镇分校教育系教授的“艺术统整学科”的内容为主，除了介绍课程设计与统整课程的规划基本必备的要素之外，也着墨于相关教育理论、教育思潮、统整学科的架构、统整课程设计实例，以及课堂上、生活上对教育和统整教育的反思。

本书的推广课程设计尽量追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介绍并讨论影响统整教育设计的理论，从课程设计的要素中思考如何在统整教育课程设计里注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进一步分析学生的心灵状态、价值观、价值体系与课程设计的关联。近年来，STEM与STEAM教育成为热门的话题。的确，它们契合时代脉搏，强调学以致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事实上，它们的核心宗旨，就是跨科统整。STEM与STEAM是统整教育的形式之一。要贯彻理解STEAM的真意，必须明白融合知识的进程，积极思维的发散联想，才是永续教育的钥匙。面对现代教育强调的创造力、思维能力、STEAM、美感培训，老师需思考、拿捏并坚持统整课程的融通与实用。

我有幸可以同时在大学教导职前老师、实习班导师，也在家指导学龄儿童绘画。这几个不同的教学环境与教学对象启发我教学的灵感。所谓教学相长，学生们真诚的反应也让我特别注意统整课程设计的实用性与融贯性。毕竟，光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的可能性，课程的内容不过沦为空谈。在教学里，我也发现，当学生在思考中应用统整来联结艺术（视觉艺术、戏剧、音乐、律动、媒体）与跨领域的知识时，他们会深度思考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可能性，并在创作上力求突破。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相信统整学科的学习经验是进行优质教育、增进批判性、培养创造思维的基石。

虽然我撷取的经验是以美国基础教育和艺术教育为主，但我相信这些经验对中国有意从事统整教育课程规划的老师们，甚至家长们都有帮助。另外，针对统整课程的多样性与多元学习，每一章最后都列举了几个相关问题，希望读者能反思、应用、融会贯通章节的主要思想。





暖身结束，让我们开始统整的旅程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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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的今天，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而且不只发生在视觉艺术领域里。13所中小学里非艺术教育系毕业的教师教授美术课的比重越来越大。非音乐教育系毕业的教师也可以教音乐课。


第一章　为什么要做统整课程计划

1

这种转变除了因应时代的趋势之外，也凸显知识学习的单一化已无法适应知识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因此，统整学科的学习是21世纪的必然趋势。



长久以来，学校教育深信教师传授学生知识的有效管道，必须是透过学科独立的分科学习。唯有各科精进，才能凸显各科的特殊性和不同点，帮助学生体认到各科学问的精髓。从某方面来说，这样的学习的确有效地强调了各个学科的重点，并且加强了学生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这种以学科为本的独立性，在基础国民教育的教学中，自然有它存在的必要。然而学科具有独立性的同时，一方面，学生在学习环境的刻意分类学习之中，他们的学习一再被教学者有系统地区隔，学习方式也渐渐趋向分裂、片断，学习内容忽略跨学科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老师们疲于奔命，以分数、基数为重，忽略各科的联结，摒弃系统性的整合。久而久之，这种偏重于学科独立性的“理所当然”，渐渐造成以下几个畸形的现象。

一、老师和老师之间对课程规划的沟通太少，学习内容窄化而单一

老师和老师之间（无论是级任老师还是科任老师）一直以来都是平行线地进行教学。他们各司其职，你教你的，我教我的。其实，很多老师也明白，如果能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来探讨教学题材，对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曾经采访几位台湾资深的小学美术老师，他们针对老师之间严重缺乏沟通的情形语重心长地表示：在筹备校庆展示时，很多时候级任老师和科任老师之间都有类似的想法，但因为缺少沟通，不仅造成到处都是“大型面具”的窘况，也无形中导致资源浪费。除了学校的活动想法重叠之外，在教学上也因为沟通少，常常发生“我以为某科老师已经教过”或是“我以为你们没学过”的情形，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他们认为若要落实统整课程，得先以各科老师的沟通为主，打破分科教学的藩篱，肯定积极沟通教学内容与规划的必要性。

二、仰赖学生学习时举一反三、整合统整各科学习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因为各科独立、缺乏沟通，学生必须自己负起联结学习内容的责任。但是，因为平时接触整合应用的学习机会太少，即使他们自己做相关整合，他们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已经运用了跨学科的学习经验。因此，他们获取的知识无法持久。再者，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素质好的、自发性强的学生可以融会贯通，但是需要老师提点的学生，因为自己无法运用，又缺乏统整学习的机会，于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学习落差会越来越大。

举例来说，我女儿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之后，满脑子都是行星，不仅主动地上网搜索和行星有关的文章，还仔细比较各个行星的图片。然后她向我要了一张画布，我临时找了张学生画坏弃置的画布给她，心中还觉得很抱歉。她也不在意，在画布上积极构图，一边挥洒，一边向妹妹叙述行星顺序、美术技巧和太空旅行（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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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夜空的行星　陈品瑄（Emilie Cooper），9岁，丙烯颜料，2012

女儿一边画，一边告诉我她在学校学的关于行星的知识。她说，美术老师利用太阳系的行星来引导学生，学习如何运用颜色和适当的明暗技巧，让球体在黑色背景之中仍然成为视觉的焦点。虽然整堂课是以美术技法为主，老师只教导并要求学生把行星名字和顺序念过几次，对行星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并没有太多解释，但老师顺便告诉学生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的消息，这让女儿班上同学很兴奋，大叹：原来行星也有不合格的情形。她接着告诉我，在学校的图书馆课时，老师特别介绍由费斯·麦克诺（Faith McNulty）和史蒂芬·凯洛格（Steven Kellogg）合著的《如果你决定去月亮旅行》（If You Decide to Go to the Moon）。故事主轴是带领孩子到月球进行一场太空之旅过程中会经历的事。女儿告诉我，上课时，随着故事的进展，她与同学们在老师以及作者的引导之下热烈地讨论。凭着记忆，她述说班上如何讨论上太空之前的准备工作和心情变化、升空后在无重力空间活动的感受、看到月球在黑暗中闪烁如珍珠的兴奋、着陆之后的探索，还有规划回航的步骤等。

我在一旁聆听，心怀感激，也惊喜于老师们总算“沟通”了，心想：这小小的沟通带给孩子多少震撼啊！

几天以后，俄罗斯发生陨石事件。当天放学回家，女儿更是兴冲冲地告诉我们，她们班导师放映了一段在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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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影片，影片中是捕捉到的陨石划破天际的奇特景象。

我忍不住问她：“你们正在学太空科学吗？你的老师们好棒喔，都给你最及时的信息，而且是从各个不同的学习角度来看太空科学！”

她看着我，满头雾水：“没有啊，妈妈。老师只是放给我们看而已啊！”

“老师没有教行星、太阳系、地球运转、月球与地球和太阳的关系？”

“没有啊！老师说以后会教。”

“那你那天画画时说的呢？”我有点急了。

“美术老师说了一些，图书馆老师也说了一些，但大多是我上网查到的。”

“所以，没有正在教太空科学？”

“没有啦！妈妈，你又想太多了。”

“多可惜啊！”我在心里悄悄地说。

虽然是巧合，但这三个老师所教的内容正好提供了一个全面性的学习机会。我的孩子在这些片段的激发中自己找到了学习动力。因为有动力，她不会因为信息的不足而中断学习，反而因为求知的渴望将这些点连贯起来，主动深入研究。

虽然陨石事件的确是偶发性的现象，我也深深赞许级任老师利用这个机会在课堂上播放影片的做法，但是，这些老师错失了一个深度教学的机会。的确，随机教学有的时候对学习记忆具有长效力和正面的影响，然而，我十分确信跨学科、结集老师专长来整合分工的教授方式，才是最完美的教育方式。试想，如果这三个老师能事先沟通，做好整合计划，各科老师针对太空科学一起设计教案，由美术老师运用巧思，引导学生用颜色来区分各行星的外貌特征；级任老师进一步解释它们与太阳的关系，讨论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地位、陨石的形成与陨石落地之后的损害；图书馆老师讲述人类登陆月球的历史，每位老师在同一个星期里，在各领域中探索，为“太空科学”提供不同层面的知识，那又会激发学生们多少知识的火花呢？对学生的学习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所谓联合教学，它的本意强调老师们相互之间的良性沟通，为学生的学习共同策划、统整课程设计。我把这样的教学称为“教育的乌托邦”。

然而，是否就因为是“乌托邦”，所以在受到时间与学习进度限制的现实生活中，要实现并不容易？

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联合教学的实践有困难，我们才退而求其次地鼓吹各个老师自行设计教授“统整学科”（integrating curriculum）的课程？

可悲的是，在升学挂帅、用分数决定智能发展成败的速成社会，联合教学或是统整学科的教育方式似乎变得曲高和寡。

这种变调的教育，中外皆然。



第一节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统整学科

从1999年以来，我分别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美术教育系、密歇根州大河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美术系和华盛顿州立大学三镇分校（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Tri-Cities）教育系培训师资，针对统整学科和艺术统整学科的课程设计来向职前老师针对有效运用艺术有效联结各个学科的必要性与实用性进行训练。

每学期的第一堂课，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总结你自身的成长经验和你在各学校实习之后的观察，能否举出特定的统整学科的学习经验？”

这个问题一丢出去，课堂上往往一片死寂。偶尔会有几个学生列举几个与艺术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通常是“后续／外加活动”，比如引导学生在学习之后，画一张图、说个故事、看段影片，或是动手做一个东西来总结学习。

这样的概率虽然小，但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们对“统整学科”的定义的了解还停留在“外加活动”的阶段，甚至认为那些活动是用来打发时间的活动（pass time activity）。他们并不是把艺术融入学习的过程，也不明白“统整学科”之实践与具体融入的必要性。坦白说，我对他们的诠释并不惊讶，但也深深认为他们相信的“统整学科”方式无法积极引导学生，达到深层教育的目标。

一、统整学科的定义

跨学科领域（interdisciplinary）与统整（integrating）都强调教学内容的多元角度。然而，要注意的是，统整教学更进一步正视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合合流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主持哈佛大学“零点计划”，指出分科教学的局限性，提倡正视学生的多元智能与跨科艺术的适才教育。他与维诺尼卡·博易斯·曼斯拉（Veronica Boix Mansilla）专门进行跨学科的教育研究。他们把跨学科的教学方式，简单分为“汤”（s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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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沙拉”（salad）两种模式。“汤”是各科融合成一个整体，共同为学习目标注入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训练。“沙拉”则是各科在学习进程里，仍然明显地保有各科的特性与主要的学习内容。所谓“跨学科领域的理解”（inter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指的就是学习者可以灵活运用许多学科结集的智慧来解决问题，学习有目的性（purposeful）、学科性（disciplined）以及统整性（integrative）。苏珊·爵克（Susan Drake）与洛贝卡·本恩斯（Rebecca Burns）也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统整课程基本上是运用多元学科（multidisciplinary）来成就学习主题（theme）。他们根据教学方法、统整程度、教学目标的着眼点，把统整课程的模式分为：

（1）学科分支延伸（intradisciplinary）：由某一个主要学科向外延伸学习意识，扩展到类似的相关学科，学科的相关性可以从内容或方法来解释。譬如，以内容来评断，和科学相关的学科整合有自然科学、生物、物理、化学；若以方法来说，教语文的老师经常运用写作、阅读、口语会话、沟通等相关的学习活动来促进学生的学习。

（2）融合（fusion）：运用活动而将学生学习的态度、行为与知识、技能的获取融为一体。爵克与本恩斯举了一个例子，学校举办“和平周”，学生必须体认和平相处的意义。于是他们在社会课里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性以及力求和平相处的方式，在美术课里设计和平标志，在历史课里讨论战争的起源与寻求和平途径的必要。也就是说，各科均以和平为议题，从多方角度带领学生明白和平的意义。

（3）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服务学习的本质就是统整教育的实践。学校与社区结合的服务学习往往要求老师与学生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提高生活水平。

（4）概念延伸的平行整合（parallel discipline）：同一个词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平衡”在美术、音乐、科学里的意义就完全不同。老师们在解释这个名词时，可以介绍并鼓励学生明白这个名词在不同情况、不同学科里的意义与应用方式。

（5）主题延伸的统整（theme-based）：依据学习主题需要，找寻相关学科来加强学生的学习。比如，“为生活而艺术”（Art for Life）的教学模式正是凸显艺术统整教育与生活经验的典范。它以主题为中心议题，连贯艺术对自我、环境、社区族群与全球视野的体认。

不过，宣传统整教育的重要性，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忽视以学科为本的教学。毕竟以学科为本的教学是奠定知识的基础。而且，所有统整的成功的先决条件在于对各学科的学习理论有透彻坚实的理解。学生们各科分开学到的精髓并不表示学生能够明白、联结、统整各科知识，统整教育的目的就是明白点出各科学科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它在教学与学习上有利无弊的长远影响。

那么，统整学科的定义是什么？

我把统整学科简单定义为：

把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有效地联结、利用、融合成一个整体的教学架构，来帮助学生跨越各学科，获得对知识的全面理解。

在这个定义里有两个重点。首先，强调的是架构。统整学习的架构必须具备“联结与融合”，把各个学科（局部）的知识有意义地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其次，它明确地点出学习的目的性：力求对知识全面理解的长效性。

二、统整学科的优点

在美国教育史上，提倡统整教学最有名的一个计划就是由哈佛教育研究院主导策划的“零点计划”（Project Zero）。“零点计划”成立于1967年，由美国哲学家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提倡。针对儿童和成人如何通过艺术来学习的议题，哈佛大学成立了一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探讨艺术教育的本质。几十年来，除了致力于凸显艺术教育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之外，他们也探索与学习相关的议题，譬如对知识的理解、思维的方式、创造力的养成等，并陆续提出智慧发展、多元学习的重要论述。

现任“零点计划”的主要研究组组长与院长莎莉·提诗曼（Shari Tishman）也曾提出，21世纪的世界公民绝对无法应用单一学科的知识来解决瞬息万变的问题。因此，她认为“零点计划”将致力于以学生为主导的跨学科优质教育，从个人能力、性格的理解来培养全球竞争力和全球意识，推广对于全球社会有意义的行为。2005年起，“零点计划”成立文化思维（Culture of Thinking）研究小组，组长让·日查特（Ron Ritchhart）以文化阻力（culture forces）的研究来鼓励老师正视在学习环境中的八个文化力—语言、时间、环境、机会、例行、示范、互动和期望，并着手进行老师们跨领域学科合作的研究，以解决这些学习的问题。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当跨领域学科的老师组成一个团队，共同设计、统整并分享课程计划时，他们自己本身除了在交流中增进知识、更加了解学生之外，也集体产生一个共同的目标。该研究明白地指出，联合教学与统整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有正面的影响。

艺术与人文的统整被视为实践统整教育的最佳管道，比如，统整课程可以健全学生的知识、经验，通过检视以生活为本的议题来体现生命教育。台湾学者黄壬来认为由艺术与人文落实生命教育，可以从四个面向来重组或融合新旧经验：（1）生活经验的面向，强调对经验的省思与批判；（2）社会生活的面向，以生活为本，来培育健全社会公民；（3）知识系统的面向，着重于脉络化知识的思维训练；（4）课程设计的面向，必须均衡上述三个面向（亦即生活经验、社会生活和知识系统）来引导学生学习知识，从而应用于生活、适应生活、尊敬生命。黄壬来的研究小组进一步以统整课程的教学方式来设计、观察、研究学生们如何接受、理解与艺术人文结合、饶富生命教育意义的课程，并拟定出以“生命美学”为使命的四大主题、十二个子题的生命教育能力指标。生命教育能力指标分六个阶段实施，课程设计子题皆依据程序性、继续性、统整性的课程组织原理来探讨生命教育概念、态度与行为，其中包含四项主题，即“生命源起”“生命维护”“生命发扬”及“生命完成”，再细分为十二个子题，即宇宙生成、生命生成、家庭与婚姻、个我生命维护、群我生命维护、生态维护、两性尊重、感恩与关怀、服务与奉献、建构生死观、生命美学与信仰体认、实践生命价值。

统整学科教学逐渐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培养21世纪人才的方式。自2009年以来，因为受到经济萧条的刺激，美国积极提倡STEM统整教学，以实际运用的角度为核心，融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eneer）与数学（mathematics）的知识，寄望开启美国工商业的契机。这个运动已在教育界引起震撼，也带动另一波以STEAM为主，在STEM学科中加入艺术（art）来强调创意的风潮。创客空间（Makerspace）与DIY（Do It Yourself）等“做中学”“学中研”的手脑并用、开放创意的机会，都是统整学科的实际例子。

总结上述的讨论，统整学科的优点有：

（1）提供一个不同的教学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而且经常效果显著。

（2）帮助学生从多元角度和观点来整体理解一个议题。

（3）促进学生批判思考、决策能力及价值观的健全发展。

（4）鼓励学生辨别、分析、综合、整合知识的能力，超越学科界限并刺激创造力。

（5）加强对知识理解力之长效性。

（6）引导学生评估、规划、运用所学，有效地解决问题。

（7）促进学生群体合作的机会。

（8）提升学习者的自发自省的精神，增加学习动力。

（9）重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结性与相关性。

（10）迈向全民教育的目标。

三、实践统整学科的阻碍

其实，老师们都明白“统整学科”在教学上有一定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为什么理论上知道统整学科的重要，真正落实在课堂上的实例却少之又少呢？

我认为造成“统整学科”沦为纸上谈兵的原因，是教学者长久以来存在的几个刻板观念：花时间、复杂、很难面面俱到。这些刻板观念让他们深深认为“统整学科”行之不易。

实践统整学科所面临的阻碍可能归于以下三个原因：（1）和时间的追逐战；（2）大众与小众的抉择；（3）不能犯错的迷思。

1．和时间的追逐战

老师们认为统整学科费时费力，在现实的课堂里“没有时间”来实践。

这个“没有时间”的概念，无形中也把教学质量带入瓶颈中。因为教学着重于升学考试的内容，在赶课程进度的前提下，老师们依赖模拟试题来确认学生的学习成果，并没有时间再深入探索某一个理念，也没有时间让学生静心沉思新旧知识的相关性，更没有时间去让老师和学生一起反省审核学习成效。

“没有时间”成为许多老师挂在嘴边的借口。

“没有时间”也变成一种“这样的内容就够了”的代名词。

因为“没有时间”，老师往往在不自觉的情形下降低学生的学习标准。

“没有时间”让大家轻易地相信，适时的小小牺牲（牺牲小组讨论、议题延伸甚至副科学习的时间）是为了更大的成就（通过升学考试的窄门）。老师渐渐地因为没有时间而忽略了许多考试内容之外的重要知识。也因为没有时间，老师们渐渐地不再更新教学内容。

其实，许多老师全盘舍弃教案设计步骤的真正原因，是不愿意再更新教学内容的驱动力使然。在反复教授同样内容的过程中，说好听点是“教学纯熟”。有些资深老师认为教案设计只适用于新老师。他们年年重复教学内容，对待每个学科都像是写公文、做数学演算一样，要求学生反复练习。

老师们忘记时间是流动的，知识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在时间之河里，知识也日益更新、不断突破。一个既有的定理或许有了新的诠释或应用。同一个作者的文章在不同的大环境影响之下阅读，它的意义也很有可能改变。

我们常说“教学相长”，殊不知教与学一样重要。教学不忘进修、更新信息，其实是为成功的长效性学习奠定基础。

不再更新的教学内容，是停滞的、表面的学问。它就像黑心的苹果，即使再怎么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可口外表，一旦被切开，仍然逃不过被立即丢弃的命运。

有内容的教学需要教学者的深思熟虑。以升学为主的教学内容所成就的，也只有表象的知识，不会持久。那些我们借由夜以继日不断演练考题堆砌出来的知识，在考试之后，一声欢呼后，也就被忘却。又有多少人认真想过，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与应用呢？

这些抓紧时间努力学习，不经思考沉淀的知识，被忘却之后，竟是时间的浪费。

2．大众与小众的抉择

近年来，以分段能力测试学生似乎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一种风潮。在它的旗帜下，教学成就以“大多数”的平均值为主。也因为要提升“大多数”的平均值，教育当局往往鼓励学校多多成立分段能力加强小组。其目的就是让学习落后的学生们能有机会加强，赶上“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能力。除此之外，老师也被要求反复演练，以确保落后的同学能达到基测的标准。

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学习落后的学生们可以有再学习的机会，可是相对的，学习能力超标准的孩子便被迫不断地、反复地重复学习内容，导致他们的学习停滞不前。结果，这些原本学习能力强的孩子，渐渐地对反复学习的内容产生反感，表现出不在乎的态度。

这种强调学习一致性的“假平等”，只会开教育的倒车。

老师们在面对一班能力程度不一的孩子们时，必须明白“教学内容弹性化”的重要性。否则，孩子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常常稍纵即逝。

举个真实的例子，在美国幼儿教育中，有一项重要的学习指标是学童必须能拼出、书写、默记自己的名字。我的女儿在进入幼儿园之前就已学会怎么写自己的名字，然而在整整一年的幼儿园生活中，她带回家的作业十次有八次仍是练习写自己的名字。虽然我们一再向老师反映、暗示给孩子“不一样”的作业，但老师总是笑着夸赞女儿聪明，也提醒我们还有许多孩子无法达到学习标准。为了不让孩子有差别心和比较心，最好还是给“一样的”作业，免得女儿有优越感，以致伤了那些仍需努力学习的同学的心。

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和先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我们明白老师对孩童社交个性养成的考虑，但仍然不理解为何老师全然放弃使孩子们精益求精的机会。我常常想，给“不一样”的作业，并不一定只会带来负面的团体社交情绪。其实，这完全要看老师应对的态度和语气。如果是以提升学习成效作为中心目标，老师们可以把“不一样”的作业当作一个学习指标的进阶。这种做法就像在课堂上普遍流行的贴纸奖励办法一样，强调的、鼓励的是正面的学习。老师们应该用正面的态度来利用“不一样”的作业，老师们也应该正视，幼儿园的学童在体能发育上已比幼儿强壮，心理上也逐渐脱离幼儿时期对大人的依赖，他们慢慢地不太喜欢大人把他们当小孩看待。他们急着长大，对自己已是幼儿园学生十分骄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往往会告诉你他的年龄是5岁半，或是5岁3个月。他们对年龄正确度的斤斤计较，明显地告诉大人，他们有一种想要长大的渴望。

利用这个“急欲长大”“要像大小孩一样”的心理，老师们可以鼓励学童做一些较难的作业，对孩子们说出“就像一年级一样”的话。其实，正面激励的效果比负面情绪的影响还要大。因此，若用害怕小孩受伤的负面情绪为前提而阻止，甚至放弃其他学童再接再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反而是在无形中告诉学习能力强的孩子：“我只要学到这样就够了。多做也不会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我真的不需要太努力。”而那些需要加强复习的孩子，也隐隐约约养成“我可以慢慢来，不用太努力，反正大家会等我”的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能力强、反应快或敏感的孩子，反而可能误会老师的本意，认为“只要我学慢一点，甚至笨一点，老师会多注意我一些”而故意对学习漫不经心，或者是因为教学内容缺乏挑战性而丧失学习兴趣。有些孩童甚至因此将对学习的注意力转移到造成行为乖张的地方。

等到变成这种情况，反而得不偿失了。

回到前面我女儿写名字的例子。老师其实只要很简单地做一个以家人名字为主的学习单，就可以激发她的学习兴趣。在这个学习单中，无形地引导她进阶学习（记住爸爸、妈妈、妹妹的名字）而不是要求她原地踏步，耐心等待，直到丧失对求取新知识的热诚。

在学习的过程中，等待就是停滞。它就像一个黑洞，只会往降低长期的学习效果的无底洞奔去。

要达到一个成功的教学的目标，首要条件必须确定：教学内容充实而具有弹性。资优教育界的泰斗乔瑟夫·任祖利（Joseph Renzulli）教授曾经语重心长地提醒教学者：“潜力和表现当然有所区别。人类在数学、游泳或是钢琴表演上绝对拥有潜能，然而，除非这些潜力达到极致并展现傲人或卓越的成就，否则我不会轻易地将这些人的表现贴上天才的标签。我们（意即老师们）面临的挑战其实就在如何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来激发学生的潜能。”虽然不需要到为各个学生量身定做的程度，但起码要求内容必须扎实、深具挑战性。除了奠定基础之外，也可以让有优势的学生更积极地学习。

3．不能犯错的迷思

老师们常以答题的对或错来决定学生的学习成效。因为一切朝“对”的方向看，我们很自然地会向学生示范“正确”的解题模式和诠释方法。身为老师（或家长）的我们相信，这么做的结果，学生犯错的概率便可降低。遇到学生答错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地主动教导并叮咛学生：“应该”这样做，这样回答就对了。朝“对”的方向走，在无形当中，我们也灌输学生“不能犯错”的想法。

“犯错”，在长久的教育史里，已经成为一个禁忌。

我在这里鼓励大家改变对“犯错”的看法。

其实，“犯错”是一个机会。

英国作家丹尼尔·科伊尔（Daniel Coyle）对天才的养成和学习特别好奇。他行走各国各地去观察各领域天才的学习情形。他发现，这些天才除了有先天的优势之外，最重要的是后天养成的遭遇挫折反而更加努力的不服输精神。这些天才的共同点在于允许自己“犯错”，一次次地在“犯错”之后停下来思考，然后尝试新的方法来突破瓶颈。如果又“犯错”了，就再次思考、反省可能“犯错”的原因，接着进一步寻找解决的方案。

科伊尔把这种针对“犯错”来“学习”的过程定义为“深层练习”（deep practice）。“深层练习”可以让学习者“尽情地、无后顾之忧地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不断地找寻更有效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换句话说，练习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思考和脑力激荡的。

科伊尔的深层练习的确可以增进学习成效，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要有成功的深层学习，得先找到一套有效的教学工具才行。

在教育界中，这个教学工具，就是教案课程的设计。

诚如科伊尔所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效率地投入练习时，往往会用意志力、专心度或专注力等字词来形容练习的过程。但是，坦白说，这些字眼并无法真正地形容那些挑战极限、让观众惊心动魄的经验。这些天才正忘我地投入练习中，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不断遭到挫败，抓不到要领。事实上，他们正刻意极尽所能地挑战自己攀登能力的更高峰。也因为如此，失败的概率可想而知。然而，从某方面来说，这些挫败反而是自我成长的利器。”

因此，一个好的老师除了要有丰富的经验、耐心和广博的知识外，更要能在课程计划中提供学生深层练习的机会，带领学生思考研究，而不是使学生成为一个只会答题的读书机器。老师们需要舍弃“不能犯错”的教学思维，从正面的态度重新诠释“错误”的意义，了解到在学习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沮丧和挣扎，其实是驾驭、学会某种技术或知识的必备要素。因为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是帮助大脑进行深层思索的动力。

要确保学生学习的有效性，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课程计划的编排和书写。在编写的过程中，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能力设计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活动，并预设学习的成效。维格金（Wiggins）与迈克提格（McTighe）鼓励老师们从事以预想学习成效主导的“逆向设计”（backward design）来规划教学计划。他们相信授课者心中如果已经预设一定的教学目标，预期学生有某种程度的学习表现，那么，在撰写课程计划时肯定有比较清楚的思维脉络，会为了增强学生学习效果而特意安排各式的学习活动。除了确保这些活动合乎逻辑性与次序性之外，他们也相信这种逆向设计，可以自然而然地吻合学习指标的要求。

逆向设计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为知识的获取而积极思考（见表1-1）。表格中以提问的方式来检视主题—目的—成效三个方面所影射的内容、评量、实践的关联性。

表1-1．◎　“逆向设计”的三个阶段

[image: alt]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维格金与迈克提格的理论整理而成。

虽然“逆向设计”可以引导老师在写教案时不离题、有目标和具有明确性等优势，然而，有些学者仍抱持怀疑的态度。例如，海蒂·海斯·雅各（Heidi Hayes Jacobs）特别警告老师们在教学时还是不要忘记保持“教学的前瞻性”（looking forward）。“逆向设计”虽然效率高，但老师们多少也因为这个明确的目的性而束手束脚，无法全面、全盘发挥。“教学的前瞻性”的存在，就是要打破这个藩篱。因为有前瞻性，我们才可以不受预设教学目标的限制，只在“我们所知道的知识”（what we know）和“我们可以做什么”（what we are able to do）上着墨。

雅各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太过盲目地向着预设目标奔去，老师们可能会忽略偶发、无预警的学习机会，也可能会忘记，教学中有时不按牌理出牌的天马行空反而是引领学生、激励学生的最佳门道。



第二节　统整学科的学习是21世纪的必然趋势

21世纪是科技导向的时代。当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寻平衡点时，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已逐渐仰赖网络搜寻、即时新闻与社交网站。当一个个学龄前儿童熟知iPad（苹果笔记本电脑）的指令，用食指滑拨、过关斩将的同时，我们必须深思：在科技的冲击下，我们获取知识的管道也不断地延伸扩张。

皮亚杰（Jean Piaget）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分成“感觉动作期”（sensorimotor，0-2岁）、“前运思期”（preoperational，2-7岁）、“具体运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7-11岁）、“形式运思期”（formal operational，11-16岁）四个阶段，每个认知发展阶段各自具备思维方式的特质。“感觉动作期”仰赖感官刺激以及实际的肌肉动作来探索。在这个阶段，思维发展是从单纯的反射、眼见为实到体认“物体恒存”（object permanence）的概念。“前运思期”因为对符号、记号功能的认知，儿童具备了对知识的转换能力，比如厕所的符号分男生、女生，儿童可以根据性别符号的提示使用厕所。这样的思维转换是直接的，进行的思维活动不牵涉到演绎、归纳、分析，它呈现的仅仅是基本的“直接推理”（transductive），但不见得符合逻辑。到了“具体运思期”，儿童可以运用基本“逻辑运思”（logical operational），但受限于真实的领域与情境。思维活动以线性为主，进行分类、对比、次序性的思考。“形式运思期”儿童则具备假设、推演、归纳的能力，协调相互性与反逆性，以及抽象性的思考。

在《思维之研究》（A Study of Thinking）这本书中，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研究小组认为“分类”（categorizing）的能力代表以下的重大思维活动：（1）由繁入简，分类牵涉到对抽象与属性的认知；（2）识别与归类，有识别就可以进行安排与归类的活动，这些是帮助我们理解所处环境的媒介；（3）界定属性，定义属性可以降低重复学习的可能性；（4）指点提示，适时的分类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向；（5）系统链接，分类属性的厘清有利于联结与联想、了解事件／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解前因后果的可能性。这个分类简单点出不同的思维模式能造就不同的学习成果。诚如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所言：“思维是个技术。如果知道方法，它可以建立也可以改善。”老师有必要了解各类思维模式的意义，以及运用之后对教学、学习的影响。

我们的思维模式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其实已经逐渐跳脱传统的纵向思维（vertical thinking），转为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网状思维（web thinking）、系统性思维（system thinking），甚至是创造性思维（creativity thinking）、视觉性思维（visual thinking）。这种转变除了因应时代的趋势之外，也凸显知识学习的单一化已无法适应知识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因此，统整学科的学习是21世纪的必然趋势。

在设计统整课程时，我们往往会碰到言之无物，或是主从的纷争。这其实与我们对思考模式的理解与应用息息相关。其中，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系统性思维这三个模式影响教学计划、教学成效甚深。以下简要地解释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系统性思维模式的不同。

一、纵向思维（vertical thinking）

纵向思维（vertical thinking）是一种注重线性思维（linear think-ing）的逻辑思维模式，认为认知的形成有一定的次序，强调获取知识的步骤。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受到教育界的肯定。一切按部就班，一步步地像组装模型飞机一般，从无到有地组合完毕。步骤清楚为主要的指导方式，知识的传授是线性的。这种思考方式适合数理与科学，强调逻辑分析、实验的步骤的精确度。在以线性思维为中心的教学里，老师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力求一致化以达到预设的目标。

以纵向思维模式为导向的教学，坦白说，的确可以确保清晰的脉络，进而增进学生对某项知识的掌握深度。学生也可以通过严谨的科学性的训练，在模棱两可、混淆不清的情形下运用逻辑思考来分析、寻找文献数据，举证支持或否定假设，整合共通性，找出“正确”的答案。然而，也因为这种思维黑白分明、强调单一步骤的绝对性，相对而言便缺乏弹性和预留给学生想象的空间。

二、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

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摒弃以单一性的纵向逻辑的思考模式来解决问题，强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相对于纵向思维的绝对性，横向思维鼓励积极思考，用不同方式来解决问题。横向思维会在现有的框架中（可能是环境、政策或人为因素造成的）重组，寻求发展的可能性。正如横向思维的创始人爱德华·德·博诺用“挖洞”的比喻解释：“如果你想在不同的地方挖洞，那么，你不能只在同一个洞一直深挖。”相较之下，纵向思维就是一直在同一个洞挖掘，求的是深度；横向思维则探索不同的洞穴，求的是广度。横向思维在寻求解答的同时，也成就了创意与创造力的培养。横向思维的特性包括挑战既有的标签、寻找替代的方案、片段性的思维，以及跨领域的整合运用和反思。它虽然也是带有步骤型的思维模式，但是明显强调个人的自觉性与创造性的思维。原因在于，在寻求答案或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横向思维允许有片段性的跳跃思考模式。它可以是不连续的联结，也不限制引用来自其他领域的相关信息。它强调过程，包容性强，允许错误的存在。也因为正视了这种不确定性，横向思维往往在寻求新方法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这股突破现况、鼓励创造力的思考模式的力量，无形中也促成了其他知识的联结，而使人们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横向思维也重视既存知识的联结和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与以经验为核心的螺旋形认知理论相辅相成。的确，唯有活用既存知识，善用资源，不拘泥于特定的思维模式，才能更有效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系统性思维（system thinking）

系统性思维（system thinking）强调组成知识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relations）和互联性（interconnection）。和横向思维相比，系统性思维重视知识的整体架构。如果我们继续引用爱德华·德·博诺“挖洞”的比喻来诠释，系统性思维保留了横向思维的广度，更进一步考虑、探索“洞”与“洞”之间的关系。系统性思维默认我们挖下一个洞一定有其原因。而这个“挖下一个洞”的动机不容忽视，它虽然是完成思维的过渡，却也可能是成功解决问题或是获得知识的契机。

系统性思维可以是网状思维的整体呈现。网状思维（web thinking）在教育界有其地位与价值。它是整合我们错综思路的有效方式。它把我们产生的概念一一列举，并在相互之间找寻关系。这当中经历筛检、淘汰、强化的过程。



第三节　结论

统整学科的教学目的是要打破单一学科、单一领域的框架。统整学科的教学强调的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思维的养成。它融合纵向思维的深度、横向思维的广度、系统性思维的连接性，一体多面地介绍、诠释、反思与应用已获取的知识和想获取的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知识已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运用它的复杂性、互联性能有效地把知识的获取推向极致。这一切的成功与否，全然取决于老师愿不愿意积极主动地设计、规划、实践、评估并改进课程计划的撰写和教学。



问题与讨论

1．依照你的观察和经验，你认为“统整学科”实践的阻力在哪里？为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2．作者提出现代思维以系统性思维为主。这个想法和“统整学科”有何相关性？

3．“统整学科”对学生的学习有何冲击？

4．爱德华·德·博诺曾说：“纵向思维用在想法，横向思维用在改变这些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与统整学科的理念有什么关联？

5．逆向设计与一般的课程设计规划方式有什么不同？

注释


〔1〕
 　YouTube相当于国内的优酷，是视频分享的网站。


〔2〕
 　也有学者提出混合果汁（smoothie）的看法，意义与“汤”相当。


第二章　课程设计的要素：教学的对象

2

老师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谁是我的学生？”



许多职前教师常常问我：在教课之前，真的有必要动手写课程设计吗？什么样的课程设计才能确保教学质量呢？教学设计是以简单扼要、重点式记录就好，还是要涵盖种种细节，以巨细靡遗为优？

如果你是一位资深教师，面对的是一群资质相近、反应灵敏、用功又专注力强的学生，你可能觉得简单的课程纲要就足够了。如果即将讲授的内容正好是你的专业特长，你对授课的内容熟悉到可以随兴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实例解说，那么，着手撰写课程计划可能不太有必要。但是说实在的，像这样的完美教学状态的可能性是少之又少，毕竟知识无涯，信息瞬变，再怎么熟悉的教材，还是可以有更新和加强的地方。

于是，就像我常常和学生说的：

为了保险起见，最好还是有一个教学计划比较好！

有了A计划还不够，要有B计划才行啊！

那么，什么是教学计划呢？

首先，教学计划的长短并没有一定的准则。因为，它的架构和老师自身的教学经验、内容以及个人习惯有关。然而，我建议老师们在撰写之前记住：简洁的大纲或是细腻的概括只是形式，重点在于课程计划得能确保教授内容的完整性、一贯性、实用性才行。特别是刚进职场的新手教师，遇到不熟悉的教学内容时的确会紧张。如果在踏进教室之前，能够拟定一份尽可能涵盖各层面的教学计划，详细准备教学的材料与内容并且在心里着实演练一遍，不仅心中不会紧张，也能够避免忘记应该要做的事。这样的话，教学的成功率肯定会高出很多。其次，教学计划的必备元素和格式没有一定的形式。譬如，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系的教学计划写作格式，是提供给教授们指导训练职前老师创作整合自己的课程设计，目的是让刚进课堂实习的老师们可以很快地掌握授课的方针。因此，这个格式会尽量地简略，希望职前老师们直接列出重点。

这些方针包括：学习目标（learning targets）、教学评鉴的方法（assessment strategies）、小组辅助教学（student grouping to support instruction）、学习的经验（learning experiences）、参考资料（reference list）（参见表2-1）。这个格式也注明“仅供参考”，明白点出“让授课老师具有自由发挥的空间”的教育宗旨。毕竟太过规格化、制式化的结果，反而会带来教学形式沦为机械化、教授内容了无新意或沦为一言堂的风险。

在此特别申明一点，这个教学基本要素是以单一学科教学为主，并不是以统整课程为核心的写作格式
〔1〕

 （因此，表格中把跨学科、统整学科的学习摆在参考数据里）。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明白基本课程计划的格式、形态和方针，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参考表格赋予老师极大的自由。因为各个基本要素里并没有硬性地排先后，完全视老师的写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来做适度的调整。

表2-1◎　基本教学计划写作格式

[image: alt]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华盛顿州立大学教育系课程设计参考大纲整理改编而成。

这个教学计划写作的参考方针，其实就是辅助老师在安排学习日程表以及教学进度时的温馨提醒。它可以巨细靡遗，也可以简单扼要，也可以加上个人认为必备的提示。比如说，我认为在课程设计当中，教学对象与老师本身对教学的价值观也很重要。因为教学对象如果界定不清，很容易混淆学习的目标；老师的价值观可以左右授课的内容，也影响学生的学习。

基于这个理由，我把基础教学计划写作格式的方针重新分为四大组别：

（1）对象：教学对象、学习目标、老师的价值观。

（2）内容：学习的经验，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源和计算机科技。

（3）方法：教学的策略、小组辅助教学。

（4）成果：学生的声音、教学评鉴的方法。

我在训练职前老师的时候，会把这些方针以自我评量的提问方式来呈现，发给每一位学生（见表2-2）。很有意思的是，学生比较愿意接受改成提问方式的表格。他们认为提问的方式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对话，让他们可以自我提醒、评估并找出不足的地方。

表2-2◎　教学计划写作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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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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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张表格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做课程计划时有依据。他们可以照表一一审视自己在设计课程计划的过程中，有没有包括这些基本的必备要素。我告诉学生，这个“教学计划写作格式”的用途就像是“上菜市场之前我们会列举的清单”一样。我想大家都经历过如果没有事先列举采购清单，我们很容易无所适从，常常发生该买的没买、不需要的却买了一堆、超过经费的糗事。而采购清单的作用就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买的必备食材有哪些，除此之外，它可以帮助我们对采购经费的上限有个估算。

这个表格所扮演的就是一个提醒的角色，强调教学内容弹性化，而不是硬性的学习规则。我发现学生使用表格来进行课程计划的规划，对于他们整合思考有极大的帮助；他们设计出来的结果，也比直述性的冗长段落说明更有效。

为什么呢？

我想，可能是这个表格提供了一个开放性思维、以人为主导的规则。所以在学生们撰写课程计划的过程中，因为它的简单直接，学生们有机会在思路困惑时清楚地根据表格的提示而重新整合。同时，因为它没有硬性规定形式和内容，所以可以引导学生用脑反思，思考什么样的教学内容最适合学习主题与学习对象。

这种开放式的学习课程撰写模式也展现了教授对学生（职前教师）的信任度。换句话说，透过这个表格，我们把学习的主权还给学生。因此，他们在运用这个表格的时候愿意主动地接受可能的讨论空间、研究机会，进而表现出高效率的学习。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依据这个表格来解释、叙述这些要素，并且讨论它们在教学中运用的例子。



第一节　教学对象：谁是你的学生

课程设计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清教学对象。这一步骤非常重要，它可是整个课程设计的精神支柱。

认请教学对象不光指年龄、年级，还得考虑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经验。在写作规划教学的过程中，老师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谁是我的学生？”而且在这个问题中，“谁”是个不容忽视的重点。在着手规划时，忽略了“谁”的地位，教学的效果绝对不佳。

举例来说，有一个周末的早上，我匆匆忙忙地带着两个女儿，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一个教育团体在临近小学筹办的爱地球亲子活动。到场的时候，会场外已一列列地整齐摆满参加人员的鞋子。在小学员们（大约有70人）鱼贯有序地进入教室、坐在地上之后，现场立即播放一首关心地球、节源节能，用来教导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节约能源、资源再利用的方法的歌曲。三个老师在前台以手语配合歌词，小朋友也跟着比动作，跟着唱。现场气氛轻松又活泼。看得出来，与会人员都满心期待活动取得成功。

讲课的老师出现了。她立即播放了一段影片，内容呼应刚刚的歌曲，陈述一个初中男生在家为父母分忧解劳、存零钱捐款救济贫困儿童的真实故事。

放完影片之后，老师又接着放映另一段影片，以求加强学习主题的效果。

没想到，在老师稍微做了简介之后，另一部影片又接着放映。

这时，有些小朋友慢慢不再感兴趣。

到了放映第6部影片时，有些孩子偷偷回头望家长区，向与会的父母投以求救的眼神，我的女儿们是其中之一。

到了第9部影片时，现场有些小骚动。原来一个男孩子坐得脚麻了，在换姿势时不慎碰到邻座小孩的手，而引发争执。现场两位工作人员连忙将两个孩子支开，分别安抚。

到了第11部影片开始播放时，我注意到女儿们一直低着头，完全没有在看影片。我在远处仔细察看，发现她们似乎在忙着注视地板上的动静。我心里十分困惑，等到自己往身边地板一看，看到蚂蚁列队，才恍然大悟女儿们分心的原因。

总算到了老师宣布她即将放送最后一段影片。看完影片之后，是吃点心与休憩的时间。

第12段影片虽然长，但我发现孩子们看得最专心。它讲的是一个原本生性挥霍的商人，如何改变心性、立志助人的过程。

接着课程结束，小朋友又列队离开。

女儿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困惑地问：“活动呢，妈妈？不是有亲子活动吗？”

在2个半小时的活动中，我们看了12部短片。可惜，这不是电影欣赏课。

即使是电影欣赏课，放映之后，重点提示和讨论反思也是必要的。

我相信这位老师在前一个晚上，一定花了好一番功夫来整理挑选这些影片，还为它们一一排序，让课程可以流畅地进行。虽然每部影片都和节约能源、资源再利用、助人为乐有关，乍听之下，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课程充满非常多而且精彩的教学内容。然而事实上，这样像是大杂烩般的教学内容，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绝对不佳。

这位老师在计划课程时，忽略了以下几个主要的关键问题：

（1）教学的对象是谁？

（2）教学的内容有没有和学生生活经验相联系？

（3）教学的方法有没有多样化、弹性化？

（4）在课程里，有没有留白的机会？

一、教学的对象是谁

在前面这个“爱地球”的活动中，我们仔细回想，整个课程的主题清楚，都和环保、助人有关。然而，教学内容的设计并没有以孩童为中心，它并没有考虑到学习者的学习理解能力和耐力。这个课程计划其实是以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为主，考虑的层面全然以完成教学进度为优先。如图2-1所示，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是分开的个体，反映的是被动的交集；教学的方法以灌输教学为主，学习者只有全盘接受，没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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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被动型的授课方式。学习的交集以老师的期望值为主

反之，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centered）设计的课程与教学，是自然而然地以学生的学习能力、理解力、经验、反应能力为考虑对象。教学方法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不断沟通。于是，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关系是流动性的，彼此相互配合、互动，学习过程深具包容性（参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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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流动型的授课方式。学习的交集以学生的学习接受度为主

二、教学的内容有没有和学生生活经验相联系

虽然，这位老师细心地挑选出12个真人真事的短片来呼应教学主题，可是，这些助人事迹涵盖的方面太广泛，助人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有些离学童的生活经验太远，有些举的例子太细、太多、太杂，一下子全丢给学生，反而让学生无所适从。

其实，很多老师正是犯了这样的通病，以为只要不断加入与主题相关的知识，教学内容就会丰富。于是，影片一部接着一部放映，原本的目的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强主题，最后反而成为疲劳轰炸。再者，虽然影片中展示给学生们一些亲身实践环保、俭约助人的例子，但教学的内容顶多也只涵盖生活教育这一项。而且，影片中稍微触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知识（譬如地球变暖、回收环保），但老师并没有针对这些与科学、人文、社会等相关的其他领域，进一步解释和引导学生学习。

这种片段式、一面倒式的教学内容，本身并没有一个整体的面向。也正因为如此，学生学到的反而不深。

三、教学的方法有没有多样化、弹性化

我相信，许多老师在教学上都曾经遇到过这种两难：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是以完成教学进度为主，还是以学生吸收能力的极限为主？

在绝大部分的时候，老师们会选择完成教学进度，而理由常常是不愿意在下一堂课再花时间去重复这个议题。下堂课还有另外的进度。至于学生能不能接受，我们偷偷地安慰自己：只要不是和基测有关，应该都没关系吧！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位老师坚持放完预先挑选的12部短片的原因吧！

我们都知道，一条橡皮筋如果拉久了，它就会渐渐地松弛。其实，学生们不断被要求吸收某种特定的模式，他们的大脑也是会疲乏的。

我们应该想一想：如果不断地加强某些重要的知识是必要的话，与其一再播放短片，还有没有其他的教学活动可以用来传达这些知识？

譬如：


	可不可以以小组为单位、以情境教学的方式，讨论其他有效的日常环保方法？

	可不可以用学习单来引导小朋友学习，顺便加强阅读理解力？

	可不可以现场提供一些回收物，让小朋友动脑动手，重新为回收物注入新生命？

	可不可以让孩子与家长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写诗或写剧本，让孩子真正理解实践环保、俭约助人的意义？



学生的身体语言往往传递着重要的讯息。当讲课的老师发现孩子们渐渐无法专注、眼睛无神，或是无法坐正，甚至打呵欠时，他们的身体语言在暗示：我已经不感兴趣了。他们的表情也在向老师求救：拜托，拜托，我的大脑需要不一样的刺激。我想做一些别的活动。我需要休息了！

老师们必须明白一个残酷的事实：教学的方法若缺乏弹性，带来的只有学习成效低的结果。

四、在课程里，有没有留白的机会

教学计划中得要有一个让学生喘息的机会。我把这个刻意安排的机会称为“教学中的留白”。我认为这个留白是任何教案的必备要素。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在短时间吸收过多的信息，即使是看了一场惊心动魄、声光剧情都令人回味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电影，我们所记得的也不过是在脑海里、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个场景、几段对白罢了。

兼具声光效果、星光熠熠的好莱坞电影都只有这样的效果，更何况是平常的课堂？

教学中的留白不是空白。它是一个预留的空间，让学生沉淀刚吸收的知识，和同学老师沟通交流。在这个知识和知识交界的停顿中，不但可以让原本不断接受信息的大脑有喘息的机会，它更可以帮助学习者咀嚼刚刚获得的知识。

一个懂得利用教学中的留白的老师，会积极地让学生用回想的方式来思考主要的议题。即使是给学童一张白纸，再引导学童用画笔重新诠释刚才所学的知识，效果都比不断增加教学资料要好。

你或许会问：对一个假日的亲子活动，我们有必要这么严肃地讨论吗？

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这个活动的本意在教育孩童，那么，这2个半小时的时间，便是一个让孩童有效学习的机会。运用得当的话，它绝对能带给与会者寓教于乐的经验。然而因为教学者的盲点，这个机会白白流逝了。



第二节　了解学生是教学成功的首要条件

在以学习者为主的教学中，教学者和学生学习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教学内容必须适才适用。要达到这个目的，老师们得知道与学生学习相关的事。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确切地了解学生呢？

老师们普遍认为，认识学生可以从“发展层面”和“学习能力”这两个最简单也最基本的层面着手。发展层面以年龄、体力为主，老师们可以很快地根据学生的年龄层来判断学生的体力是否能够负荷，心智是否成熟，也可以将此作为依据来预测学生的智能发展，进而断定学生的分段学习能力的范围。

然而，我认为所谓了解学生，并不只是单纯地针对学生的发展层面和学习能力层面而已。虽然这两个层面是认清教学对象的基本要素，但是如果只关注这两个层面，我们对学生的了解也只有表象。这样的结果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过于局限学生的学习认知。

认识学生的方式可以从多元的角度来审视，以求其完善与包容性。从这个角度切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学生：（1）多元智能；（2）多元背景。

一、多元智能

在教育界中，针对“了解学生”这个课题，影响最深的理论可以说是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这个理论自1983年发表以来，已经成为心理学、教育界的圭臬。而影响教育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再用单一的方式来审视学生的能力，这对教育界长期以来习惯用量化考试为主的评量模式而言，无疑是一大颠覆性的思维模式。加德纳根据人类思考方式、吸收运用知识的模式把人类的智能普遍性地分成以下八种：

（1）逻辑数理（logical-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逻辑数理智能强的人，对于推演、运算和数字非常敏感。除此之外，他们也擅长用比较（类比、对比）、因果逻辑的思维模式来了解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2）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这类型的人对空间和方向特别敏锐。对与空间有关的事物，他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其在空间中的形状、结构、线条、颜色等细节。这些心灵活动让他们有极强的记忆力来分辨物体和物体、物体与空间的关系。加德纳强调，虽然视觉可以辅助空间智能的发挥，然而，失去视力的盲人也可以有空间智能，那是一种对立体空间的敏感度和心灵活动。

（3）说话语言智能（verbal-linguistic intelligence）：很明显，具备这种智能的人对于文字和语言特别敏锐。他们不但喜好阅读，写作时也以对文字选择的精确度来表达：抒发情感。除此之外，他们也擅长用言语来表达与沟通。

（4）身体动感智能（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极高的身体体能的灵活度和肢体语言的敏锐度，是具备这种智能的人的特征。这种对肢体活动的敏锐也包括对时间的准确度的敏锐。加德纳认为舞者、演员、运动员、音乐家、军人、警官、工人的工作内容，多多少少都与肢体协调度和身体表达能力有关系。

（5）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对声音特别敏锐。具备音乐智能的人，除了能够辨别声音之外，也擅长透过声音或音乐来表达情感。他们通常十分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对音色、音感和旋律等运用自如。唱歌、作曲、玩乐器能让他们乐此不疲。

（6）自省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自我体认的能力非常高，通常表现在能明确地反省自身。具备自省智能的人非常了解自己，对于自我的情绪个性、意志认知、欲念需求、优点缺点都能掌控良好，并给予适当的自我评价。也因为如此，具备这种智能的人往往自律自重。

（7）社交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指在和他人相处时有流畅的应对进退的能力。具有社交智能的人社交能力强，适合群体活动，对他人的情绪和同理心的展露十分敏锐，对于识人用人、待人处事也很有一套。

（8）自然观察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与大自然有关的事物有特别敏锐的观察、洞悉、辨别、分类和归纳能力，并能运用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知识，对物种、动植物、岩石矿产等资源有高度的兴趣。

我认为多元智能的理论对教育界的冲击有三：

（1）学生本身的多元性：每个学生具备着不同的智能。若想要了解学生的话，身为教育者必须明白，我们绝对不能单一地、片面化地去审视学生的才能。俗语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也应该以此态度来发掘各个学生的特长。因材施教的前提是必须先了解学生的学习智能特征和技能，唯有如此，才会使学生有学习的效果。

（2）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体认到学生各自有不同的学习潜能之后，老师们应尽量特意安排融合这八种智能，来提升教学内容和质量。学习方式不光只是强调语言、数理逻辑的应用，也要讲求批判思考、群体合作、自我评量、肢体结合、音韵动感、视觉空间等学习元素。唯有这种具备多样性的教学活动，才可以有效地积极激发各个学生的潜力。

（3）统整教育的必要性：多元智能让教学者了解，在寻求专业化的同时，教学内容如果太过单一，将会带来孤立的危机。换句话说，各科分立反而无法让学生理解如何通过实际应用、多方整合来解决问题。因此，促进学科整合、制造各科统整应用的机会，成为教育的积极目标。

二、多元背景

我们除了从发展层面和学习能力层面来了解学生之外，学生们自身的家庭层面、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也深具影响力。这些反映学生日常生活的层面，与学生的学习情绪、学习态度有极大的关联。理由很简单，多元的家庭、多元的社会环境、多元的宗教信仰、多元的生活价值观，等等，自然导致学生对知识的解析持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这些多变的外在刺激，学生看一件事情的方式，自然会有多元的视角。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深影响到学生各自的态度（attitude）、行为（behavior）、情绪（emotion）及意志（commitment）。这些外在的因素，都隐隐约约地影响学生在课堂上对新的学习主题，或是对所研讨的知识议题会产生的反应。在完美的状况下，他们会积极地将新学的知识与他们的学习经验联结（connection），活跃地与老师、同学互动（interaction），显示出对学习主题的接受度有正面的反应（reaction）。

图2-3显示的就是学习者与学习学科（learning subjects）、学习环境（learning environment）的交集。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学生本身的各个方面、他（她）所处的环境与价值观，都多多少少影响他（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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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学习者与学习学科、学习环境的交集

然而，我们毕竟不是处在永远完美的世界里。当我们心情不稳定，或是遇到困难时，我们的专注力和理解力自然会降低。身为大人的我们或许能用意志力有技巧地控制这些突发的压力，但学童们则会直接地反映到他们的学习上。因此，在以学习者为主的教学中，老师们的角色必须是多样的，除了专注于教学内容之外，为了确保学习成效，老师们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致力于维系一个包容性强、优质的学习环境。

当老师们发现学生们无法如预期般接受学习主题时，与其强迫性地教授学习主题，倒不如主动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办法去关心和排解，再斟酌变动授课内容，或是调整对待学生的教学态度。这种从了解学生的角度出发的方法，会有长效的结果。

我再举个真实例子。

我到镇上某个小学观摩一位音乐老师的课，四年级的学生们正在学习吹奏竖笛。老师示范之后，要求学生们自己寻找同伴，做三人一组的小组练习。学生们听到后兴奋地四散在课室四周，一组一组地，很快，笛声此起彼伏。

这时，我发现有一个男孩总是四处碰壁。他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小组伙伴，最后只好自己在角落里练习。

下课后，我和音乐老师聊起。我实在好奇，为何老师不干涉这种被孤立的现象。

我：“有一个男生似乎一直找不到伙伴一起练习。”

老师：“很正常啊！同学们不愿意和他同组，我也可以理解。他常常会故意做一些乖张的行为和说一些夸张的言语，大家其实都排斥他。他今天算好的，没有干扰上课。我常常被他弄得情绪大乱。光是上个月，我至少就送他去了校长室三次。”

我好奇地问：“你有没有和他谈谈为何他会做这些举动？”

老师：“没有。我也没有时间去处理这样的事。坦白讲，我看到他就会头痛。”

我顿了顿：“乔治（指那个男孩）是我邻居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他正在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治疗？”

老师很惊讶地看着我，再度摇摇头。

我继续说：“他妈妈三个月前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可能忙得没精力顾他。十年来，他一直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现在一下子多了两个弟弟，心里可能会产生不安全感。加上我知道他如果没有按时服药，他的注意力会减退，也会逐渐凸显‘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焦躁行为。下次如果他再有这样的行为，你可以私下问他是否有按时服药。这样或许会改善课堂上的现象。”

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说的这些事，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他今天有好的行为表现，可能是因为你在教室旁听，看到认识的人，比较收敛吧。（顿了一下）我常常以为他是故意的。（叹一口气）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受重视。我会多多关照他的。”

我：“实在太感谢了。他是一个敏感而聪明的孩子，我相信，他在感受到你的关爱之后，行为或许会有所改善。”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孩子因为家庭的因素和健康的限制而影响到学习“态度”，造成上课不专心，“行为”乖张，想惹人注意；“情绪”易怒，又没自信。这些负面的效果已直接影响他的学习能力和专注力，而造成他在课堂上的不安，影响到其他学生的学习。可惜的是，老师在发现问题的征兆之后并没有想办法去改善，只是消极地坐视不管，还先入为主地认为孩子为了要引起注意，而不择手段地故意在课堂里捣乱。

不友善的“学习环境”，不但影响到乔治在课堂上、同学之间的接受度，也让其他同学沉浸在不稳定、互相排斥的负面情绪中。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够保证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有效“联结”以前的学习经验，积极地“互动”，对新知识的认知有良性的“反应”呢？

身为老师，我们必须了解，除了专注于教授学习内容之外，尽可能地维持一个安全、友善、互相尊重的学习环境，也十分重要。

三、学生先前的学习经验

家庭层面、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老师除了尽可能地了解之外，也需要知道学生对于一个新的知识技能，在正式教授之前，到底有没有一些先前已知的相关知识。

我们如何知道学生先前的学习经验呢？

以学习者为主的教学架构，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界逐渐受到重视，也发展出许多有用的方法，其中被广泛应用的就是“KWL”表格。老师们根据学生的“KWL”来认清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的需求。

“KWL”是唐娜·奥格尔（Donna Ogle）于1986年所提出的教学法。她发现教师们经常过于专注教学进度，而逐渐和学生产生学习上的隔阂，原因在于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沟通太少。老师常常教完一个课题，却不知道学生到底吸收了多少、了解程度好不好、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几经考虑，她决定采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直接问学生，于是，“KWL”就诞生了。

“KWL”的“K”代表的是Know，意即“已经知道的既存知识（prior knowledge）”。“W”代表的是“想要再更进一步学习的未知知识”（want）。在这个阶段，老师们应审慎考虑针对主题可以加强学习或是增加学习的内容，并且加以整理编排整合，所要教授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学生的学习能力，有次序地反映主题。最后，“L”代表的是“我们已经学到的新知识”（learn）。在这个类似教学评量的阶段，除了带领学生温习刚刚获取的新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深思反省是否有扩大学习这个主题的可能性。

“KWL”基本上环绕着三个主要的问题：

（1）你们对这个学习主题知道的有多少？

（2）你们对这个学习主题想要再学什么？

（3）你们在这个学习单元里学到了什么？

当老师开始一个新的学习主题时，老师可以问学生：“你们对这个学习主题知道的有多少？”这样的问题可以帮助老师从对话讨论中，了解学生对于该主题的学习经验，进而可以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一旦老师了解学生先前的既有知识，老师可以进一步询问学生：“你们对这个学习主题想要再学什么？”接着，在老师针对学生所希望学习的新知识深入教授讨论之后，老师可以再征求学生的反应：“你们在这个学习单元里学到了什么？”

奥格甚至为“KWL”做了一个延伸—“KWL+”，意即“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学什么”。在这个阶段中，老师可以进一步鼓励学生针对整个学习过程做笔记与心得报告。这个延伸的活动非常重要，因为学生可以借此机会做一个自我评量，抒发学习的感想和心得。这就是前面刚刚强调的“留白”。我认为，若是少了这个步骤，纵使有“KWL”表格也是徒然。因为只有单向的教学，而没有双向的沟通，学习的过程好比缺乏大提琴的弦乐团，音色绝对无法调和。

“KWL”最理想的做法是在撰写课程计划之前，针对即将授课的主题，像问卷调查一样地向学生征求意见。然后根据学生的反映，量身定做地充实教学内容。要记住的一点是，老师和学生必须按照顺序，共同讨论“已经知道的知识”（what we know）和“想要学的知识”（what we want to know）。

举例来说，一个以地球日为主题的课程（见表2-3），它的“KWL”可以表达如下。

表2-3◎　“KWL”用法的范例——地球日

[image: alt]


从已经知道的知识和想要学的知识两个项目，老师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学生对地球日主题的了解和疑虑，进一步加入可以讨论的空间。它是建立在先前知识（已知的）的基础上，然后向外延伸发展，加强并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和学习内容。

因为以先前知识为主，学生对想要学的新知识自然有所期许，学习动机也会提升。

传统的教学方式常常忽略应用先前知识的重要性，而以灌输新知识、演练新知识、评量新知识为主。“KWL”是鼓励学生进行“记忆搜寻”和利用“先前知识”的最佳工具。“KWL”鼓励学生进行“记忆搜寻”，找出已知的知识，顺便温习可能已经忘掉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新知识和旧知识可以有效地连贯起来，而不是片段式地被吸收。

“KWL”的确为老师与学生打开了沟通的渠道。许多老师以“KWL”为基础，根据自己使用的心得加以注释。譬如赫什伯格（Hershberger）等人把“KWL”改成为“KWEL”，意即“know—learning—evidence—wonder”（已知—学习—证据—猜想）。这个方法着重于观察学习，带领学生进一步找寻证据来支持观察所得到的知识或数据，然后鼓励学生做深入的探索。萨博（Szabo）则针对阅读理解力薄弱的八年级学生创建了“KWHHL”。其中，第一个“H”代表“head words”，学生在这里列出让他（她）困惑或是难以理解的单字。在这个阶段，学生可以自我评量（即使是被迫的），列出自己认为重要的或不明白的字，这是另一个学习动机的延伸。第二个“H”是“heart words”，意即鼓励学生写下在阅读当中的想法、心情和感想。在文本里并没有任何带有情感的语句的情形下，学生更能因为这个步骤仔细检视自己对文本的感想，在和同学的相互讨论中找到共鸣或是冲击点。

在教授统整课程时，我自己也对“KWL”的使用有所调整。我认为，在“想要学的知识”（what we want to know）和“学到的知识”（what we learned）之间，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步骤。我把那个步骤称为“我们要教的”（what we ought to teach）。由这个概念延伸，根据我的需求把“KWL”转变为“KWTL”。在那个“T”（teach）的空间里，老师们必须把握、搜寻、整合可以增进学习成效的教学材料。虽然这一个步骤学生看不到，也不用填写，但是老师得要善用这个步骤，针对学生的疑虑、误解或是渴望学习的项目，在教学日志上一一列举、筛选、加注和准备，好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学习感受。

举例来说，在了解学生们对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有极大的兴趣之后，老师可以多方寻求相关信息来加强“T”的部分。例如，近来报章杂志媒体等都大力报道政府对于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设置节源减税的方案，何不将这个方案向学生列举讨论，从实用的层面出发来延伸议题？老师们也可邀请当地装置太阳能面板的公司派人到教室解说、展示。如果要了解公司住宅在加装了太阳能面板之前和之后的区别，也可以邀请已经装设太阳能面板的居民来做访问，了解是否真的可以节能。

虽然“KWL”用意良善，但是，有些老师却往往将它形式化。在学生填写学习心得之后，老师并没有妥善利用，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学习；更有一些老师认为填写完成“KWL”就是所有的授课内容，而不再额外对授课主题多做其他的研究和讨论。

我在指导职前老师书写教案的时候，常常有老师将“KWL”视为万能药，甚至有人将空白的“KWL”当作一个教学的教案。他们的理由是：“反正我得先让学生填写才知道下一个步骤，才能去搜集教学资料吧！”

这种似是而非，天真地认为什么都不用准备，两手空空，用一张“KWL”表格便可以有效地完成教学的想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在与学生一起填写“KWL”表格之前，老师应有足够的基本教学内容来涵盖教学主题。毕竟，“KWL”表格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方式，用以连贯学生过去所学的知识和现下学习的过程。它主要的重点在于明白“我们要教的”（what we ought to teach）是什么，可以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能够延伸的知识有哪些。做老师的千万不要把这个隐形的“我们要教的”步骤看成做老师不得不做的功课。这样想的话，老师们多少会有被动的想法。

“KWL”是一个教学上的提示。老师们大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机会，借以照着学生的兴趣来增加更多研习的内容。再者，“KWL”是个辅助，主导权还是在老师身上。如果错过“我们要教的”的机会，再怎么运用巨细靡遗的“KWL”，也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问题与讨论

1．在这章中我们讨论到教课内容精致化、深度化的问题。你会如何改善那位放映12部影片的老师的教学方法？

2．请以“维护古迹”为议题，用“KWL”的方式尝试设计出一个鼓励学生思考具地方代表性的古迹统整课程，并思考古迹在现代生活中代表的意义与可能受到的冲击。在这个课程里，你可以为“KWTL”里隐形的“T”（teach）准备什么活动与教材？

3．你认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有何影响？对老师而言，它的困难在哪里？

4．“多元智能”和“多元背景”与“统整学科”有何关联？

注释


〔1〕
 　统整课程为核心的写作格式会在第五章与第八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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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教学内容需要先有一个清楚的教学主题，而一个好的教学主题则必须强调简洁与清晰。教学时一旦拟定了主题和内容的方向，便要确定教学内容是否和分段能力学习指标相吻合。



第一节　教学目标

你的教学目标是什么？

教学内容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教学主题？

你的教学主题是否适合学生的年龄成熟度？

教学内容是否和分段能力学习指标相吻合？





一个好的教学内容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教学主题。而一个好的教学主题强调简洁与清晰，不需要冗长的解释，当然，也不能够太过简略，应像是烹饪中的火候，要恰到好处，刚刚好。

举例来说，若有一个定为“颜色”的教学主题，乍看之下，教学内容的方向十分明确。然而仔细一想，关于颜色的议题非常广，到底是要讨论颜色的哪个方面呢？是美术技法颜色的练习？是颜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还是颜色所隐含的情感象征、社会文化的意义？

别忘了，颜色在视觉科学或应用化学上也各有不同的诠释方向。因此，只有“颜色”二字的教学主题，不仅过于简略，甚至是粗糙到毫无实用价值。因为主题过于含糊，便可能产生误导的危险。再者，正如我们在上一节讨论过的：在撰写课程设计之前，先认清教学的对象。因此，讨论主题的方向和深度，必须考虑学生的认知度而适度地调整。

如果将“以技法为核心”当作教学重点来举例，技巧的介绍必须循序渐进。如果是针对幼儿园学生的美术技法来做颜色的练习，一般以“颜色”为主题的课程，可从初级的配色原理来开始介绍，教学重点是了解色彩的基本变化。学生主要学习三原色的基本原理，其他学习的重点还可包括：从三原色可以调配出什么样的次色，例如红加黄等于橘，蓝加黄等于绿，红加蓝等于紫。小学中年级可以强调互补色的运用和色系的不同；高年级可以着重设计与色彩之间的协调性。也就是说，即使是着重技巧的教学，仍然得考虑学习的连续性。一切得从基本出发，然后找寻适当的教材、适合的艺术大师范例以及相关的活动来加强学生的艺术技法。

如果“以理解运用为核心”来教“颜色”，则必须注重根据学生的认知理解力来加强学生的学习。教材可以延伸到美术技法以外的领域。譬如，为低年级学生特别编写与颜色有关的童谣儿歌，以活泼又有意义联结的活动来加强学生对颜色原理应用的记忆；中年级可以讨论日常生活中运用到颜色的选择经验（例如衣服、配件、家具摆设等）；高年级可以开展加强颜色在节庆文化里扮演的角色的议题。

教学上除了清楚的授课方针之外，适不适合学生的年龄、认知与学习环境，都会影响学生吸收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从这些例子来看，“颜色”这个教学主题的简化，模糊性十分明显。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分科学习的教学观点”出发很容易窄化教学的思路，成为“以技法为核心”或是“以理解运用为核心”的分歧点。如果教学者从“统整教学的观点”出发，不要划分、窄化为“以技法为核心”或是“以理解运用为核心”的教学方向，在教学中能够根据学习者的经验与智能发展、教学目标来拟定讨论的方向，融合技术与理解，进一步强化主题，就会带给学习者更明确的学习方向与实用性。

表3-1清楚显示了以“颜色”为主题的两种课程设计因为教学目标的不同，教学的方向也随之改变。

表3-1◎　以“颜色”为主题的两种课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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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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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比较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科学习的重点单一。分科学习的思维是线性的，自有它的简易性与流畅度，这个方式可以专注深入。相对的，统整学习则是系统性的思维整合，培养并挑战学生联结知识的能力。由颜色的情感象征与文化关系的主题切入设计，可以很清楚地点出整个教学的焦点。这将有效地辅助老师深入浅出地向学生阐述“颜色”和其中表达的情感的各种隐藏意义，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应用。统整学习的方式注重引导学生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审视色彩的议题；统整创作的目的也是如此，强调与生活经验融合，积极鼓励学生的创作涵盖多元性的可能。

设计课程必须体认“适合学生学习”的重要性。太过于模糊、简化、窄化的主题，往往会造成学习方向偏失，甚至降低学生学习的兴趣。

以下举个真实的例子。

茉莉上完美术才艺班回来，脸色并不好，友人十分担心孩子是否在课堂上受到伤害。孩子嘴里嘟哝着，却躲进房里。友人无奈之余，打开茉莉从课堂上带回来的作品。那是一张介绍三原色，只用三原色画出的抽象作品。

在作品背后，贴着一小张课程大纲。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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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的作品清楚地反映了老师所拟定的课程大纲。在她的画作上还随意滴洒了一些如美国抽象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作品中的淡黄色点。

我想，我大概知道茉莉为什么不高兴了，但我还是要确定一下我的直觉。

我问友人：“茉莉几岁了？”

友人：“11岁。”

我沉默的表情大概吓到友人，她更忧虑了。我安抚她，并建议她要如何和茉莉沟通。

茉莉在这时候走出来。

友人：“今天上课好玩吗？”

茉莉耸耸肩，不置可否地看着妈妈。

友人：“你带回来的作品很有意思，告诉妈妈那是什么好吗？”

茉莉：“你在安慰我吧？我觉得画得一点都不好看。”

友人：“那你学到什么了吗？”

茉莉：“这些原理我早就知道了。没什么了不起。”

友人：“这是你不高兴的原因吗？”

茉莉（皱起眉毛）：“大概吧。”

友人：“不想学画画了吗？”

茉莉：“这和我想要上的画画课完全不同。”

友人：“那你想上的画画课是怎样的呢？”

茉莉：“我也说不上来。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太简单了。我不喜欢我的作品。”

友人：“那你觉得妈妈应该怎么做？”

茉莉：“你可以和老师沟通看看吗？可不可以换班？”

友人：“我试试看。”

茉莉脸上露出笑容，回房间去了。

我看看友人，友人却面有难色。

我：“怎么了？”

友人：“那个才艺班规定不论年龄经验，都得从初级班开始，不能跳级的。”

我吓了一跳：“为什么？”

友人：“他们坚持要一切归零，回到原点。”

我笑了一笑：“换才艺班吧！这不是教学，别被这种商业手段蒙骗了。”

有经验的美术老师都知道，11岁的孩子的能力和成熟度早就可以理解三原色的原理和基础应用。即使用抽象的手法来表现，老师也可以引导孩子加入颜色和感情的关系、颜色的象征性，或是从构图结构的变化来增加一些挑战性。可是在这个例子里，因为教学主题的简化，加上老师忽视了学生的程度已超出预定的学习目标，学生学习的体验与成效并不理想。忽视了学生具备的能力（超乎课程预期的标准）和学习动机（想要挑战性高的画法），即使学生的反应和作品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他（她）的学习过程却是虚假的。因为这个教学目标并不适合学生的年龄成熟度，也就浪费了深度学习的机会。

一、分段能力学习指标的意义

一旦拟定了主题和内容的方向，教学时便要确定教学内容是否和分段能力学习指标相吻合。这时候，老师们应该对照教育部门颁发的教学纲领和方针，适当地运用纲领的内容做必要的提示，这样往往更能加强教学内容的正确性。

有的老师在写课程计划时，常常将这个步骤预留到最后。等到教学内容都拟定之后，才一一对照，按照分段能力指标列出各领域中适合的条例。

先列出分段能力指标，再书写教学内容，和先书写教学内容，再列出分段能力指标，将用这两种方式完成的计划相比，可能无法看出任何差异。毕竟，那多少与个人书写习惯有关。只是在排序上，若能把分段能力指标清楚地条列在整个课程计划的前半段，便能帮助读者一目了然，很快地抓住课程的要点。我常常得提醒职前老师们，不要忘记加注分段能力指标的项目，好确切“完成”课程计划的书写。其实，所谓的“完成”，或多或少有“交代”的意味。如果能够明白地列出教学内容和分段能力指标相吻合的项目，就可以清楚地向相关单位（小至家长、学校，大至教育局）证明教学内容的价值。因此，老师心理上不免把这个项目当成不得不做的功课，有附加的意味。有些老师甚至笑称这个项目和配对游戏很类似。

事实上，列出分段能力指标有很大的“目的性”。它其实是教学目标的延伸，可以更清楚地提供授课内容的脉络。预览过各级分段能力指标，再来书写课程计划，就更能确保授课方向、内容与学生的能力相对应。

我自己的经验是，决定学习对象之后，在预览相关的分段能力指标时，某一些能力指标会特别地与我的脑子对起话来，我便能不断联想到许多可能会用到的活动和教材。所以，分段能力指标不光只是提示，它们也可以是灵感的泉源。

各领域的各级分段能力指标明细非常繁复，应普遍地概括学生可以达成的目标。当然，一个教学计划往往无法涵盖多项指标，这也是许多老师视分段能力指标为压力来源的原因。

正如图3-1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经验和反映分段能力的关系图所示，学习经验和分段能力之间存在着制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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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经验和反映分段能力的关系图

分段能力指标的制定，目的在于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成效，评断的方式便是根据学习经验来预测。学习经验涵盖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两者左右学习经验的成败；同时，教学目标很直接地影响到教学内容。可是，学习经验和分段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明显地左右整个教学。它们的关系是双向的，不时相互影响，致力于寻求一个均衡的状态。

这种制衡的关系也可以解释为教室现场的实际表现与教育政策机构对教育成果的期许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政策到实践，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阻力、压力、偏好以及时代变迁的影响。原因在于，指标本身的制定隐含整个大环境对教育成效的期许，这个期许又夹杂了许多因素，它可能是政策性的改变，也可能代表家长、学生的立场，教师教学经验的再评估所形成的价值体系。老师们必须体悟到“价值观”的意义，才有办法突破政策与制度的压力，找寻学生真正需要学习的东西。



第二节　教学内容：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源和计算机科技

有没有包括学习单的范例？

有没有准备向学生们提问的问题清单？

若使用计算机，有没有清楚列举、介绍学生们在这个课程计划中会用到的网站？

有没有清楚列举教学中所需要的器材、教具？

若预备使用计算机简报教学，有没有附上一份教学的内容一览表？

教材是否具备安全性与适当性，符合机动性与经济性的考虑？





教一堂课，到底需要多少教材？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回想自己求学的过程，记忆中的各科老师，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一手拿着课本，另一只手握着水杯进教室。如果课本下还多了一叠纸，整个教室的气氛便紧张起来，因为那只意味着两种情形：考试，或是发放考卷。两种情况都只会带来压力。很少有老师会带教具进课室，顶多是用携带型的麦克风来增加音量，顺便做保护喉咙之用。印象最深刻的是初中时的一位年轻的英文代课老师，当她提着录音机进教室的时候，大家都傻了眼。我记得她教我们一首西蒙与加芬克尔（Simon and Garfunkel）的《山鹰之歌》（If I Could）来了解英文假设语气的用法。

I'd rather be a sparrow than a snail. Yes I would, if I could, I surely would.（我宁愿是一只麻雀，也不愿做一只蜗牛。没错，如果可以，我会这样选择。）

I'd rather be a hammer than a nail. Yes I would,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我宁愿是一把铁锤，也不愿是一根铁钉。没错，如果真的可以，我会这样选择。）

我们唱了一节课的民歌。对于天天被考试弄得身心疲惫的我们，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轻松时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首民歌，也因此把假设语法给牢牢记住了。

另一个特例，则是高中时代，地理老师精心策划的地理一日游。在短短的一天内，我们足踏台湾垦丁、恒春各个具有奇特地形的景点，见识到天然气、地壳出火、砖窑、珊瑚礁、落山风和风吹沙。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自己的围巾积满沙粒的景象。

这两位老师原本可以不必如此费心安排。要赶进度、求高分，用“讲光抄”的方式简单得多。可是，也因为他们多做了这么一些，整个学习的长效性却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瞧，三十年后的此时，我还可以深深感受到那两堂课的震撼力）。可惜的是，像这样稍微不一样的教学，在我的求学过程中，少之又少。

20世纪70、80年代的演讲式、上对下、灌输型的教学现象，现在仍然可见，而我也一直以为教学就是如此。一直到我研习美国师资训练和实际在课堂上教学，才知道教材在教学上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是整个课程计划的重头戏。使用教材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在多元的学习环境中对教学主题有更明确的了解。因此，学习单、绘本、网页、简报、积木、歌曲、舞蹈、玩具，甚至家长等，都可以成为教材。

但它们都需要符合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和教学主题、教学目标息息相关。而且，一个好的课程计划，并不在它所用的教材数目，而在于教材的质量。为此，我常常告诫学生：宁可少而深，不可广而乱。

举个例子来说，在师资训练时，我就遇到学生对教学材料的误解。

职前老师杰夫在下课后拿着我刚发回的课程设计来见我。

他满脸的疑问，说：“老师，我想你给的成绩太低了。”

我：“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翻开杰夫所写的课程设计，那是一个针对四年级孩童设计的以风力应用为主的课程，教学对象、主题、流程都十分用心。我不免当着他的面称赞了几句。他笑了笑，可是我知道他仍然为了成绩而苦恼。

果然，当我翻至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源和计算机科技的部分时，看到先前自己勾画的问号。

杰夫在这部分写下：老师会制作一份计算机简报来解释风力应用对现代生活和农业的影响。学生会分成小组，用计算机搜寻数据，做关于风力的研究。各小组必须在课程结束时做口头以及书面的报告。

我连打了三个问号！

什么样的简报？什么样的研究？什么样的报告？

杰夫指着这三个问号：“我不懂错在哪。”

我：“不是错，而是少。少在哪里，你想一想。”

杰夫：“有计算机简报、有研究、有报告，还需要什么呢？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活动已经够多了。”

我：“可是，整个课程设计中，我没有看到你所提到的计算机简报。学生们要做研究，你有没有提供研究的方法、方针、问题？有没有学习单可以引导他们按部就班地做研究？他们可以用哪些网站？另外，他们要做的书面报告是以什么形式来呈现？”

杰夫似乎被我一连串的问题给吓到了，小声地问：“不是谷歌（Google，搜索引擎名）就够了吗？”

我笑了笑，但很严肃地说：“对成人学生或是自律的高中学生，谷歌可以是用计算机做研究最快速、最入门（但不见得最准确）的方式。但是，对于一般小学生，你给他谷歌，无疑是给他一片大洋。老师如果没有列出一些事先筛选过的网站，用学习单指引他们缩小范围、拟定研究的方向、强化研究的问题，学生们不但容易迷失在网络里，连身为老师的你也会很难掌控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今天，你的教学对象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们用计算机找信息的过程的熟练度与成熟度如何？你仔细想一想，便可以明白，光给他们计算机是不够的。”

杰夫想了一想，小声地说：“我以为用小组研究来做教学活动是最容易的。没想到小组研究竟然要准备这么多相关的教材。那，老师，我真的还得做个计算机简报吗？”

我：“你说呢？”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的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教学上应用计算机和投影片是十分寻常的。然而，它并不是教学的万能钥匙，也不是老师偷懒的借口，老师事先得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才行。若没有一个引导学生研究的方法，反而会抹杀了原本要让学生做小组研究的用意。

许多老师犯了杰夫的通病，以为在课程设计时，只要提到要做的活动、要用的教材便足够了。不过，只有书面的报告却没有提供应有的教学内容，这样的课程计划，无疑是流于形式的空壳子罢了。

也有老师以为，如果在课程里没有让学生“动手做”的项目，便没有必要列举必备的教材。这个想法乍看之下十分合理，但我认为值得商榷。怎么说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麦克设计了一个引导中学生运用时间表剖析“历史世纪大事与论文写作”的课程。在与大家分享他的课程计划时，他告诉大家他列举的教材如下：


	课本

	前一堂课习得的知识

	计算机（可以上网）



他认为这些“必备”的教材十分普遍，就像是基本常识一样，每个老师都该知道，根本没有必要详述。他的“理所当然”却引起其他同学的“不以为然”，有分歧的意见立刻成为课堂讨论的重点。

坚持必须详述的职前老师们建议：


	课本：由各校、各学区老师自己拟定，因此必须清楚列出书目，教学才有所依据，甚至应该清楚标示该堂课会涵盖的页数与章节。

	前一堂课习得的知识：这和没说一样，太笼统了。学生到底学到哪里？之前习得的重点，最好简洁地叙述一下。毕竟“历史世纪大事”的范畴太广，老师有必要浓缩检视历史的切入点。写作技巧论点的方向以什么为主？而且，“先前知识”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教学内容太过笼统，反而对深度学习一点帮助也没有。

	计算机（可以上网）：大家虽然明白可以上网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自由利用计算机网页来搜集信息，但是，自由必须有所规范与限制，以免学生离题甚至进入不恰当的网页。因此老师最好有一个清单，列出可以使用的网页，确保研究效率及网络安全。



看到这些职前老师们针对教材内容而引发的舌战，我十分欣慰。这些建议代表他们注意到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关系。从讨论里也可以看出，他们明白要设计出具有实质性的教学计划，必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调整、寻找适合的教学资料，才能达到教学的功效。

一、选择材料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选择材料时，除了考虑教学内容之外，还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原则。

1．安全性与适用性

在选择材料时，最重要的是以安全性为首。以艺术教材用品来说，教师们必须考虑到是不是安全教具。譬如，许多给学童使用的颜料上都标注有一个AP（approved product）标章，它代表通过美国国家艺术工艺学会（ACMI）的安全检验。AP表示材料不含有毒的原料，学童可以安全使用。如果包装上是一个CL（cautionary labeling）标章的话，那代表着注意标示，产品所用的原料可能对人体有害。换而言之，并不适合孩童甚至怀孕的妇女使用
〔1〕

 。

这些标章多少是一个购买的依据。同时，老师们也必须明白，ACMI是由全球200多家画具颜料公司工会所成立的审核机构。在商言商，在选购时，有些时候仍需要靠经验和基本常识来判断。

举一个例子，近年来许多彩色笔公司生产的带有不同香味的产品相当受孩子们欢迎。仔细想想，那些都是添加人工香料的产品，孩子近距离使用这些文具时，也会吸入这些人工的化学香味。我看了常常担心，不知道这些香气经年累月之后会不会使孩子产生后遗症。也因为有此顾虑，在画室里，我会警告学童不要刻意一支笔一支笔地闻，并且会确保教室空气流通。

材料安不安全，除了材料的成分以外，也与适用性有极大的关联。老师们在设计统整艺术教学时，必须考虑到孩童的心智年龄发展、对媒材的接受度以及精确运动技巧（fne motor skills）的能力，以此来安排相关材料。以使用剪刀为例，一般学龄前孩童的精确运动技巧尚未成熟，故并不建议经常使用剪刀，以免伤到孩子的大拇指肌腱。因此，撕纸画的形式比较适合他们。

基本上老师以三年级作为分野。三年级以下比较适合使用安全剪刀、胶水和描图尺，所做的活动也以渐进式地训练基础精确运动技巧为主。三年级以上的孩童控制力与专注力比较集中，可以逐渐使用一般剪刀、美工刀、热熔胶、雕刻刀等比较精细的工具。在设计艺术创作时，老师也因此加入许多比较有挑战性的学习机会。学生的接受度也会左右老师对媒材的选择。有些学童因为对某种媒材过敏或清洁度而有所顾忌，譬如我有学生非常不喜欢使用粉彩和炭笔，因为使用时粉末纷飞，往往把衣服、手指弄得脏兮兮的，这对于爱干净的他是件很痛苦的事。老师在这种情形下，就必须有弹性地让学生有选择替代材料的机会。

当然，这个年龄的分野只是参考。如果老师愿意根据孩子的成熟度来选择，一些一般人视为“大孩子”才能使用的材料，只要教学得宜，并有足够的预备、事前训练，临场应变力高，还是可以尝试。以我的经验，只要孩子过了把异物往嘴巴里塞的口腔期，便可以循序渐进地引导孩子使用不同材料来创作。

此外，老师对孩子的信任程度也会左右孩子学习的动机。孩子们天生喜欢挑战，特别是如果允许他们使用难度较高的工具，往往会让他们更有自信心，感觉像是“长大了”一样。我曾经让二、三年级的小学生使用雕刻刀做塑料版画（一般美国小学课堂上限制孩子使用尖锐的文具，原因在于对安全性的考虑），有些老师也尝试让学生进行蜡染的创作，信任学生使用热熔版来熔化蜡。虽然学生也有不小心割破手、烫到手指的时候，但很少听到学生抱怨的声音，因为他们知道老师信任他们可以完成艰巨的挑战。当然，在进行这样的活动时，最好能事先与家长沟通，明白列出可能会有的突发情况与必要的防范措施。否则一旦发生意外，学校会面临许多法律诉讼的问题。

2．机动性

对于材料的选择，老师得有机动性。老师教导的方针应该以创意与原创为主。除非是针对某种材质的探究来练习，否则没有必要过于限制材料的形式与种类。有时灵光一闪，随手取得的材料反而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惊奇。譬如，把咖啡渣或是削铅笔产生的木屑与乳白胶混合，可以制造出不同的质感。

有的时候，因为教学的突发状况，材料必须有所变更。常遇到的是计算机突然无法上网，没办法找相关图片让学生参考。在那一刻有没有代替的办法？或者是当大多数学生已经完成创作，在等待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准备有意义的附加活动来增进学习？这些突发的情况，都需要老师发挥弹性思考的能力。

3．经济性

基于教学经费拮据，老师们往往得花心思找便宜的材料来采购。如果能与商家联系，有时可以得到物美价廉甚至免费的教材。譬如，木材行常常有锯木剩下等待丢弃或回收的木块，这些木块可以变成拼贴或做实物版画的材料。如果知道大卖场进货和上架的日期，或许可以事先联络，请他们预留包装用的纸箱与泡沫塑料，可用在资源回收再运用的创作上。

总之，老师对材料的选择要有一定的弹性，以安全考虑为主，保持力求创作的精神，不需要太为形式上的要求而担心。在台湾，许多老师为求方便而选择材料包的形式，一人一包，材料、做法步骤单都一应俱全，就像锦囊一样。这种做法的确省事，但也因为太过于制式化，而完全没有弹性可言，更无法因材施教、随机变更，无形中，便减少了创造力的养成机会与解决问题的原创力。

二、回归主权的学习环境

提到美术课，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老师事先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每个人都分配大致类似的材料。譬如说，若是上水彩课，每人一张图画纸、几把刷子、铅笔、橡皮擦和水杯；在剪贴课里，自然会有剪刀和糨糊。也就是说，老师已经依照预设的成品结果来准备材料。这种统一性的准备效率非常高，在教学上也好控制
〔2〕

 。在材料的选择上，老师全然扮演主控的角色，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里明显是根据老师设定的规则完成作品。

那么，限制学生对艺术创作材料的选择，是否会影响学生学习的动力？

我相信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关联，甚至这种限制多少影响到学生的原创力与创造力的训练。

基于这个理由，我逐渐在小学高年级的艺术课程里加入“自我选择材料”的元素。根据创作主题，我会一个个询问孩子对即将着手进行的作品的“愿景”，并问他们两个问题：

（1）你想要表达的感觉（意念）是什么？

（2）你要用什么材料来凸显（帮助）这个感觉（意念）产生？

就如同艺术家一样，我相信孩子们在理解并酝酿出自己创作的方向后，自然会列出完成他们创作的“必备材料”。孩子们会自然地根据需要，自由地在画室里找寻需要的工具、材料来完成。因此，我告诉学生，画室里的工具、材料都是“开架式”（openshelves）的，你们根据需要自由使用，就像是在便利商店一样。坦白说，一开始我很不习惯，因为整个画室常常有人走动，仿佛缺乏秩序，对于习惯于安静和井然有序的老师们的确是一大挑战。

这种方式，与乔治·史哲克里（George Szekely）提出的“自助式艺术课堂”（self-service art classroom）的意义一样，强调自助式课室成功的必要条件在于保持秩序与使用权的平衡。这凸显了学生的选择性与自主性。在合理放宽对材料的限制的情形下，学生的创造力反而源源不断。它也是“学生主导”（student-direct）的模式，鼓励学生思考学习对自己的意义。

我在高年级学生的画室中运用开放式、自助式的材料选择方法，几年下来，我发现这种回归选择主权的方式让学生更加明白自己的创意思维与材料选择、美术技法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如此，他们更加小心地选择媒材，来挑战或辅助自己的作品具有想要表达的形式。

开放式、自助式的课室的特点如下：

（1）乱中有序：学生各取所需，看似混乱，但他们的目的一致，也就是选择适当、安全的材料。

（2）惜物爱物：学生明白开架式的材料并不代表无止境的取用。画室不是“好市多”（美国连锁会员制仓储量贩店），而是应按照规划，小心取量，选择“必需品”，并且不轻易浪费可以重复使用、再利用的物品。

（3）付出分享：学生相互分享资源，遇到不会使用的工具，可在老师引导之下提供意见、互相帮忙。比如说，在使用热熔胶时，学生会主动两人一组，注意安全。我也发现学生会主动“分享”使用某种工具的心得。

（4）尊重负责：学生养成责任感，互相提醒物归原处，尊重学习空间的秩序。

在开放式、自助式的课室里要维持课室洁净并不难，其秘密在于空间规划的流畅性。基本上，课室可以分成工具区、文具区、纸类、水源区（刷子、杯子）、硬件设备区（计算机、投影、打印）及阅读区，还有很重要的“什么都有”区（whatever section），用来储备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如果空间允许，可以把课室划分成不同的工作区，帮助孩子有效达到他们心中希望的创作效果。

使用这个教学方式以来，我发现学生的依赖性逐渐消失。以前学生一开口就是“老师，我要……我要……”，老师就把学生需要的工具拿给学生，或在学生桌上事先摆好需要的工具和材料。这种方法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节省时间”“比较安全”，实际上却是“全面服务”学生，甚至有把老师“奴化”的危险性。

说真的，在老师“安排”之下，学生长期以来没有自主性、选择性，结果只会导致学生无法自己“解决问题”，甚至于助长学生“霸性”、理所当然地“以自我为中心”的负面特质。

在开放式、自助式的教学方式下，我也发现学生们相互帮忙、聆听、讨论、提醒彼此注意安全的情形越来越多。因为资源共享，人人有责，课室里的学生俨然化身为一个大家庭。这些，我想是力求公式化、老师主导材料选择的课室无法做到的。



问题与讨论

1．你认为确保实现教学目标的课程设计的方法是什么？

2．使用材料包的优点与缺点是什么？它与创造力有什么样的关系？

3．本章列举了课程规划的方针，你认为从统整课程的角度出发的方针如何？

4．你认为如何在开放性、自助式的学习空间里平衡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5．学生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资料收集的情形频繁，我们该如何规范？如何教导学生分辨资料来源的可信度？

注释


〔1〕
 　参见http://www.acminet.org。


〔2〕
 　在这里笔者要特别申明，现在只是针对材料形式的选择来讨论。根据教学法与学习主题的不同，使用一致性的材料，并不代表学生作品“创造力”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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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评分更难，特别是评鉴艺术相关学科的成绩。



本章将继续讨论课程设计的基本要素，主要介绍常见的教学方法，包括“学习的经验”“教学的策略”和“小组辅助教学”，并探讨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来增进学生理解力。

课程设计的成功，除了认清教学对象、教学内容之外，还需要教学策略以及教学评鉴两个重要元素。前者是运用适当的教学策略来达到教学的目标，后者是借由教学评鉴来检视教学的品质、探究教学的延续与应用。教学策略的好与不好、正确或不正确，取决于是否关注学生与老师的学习经验。教学评鉴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成效，也帮助老师了解所运用的教学方法是否因应学生学习的需要。



第一节　教学方法：学习的经验、教学的策略、小组辅助教学

重点整理：

有没有提供给学生整体、流畅的学习经验？

有没有清楚的教学流程，并且确切掌控教学步骤的时间？

教学策略中，有没有提供给学生自发学习、创造的机会？

有没有明确告知学生作业的内容，以及如何完成的方法和步骤？

有没有清楚列举学生们在课程计划中应该完成的作业？

有没有提供给学生分组讨论、群体学习的机会？

在小组教学中有没有提供给学生研究、讨论、搜寻资料、合作以及创作的机会？

老师有没有积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以确保学生们意见不合时能够理性面对？





提升教学成效一直都是教育者想努力达成的目标。然而，要取得教学成效，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一个流畅、有意义的教学流程。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提供给学童一个良性的学习经验。

什么是学习的经验呢？根据学习的性质与内容，我把“学习的经验”所代表的意义归纳成以下三个特质：总和性、结合性、反思性。


（1）总和性：
 学习的经验是教学的总和，它并不是单纯地反映某个学习的环节或是某个活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从学校回家之后，我们常常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好不好？”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整体性。孩子们回答“好”或“不好”，所代表的也是对今天在学校整体经验的总结。当然，决定这个经验总结的原因并不单纯，它可以包括很多因素。“好”可能是和同学有良性的互动、上课内容有趣、受到老师赞扬、营养午餐美味，等等。“不好”可能是因为身体不适、和同学有摩擦、对学习内容没有兴趣、来不及吃完午餐，等等。正因为它本身的复杂性，教学者与学习者必须明白，成就一个良性经验的变数也多。


（2）结合性：
 学习经验也有结合性的特质。如同刚刚所举的在学校学习的例子，这个经验包括知性的经验（比如：课程的内容、学到的新知识、可以联想的旧知识）、感性的经验（比如：由知识启发的情感联结、由互动引领的深度学习）。一个良性的学习经验最好能包括良性的知性经验和感性经验这两项。


（3）反思性：
 学习经验具有反思性。它需要学习者运用批判思维来检视、思考、反省，对老师的教学与自己的整体学习做一个评价。

老师必须意识到，一个良性的学习经验自然会造就提升教学成效的机会，而且老师在面对提升教学成效的议题时，也必须尽力妥善应用教学策略，把学习经验提升到全面性的层次。

那么，要怎么做呢？在这么多的教学策略中，哪一个才适用呢？

前面的章节已阐释“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内容可以强化教学的整体性。同样，授课时引导学生学习所用的技巧，也应该“以学习者为中心”来考虑。因此，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法的以上对下、注重老师讲课而轻忽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讨论，我在教学上比较倾向于“全面性的教学策略”，是以“互动启发为主导”的建构式教学法（constructivism）。

一、建构式教学法

“建构式教学法”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意义。从教育领域的观点来诠释，它强调知识获取的组成。而要成就知识获取，首先必须确切明白学习内容的中心意旨，进而可以随心应用我们先前已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在以“建构式教学法”为本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一直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并不断以反复背诵和记忆来获取新的知识；而是积极地采取“行动者”的态度，主动用思考来联结旧知识并解决问题。

杜威的“从做中学”即是建构式教学法的中心思维，这种教学形式的教学内容是以“解决问题”为本。但老师们必须认清，“从做中学”并不等于放手让学生掌控一切，相反，老师必须时时注意学生的学习进度与接受度，有技巧地用案例、模拟情境、实际应用等灵活思维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用逐步推演、逻辑整合等与解决问题相关的研究能力来学习。

“建构式教学法”的特质如下：

（1）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

（2）强调学习者先前的学习经验和知识。

（3）知识的获取必须经过学习者主动学习的过程。

（4）老师扮演着辅助、引导的角色。

（5）多方鼓励学习者运用深层思考来解决问题。

（6）正视知识的不同层面，多方面地检视问题。

在这里要申明一点，“建构式教学法”意指老师鼓励学生自发地探索知识的本质，而不是不经思考、全盘接受教授的内容。所以，老师在设计教材、活动时，会积极考量学生的家庭文化（甚至宗教背景）、学生可能已经具备的学习经验以及先前获取的知识。建构式教学法强调知识的获取以理解为目标，所以，使用的教学策略尽可能摒弃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老师写黑板、学生低头抄”的制式化教学，转变成多样化、设计以解决问题为本、适合学生的活动。

我常常看到有些老师因为对“建构式教学法”认识不清楚，所使用的教学方式加广而不加深，结果成效不彰的现象。这个现象经常在职前老师的实习教学里发生。

譬如，在三堂课的时间内，每个职前老师根据分派的班别、年级自行设计统整艺术课程，然后在小学的教室里进行统整艺术实际教学。对大多数的职前老师而言，这是他们首度把统整艺术课程实际带到教室里，因此他们既紧张又害怕。

我评分的标准为课程设计必须反映建构式教学法的精神，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不会干涉，也不会在他们实习之前给予任何建议。这样做的理由为：第一，测试他们对“建构式教学法”的了解度；第二，希望他们从中真切地感受、发觉到“建构式教学法”理论与实践当中可能会有的困难；第三，他们必须想办法研究、解决所遇到的难题，纸上谈兵不如上场演练。

在每个礼拜的实习里，我看到他们积极准备、自动自发、力求完美地教学。

实习结束之后，我在课堂上进行综合讨论。我发现职前老师杰西卡完成实习教学后并没有预期的兴奋。当大家七嘴八舌讨论时，杰西卡只是默默地望着大家，专心地聆听。根据我在她课堂里的观察，我对她的迟疑并不意外。但是，我心中不免希望她能鼓起勇气，谈一谈她的经验。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仍然沉默不语。

到了做总结时，我鼓励大家分享在实习教学当中应用建构式教学法的心得。

大家都踊跃发言，觉得建构式教学法所引导出来的教学气氛流畅、活泼，也挑战了自己在平时生活经验中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他们认为小学生在互动学习里的学习动机大大提高并愿意分享，也很欣慰他们深思熟虑后的活动可以引导小学生们有效联结先前学习经验，提高学习的效率。

我可以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于在小学课堂里得到的学习的成效颇为得意。

慢慢地，我看到杰西卡先是摇摇头，涨红着脸，然后像是下了决心一样，缓缓地举了手。

我点头示意她可以发言，心中十分高兴她总算愿意分享。

杰西卡：“你们的经验听起来好棒。可是，我的却不是如此。一开始，学生们似乎很高兴，也很热烈地参与活动。可是他们后来似乎就对我授课的内容漠不关心，甚至意兴阑珊了。我觉得建构式教学法名过其实，我对它失望极了。它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大家都被她的反应吓到了，同时也被激起了好奇心。

我：“我们来帮帮杰西卡好吗？首先，麻烦杰西卡简单告诉大家，你的教学对象、主旨、内容以及你们做了些什么相关活动好吗？”

杰西卡：“我教的是四年级自然科学。我选的教学主题是火山活动和它的地理环境。我们居住的美国西北地区是火山活动带，亚当山、圣海伦山、雷尼尔山都是我介绍讲解的重点。课程开始之前，我邀请学生们先填写一张“KWL”来知道他们对火山了解多少。然后，根据他们的报告，我找到很多和火山有关的学习单，所以在介绍有关火山地形理论的简报之后，我便让他们填写那些学习单。第二次上课，我先念一段关于圣海伦山爆发的报道，也找到几首西雅图当地诗人为雷尼尔山所写的诗。学生们一起反复朗诵了几遍。接着，他们写诗。然后，我再发下一些学习单。第三天他们各组要写一篇报道，并附有火山活动的插画。最后，我给他们大约10分钟的时间做讨论。10分钟完成，10分钟报告，然后填写学习单。”

我：“杰西卡的教案听起来似乎有充实的内容。有简报、图片，有诵诗、写诗、讨论、写报告、写学习单。那么问题在哪？”

一个职前老师问：“你能不能展示一下学生的插画作品呢？”

杰西卡（叹了一口气）：“可惜，班上没有一个学生能完成。”

我（心里大概有答案了）：“我很高兴你用文学的角度来看火山，能不能分享一下学生的诗呢？”

杰西卡：“可以是可以，但我觉得他们写的质量不好，大多是草草了事。”

另一个职前老师问：“请问你用哪一种儿童写诗的格式来教？”

杰西卡：“建构式是让孩子自由选择，所以我让他们自由创作。”

课堂上一片沉寂。

我：“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杰西卡：“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的教学内容很扎实，相关的活动也很有意义。我觉得没有预期的效果出在教学时间的限制。我觉得3天太少了，如果多一点时间，或许就可以达到我预期的教学目标。”

我：“多一些时间的确有帮助。那么，如果你有多一堂课的时间，你会怎么做？”

杰西卡：“我会加入其他的活动，像是做模型、放纪录片，还有学习单。我大概还有5份不同的学习单都没来得及用。”

我：“我大概已找出你的课程的症结。可是，我想先问你，你认为建构式教学法是什么？”

杰西卡：“我本来认为建构式教学法会帮助学生。我特别喜欢它所说的用多样的学习、自主的选择来包括教学主题的各个方面。”

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学生们在做什么活动时最积极，在做什么活动时最提不起劲？”

杰西卡：“做讨论和写整合报告时最高兴，读火山爆发的简报和写诗时也很热络，倒是写学习单时有些意兴阑珊，到后来竟然还有学生嘟哝着‘又来了’的话呢。这让我有点受打击。因为，为了这堂课，我特意找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学习单呢！”

我：“学生写完学习单之后，你有没有进一步与学生讨论学习单的内容？”

杰西卡：“怎么可能？时间真的不够啊！”

我：“利用学习单来做多样化的教学固然很好，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少而精’呢？学习单毕竟只是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如果没有后续的讨论，它的功效就会减半。再者，如果学习单的存在成为一种不得不做的压力，多少会带来负面的、排斥的学习效果。”

杰西卡：“我了解了。”

我：“如果你有机会重来一次，你会如何改善呢？”

杰西卡：“我会给学生多一些时间去完成他们的作品。（苦笑着）然后，少一点学习单！”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给学生提供多样的学习方式与空间去发挥，并不代表学生不会弹性疲乏。杰西卡过度仰赖学习单来带动教学，反而造成教学停滞，就是一个例子。老师在运用建构式教学法的时候，要掌握以下特点：


多样化：
 多方向地去介绍、解说教学主题，用不同的教学活动来加强学生的理解力。教学活动的设计不是要让学生有事可忙，而是要能够引导他们深度学习，用思考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并完成预期的作业，千万不要没有完成就介绍另一个活动。


层次性：
 教学策略要由浅而深、适时适性。把主题清楚点明之后，再来延伸学习。


逻辑性：
 要确定学生能有效地学习。各个活动必须环环相扣，具有逻辑性。老师千万不要只是为了打发课堂最后的5分钟而让学生做没有必要的活动。


创造性：
 活动内容必须给予孩子一个脑力激荡、创作的机会。虽然我们教学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理解我们所要传授的知识，但我们也要让学生成为一个能够整合思维意识、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的人。

如果老师在准备教学材料时，能掌握多样化、层次性、逻辑性、创造性这几个要点，并且考虑到学生各自的多元智能的发展能力与学习经验，我相信必能提升学生学习的专注力，轻松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

二、小组辅助教学

小组辅助教学（collaborative learning）意指学生通过小组学习来共同完成一项作业。这个作业量通常无法由个人完成，作业的内容仰赖多人一起讨论、研究与完成。

小组学习被当作真实社会工作环境、职场文化的缩影。因此，老师们有必要，也必须在课程设计里融入小组合作的元素。在统整教学里，小组作业可以帮助学生在个人与团队之间寻找平衡，在遇到队友不合作或独断时，学习沟通合作的本质。老师必须适时给予鼓励与建议，化解学生之间的情绪与学习的冲突。

“人”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以下是我的学生在小组活动里曾经遇到的难题：

（1）遇到队友想要“主控”整个作业的方向，其他的队友都没有办法“贡献”力量的情形，该怎么办？

（2）遇到队友“袖手旁观”、什么也不想做，我们该怎么办？

（3）遇到队友“不准时”“不负责”，延迟作业的进展，该怎么办？

（4）希望老师帮忙协调但又怕引起更大的冲突，该怎么办？

（5）队友个性不合，常常激烈吵架，我们夹在中间该怎么办？

老师必须理解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对任何“建议”所可能引发的敏感反应。学生们会特别在意别人的意见。“他”与“我”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实也是课堂上值得注意的地方。各个小组在进行作业之前，老师如果能够设计一个“破冰”的活动，就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团队意识。老师可以提醒每个人对作业的态度也会影响小组的表现。

团队的能力在经济学、商业管理、大众传播的培训课程里备受重视。譬如，俄克拉荷马大学管理学院名誉教授赖瑞·麦克森（Larry Michaelson）运用商业管理的思维鼓励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设计“团队导向学习”（team based learning，简称TBL）。他指出，要确保小组教学的流畅并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老师们必须在教学内容里融入“实用”的元素，也就是提供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学习机会。其次，老师除了是知识的传授者以外，必须扮演“管理人”的角色，经营、管理学生的整体学习。他的这个论点与“建构式教学法”类似，颠覆了传统的师生关系，学生必须为自己的学习付诸行动，自发地负责找寻、研究、扩展知识进程的讯息。

赖瑞·麦克森认为“团队导向学习”必须遵照四个基本原则：

（1）团队形成的适当性：兼顾学生的学习能力、社交关系及个性。

（2）学生必须负起对个人与团队的责任：拿捏分工的公平性，学生必须明白自己在团队里的责任与扮演的角色会影响整体学习。

（3）作业的内容以促进整体学习和团队精神为目标：老师设计的作业必须兼顾个人部分与团队部分。

（4）老师必须给予学生经常性、及时的反馈与建议：确保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组内与组外相互之间进行良性的沟通。

“团队导向学习”以合作、问题为本，团队精神为基础。它强调老师课程设计的内容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基础，教学策略包括指导、研讨、应用及评鉴。作业内容的安排必须做到平均性，意思就是包括“部分”（规划分工，而且让学生有个人表现的机会）与“整体”（团体性的整合）。老师评鉴学生学习，要求做到具有客观性、公平性。评鉴的层面包括“个人”“团队”“同学”三部分。老师打分除了注重整体“团队”表现的结果以外，学生自己也检视“个人”参与的成绩，这个部分包括自己对整个作业所负的责任、扮演的角色、参与的过程与所做的贡献；在“同学”评价中，学生也必须客观地互相检视学习的结果。设置分工评鉴的用意主要是提醒学生自己主宰自己的学业成绩，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学习负起责任。



第二节　教学评鉴：学生的声音和教学评鉴的方法

重点整理：

教学评鉴方法是否是总结性的？有没有包括正式的（计分）和非正式的（不计分）考核方式？

学生们是否清楚学习目标的内容和获取它们的知识的活动形式？学生们如果遇到学习瓶颈，他们是否能找到求助的途径？

学生们是否明白成绩考评和学习目标之间的密切关系？

有没有使用常态的发展性教学评鉴方法，来长时间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搜集学生学习的资料、档案和成绩单考评表的方式，是否具有公平性和适当性？

反映教学内容的成绩记录表是否清楚？

一、什么是公平的教学评量？

针对评鉴的公平与否，要掌握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客观性。

一般来说，学生的学习评鉴可以分成两大类：发展性评量（formative assessment）和总结性评量（summative assessment）。

1．发展性评量

发展性评量的运用在统整教育里逐渐被接受，原因在于它突破单一性的考评方式来决定学生的学习结果。这是一个正视学习具有演化、改变、多元性质的态度。

（1）发展性评量的特性

①　重质不重量：重视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接受度，而不是把教学内容量化。所谓的“质性反馈”（qualitative feedback），就是要了解学生到底对教授的内容吸收了多少、是否能应用这个新学的知识。例如“我从这三个章节里学到了摩擦力和速度的关系”和“我学了三个章节”，这两句话所要表达的重点不同。前者凸显“摩擦力和速度”这个教学内容，后者只着重在量化的“三个章节”而已，对学生的学习成效反而可能一无所知。

②　重视学习过程而不是结果：教学评鉴并不是都要在课程的最后才执行，它可以是一种常态性的检视，用以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learning process）。虽然学生的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很重要，但它无法真实记录、真切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点滴。譬如说，一位学生在小组讨论时十分积极、热心助人、很有团队精神，然而在最后的报告中却不小心漏掉了一个部分。如果老师的教学评量表上没有包括“小组讨论时的表现”这一项，只重视最后的报告，那么这位学生的成绩可想而知，会不太理想。你认为这样的评鉴公平吗？

（2）发展性评量的方法

发展性评量的方法有很多种，这些方法可以让老师和学生针对所学的内容，在学习的过程中随时且适时地不断沟通。表4-1是发展性评量常见的方法与例子。

表4-1◎　发展性评量常见的方法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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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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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知道，这些评鉴方式大多是以简单的三个选项为主。老师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利用这些评量方式适时与学生沟通。如果发现学生无法理解，或是对内容有所误解的话，老师就能立即从这些常态型的评量结果来评估、了解学生对上课内容的理解程度。

2．总结性评量

“发展性评量”的方式重视学习的过程，而“总结性评量”的方式强调结果，以最终的表现来体现学生的学习结果。

（1）总结性评量的特性

①　重视学习的结果：总结性评量通常用在整个教学活动结束之后，常见的方式有期末考试。这种评量的重点在于学生成绩的等级，目的是要对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程度做个全盘的了解。它可以很清楚地告诉老师和学生，针对教学内容日后需要再加强的地方。除此之外，老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成绩，在未来教授同一议题时做一番改变。

②　综合性的评量形式：因为是对整个教学活动做评鉴，总结性评量所评量的范围相对也比较广泛。它的前提是以整个教学所依据的目标为本，从当中取材来设计试题。

③　规格化的评鉴：总结性评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与地方性或全国性教育单位所公布的各级分段能力学习指标联系起来。

（2）总结性评量常见的方法

总结性评量常见的方法以最终表现为主，以学习的终极目标为基准来评估学生的整体学习。考试、项目、期末报告等总结学习的方式非常普遍（见表4-2），而且，它们所代表的“公平性”为大众广泛接受。

表4-2◎　总结性评量常见的方法与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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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提出的例子当中，最熟悉也最为人诟病的方法就是考试。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成长在教育世家的我们，期中和期末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帮忙改考卷。姐妹们负责的部分是判断题和选择题，爸妈自己改填空题和问答题。于是在期中和期末的夜晚，我们一家五口像工厂里的流水线一样一字排开，各司其职，开始流水作业。这个场景，现在想来不禁莞尔。

这个改考卷“工厂”所代表的意义，一直到自己当了老师，我才逐渐明白它背后所隐藏的价值。

考卷＝评量学生的工具

分数＝学生学习的成果

也因为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我慢慢地对考试这个“天经地义”的教学评量方法，有了不同的看法。

考试＝老师评鉴教学的一种工具

考试真正的目的不光是测验学生的学习程度而已，它其实也顺便为老师的教学打分。老师们应认清一个事实：分数低，并不全然表示学生不用功，它也是教学上的警钟，代表老师可能得在教学内容上做一些调整，因为学生可能对授课内容还无法全盘了解、吸收与应用。

考试并不是唯一的评量工具。考题过于容易或者过于艰深，考试本身便失去了意义。因此，“一考定终身”的评量方式，虽然看似直接、公平，却无法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

台湾艺术考试的试题趋势还是以记忆取向为主。以2015年2月在台湾举行的大学入学考试中美术科艺术鉴赏的题目为例，在50个选择题当中，有46题是以记忆取向为主的考题。结果可想而知，公布的顶标（排名前12.5％的考生的平均得分）为48、总标（全体考生的平均得分）为24。这个结果引发许多考生和老师的不满。这次题目偏向于测验学生对艺术史的精熟度，老师认为命题主观，测不出学生实际水平，毫无意义；学生答题时无从下手，深感挫折，认为根本没有读书的必要。这个考试结果除了明白地告诉老师与学生要多“背”中外艺术史以外，对于学生学习、运用其他鉴赏力的养成的策略方法，并没有太大意义。

有命题就有争议。香港中学文凭测试（即大学入学考试）的2014年度视觉艺术科目试题凸显了另一个问题。香港艺术发展局的梁崇任先生特别寄给我两份试题，一份是“艺术形式表达主题”，一份是“设计”，他想听听我对这个考试题目的意见，特别是这些题目的“深度”与“广度”是否能有效地评判学生的艺术鉴赏与技法能力。梁老师指出，考试的题风多样，但考前并没有明确地给老师与学生一个准备的内容范围，考试的结果是哀鸿遍地。

香港的命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艺术评赏（以论述形式让学生做深度剖析，比较两个艺术品，得分占20％）；另一个部分是艺术创作（运用艺术评赏得到的结论进行艺术创作，来诠释提到的媒介、形式、风格与技巧，得分占80％）。比如，试题之一的第一部分，学生必须比较美国当代艺术家杰夫·昆斯（Jef Koons）在1992年创作的复合媒材雕塑《小狗》，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张义在1984年做的青铜雕塑《横行将军》；第二部分则要以“生命树”为主题做一个平面设计。

与台湾的单一选择题型命题相比，香港的命题比较灵活。它的的确确在“聆听”学生的学习成效。题目的内容也比台湾的更有“深度”与“广度”。然而，这份考题引发了激烈反应。

如果视觉艺术评赏旨在培养学生能够透过视觉艺术去建构知识、发展技能，丰富美感和艺术经验，那么，运用艺术赏析的方法来为学生的相关创作做暖身，是一个很好的考试模式。然而这份考题遭到诟病的是，鉴赏的范围太过广泛，学生无从准备，而且平时的鉴赏练习也缺乏弹性。出考题的人多半是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无法与基础教学的实际情况联结（梁崇任，个人访谈，2014年）。

由台湾与香港的大学入学艺术测验的例子来深思，命题的人必须考虑：

①　高中视觉艺术课程中课纲对鉴赏的要求。

②　高中视觉艺术教科书里鉴赏的方法示范。

③　对现代、当代艺术解析的训练程度与要求。

④　艺术史的范畴在教学里的分量。

⑤　设计本质的训练角度。

⑥　出考题的人是否了解高中艺术教育的教学方法与内容。

艺术类的考题一直在技术与创意之间摆荡。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一改历年的命题作风，以“未来转基因鱼”为年度艺术系招生考题，实验艺术院的命题也以“制造十个惊喜给父母”来测试学生。这种开放思考空间形式的题目，反而让习惯于学院派考试方式的学生们招架不住。为此，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吕胜中强调，艺术测验，除了“手巧”之外，其实也必须包括测试学生是否具备创意思维的能力，毕竟，那是创作的本质。

中央美术学院破除传统“画一样的静物写生才能公平地分高下”的艺术命题的举动，让人惊喜。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是以创意为优先，希望学生运用思维去联结生活经验、统整其他学科，加上绘画技巧，脱颖而出。

题目的“深度”与“广度”牵涉到许多层面，命题的趋势比重也十分重要。我建议老师要根据内容把命题分成三类：记忆取向、运用取向、发挥取向。记忆取向以涵盖基本必备的知识为主，题目是评量学生是否了解一些基础的理论；运用取向是测验学生是否能够理解所学到的知识；发挥取向倾向于测验学生是否能用创新的想法来解决问题，或能体现完整的思维架构来整合问题。各类比重也代表命题老师重视的区域。记忆取向、运用取向、发挥取向的比重可以平均，但要能测出程度。记忆取向和运用取向两类加起来的比重在70％至80％之间算是合理的，但记忆取向最好保持在30％左右。

如果说成绩代表学生的学习结果，无疑，它应该要能确切地反映教学内容。既然教学内容趋向多样化，那么评量学生学习的工具也不能太单一。考试只是评量工具的一种，课程中所做的活动也可以成为评量的依据。

3．评量单

有些老师偏好将教学里会用到的各式评鉴方法整合成一份评量单（rubric/check list），然后逐一检视。有的老师会把这份清单在课程开始之前先发给学生，并逐一解释，好让学生有心理准备。这么做的好处是学生可以做到自我约束，并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但若老师总是给学生清单作为提示的话，学生长久下来往往也会依赖清单的存在，而无法自己对所学的知识做比重性的识别。换句话说，在教学之后点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概念与知识，也是一项训练学生的重要技能。

一般对评量单的使用有一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评量单是总结性的评鉴方法。其实，评量单是一种工具，它能够针对需要来关注特定的教学与学习；它可以点出学习过程里的弊病，也可以作为整体学习的结果报告。

二、叙述—诠释—评估

“叙述—诠释—评估”（description-interpretation-evaluation，简称D-I-E）是由卡普勒（Kappler）与诺肯（Nokken）所提出，针对文化学习（culture learning）的学习模式所使用的教学方法，用“叙述—诠释—评估”三个步骤深入引导学生有系统地学习文化交流的议题。其中，叙述（description）是指对于具体文化交流时发生的情况，明确地叙述相关的概念与经验；诠释（interpretation）是对于这个情况所做的解释、理解与调适；评估（evaluation）是对于这个文化交流学习经验正面与负面的评价，以及对日后相关文化交流活动的期许。D-I-E的学习评估模式在美国已经被教育界广泛利用。

用问题引导学习的方式来积极检视学生学习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或是值得嘉许的地方，这种形式的评量单可以帮助老师及时加强或改变教学的内容，提升学习的品质。

在课堂上，我常常根据D-I-E的教学法制作评量单。表4-3是我在课堂上为职前老师提出的统整社会科学与艺术创作时学习过程的D-I-E学习评估表的范例。这个课程范例的学习对象为七年级的学生，以美国的言论自由为主题，介绍、解释与言论自由相关的法律沿革以及当今对言论自由的误解与滥用，并且以2015年《查理周刊》恐怖分子射杀事件”发生后的陆续活动作为讨论的例子，期许学生透过历史研究，了解美国开国宪法坚持言论自由的目的和意义。学生除了要做研究报告之外，还得用计算机软件设计一张诠释言论自由的海报。

表4-3◎　发展性评量的评量单例子：言论自由的D-I-E学习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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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自由言论D-I-E学习评估表的范例可以看出，D-I-E可以适时地在学习的各个进程中帮助老师与学生明白，学生对于教学主题的内容与应用是否有疑问。

这个表格是属于“发展性评量”的评量单。当然，也有针对“总结性评量”而做的评量单。以下就是延续七年级言论自由统整课程中关于艺术项目制作海报的评量单（表4-4）。

表4-4◎　总结性评量的评量单例子：言论自由的计算机海报学习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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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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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结论

教学难，评分更难，特别是评鉴艺术相关学科的成绩。原因是艺术创作如作曲、戏剧、舞蹈，甚至是写作，都具有主观评鉴的危险性。老师本身的喜好、品味、教育背景、经验、信仰，都会左右评分的结果。有标准答案的评量方式比较容易，然而对于开放性、发展性的作业，老师们应该要怎么评分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这全仰赖老师如何运用教学评量表。

我建议老师们在设计教学评量表时谨记三个原则：

（1）多元化评鉴：在发展性的评鉴项目里，要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过程以及相关的总结性考核项目。

（2）反映教学内容：评鉴的项目必须反映出教学的内容以及要求学生做的活动与作业。

（3）包括学生的声音：考量学生学习的经验以及学习能力，以提高学生的自信与动机。

我相信，如果老师能掌握这些原则，对于了解学生的评量以及自己教学是否达到预期教学目标，会有极大的帮助。



问题与讨论

1．你认为什么是成功的教学？

2．教学内容的多元多样性有何限制？

3．教学内容的多元多样性与教学评鉴有何关联？

4．根据杰西卡的“火山活动”教学经验，你会如何改善这个教学内容？

5．以“火山活动”为主题，设计一份D-I-E的学习评估表。

6．以“火山活动”为作业主题，要求学生设计一个模拟火山活动的模型。请设计一个总结性评量表来评鉴学生的作品。

7．你认为确保教学评鉴公平的要素是什么？


第五章　常见统整艺术课程

5

如果我们一直执意把技术与运用分开，或是把运用的意义窄化到对技术的纯熟度，我们将无法真正做到融合统整。

统整艺术课程设计与一般学科的教案有什么基本的不同？艺术教学设计里一定包含动手创作美术作品的机会。因此，绝大部分的教学时间与事前准备，也都是以完善这个经验为考量。然而，一个成功的美术教案不光包括实际创作，更需要融合知识的深度、学习目标的一贯性、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从知识性与深度的方向考虑，一个成功的艺术教学计划所需要的元素，和一个成功的其他学科的教案设计，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教导学生特定的历史、艺术形式、技法及应用。然而，我知道这些对美术教育原理、美学概念、美术技法知识储备有限的教师们来说，要他们着手设计融合艺术的教案，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更何况，不同的学科的教案设计，它们的每个环节的课程结构模式并不尽相同。

因此，在实际进行统整艺术教育课程计划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帮助职前老师了解艺术课程计划的基本结构、目的以及意义。



第一节　常见的艺术统整课程形态

美国的美术老师最常用的教案辅助资源为《校园美术》杂志以及《美术教育》期刊里附上的教案援助。当然，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老师们常常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来寻找灵感。艺术教育博客、谷歌等网络资源早已成为寻找美术相关教学课程十分热门的及时补给站。从《校园美术》杂志以及《美术教育》期刊两个期刊的内容，运用瓦特·博格（Walter Borg）与梅雷迪思·盖尔（Meredith Gail）的“内容分析”的方式，来找寻教案间重复的特征，并整合它们的普遍性，归纳出不同的类型。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帮助老师们理解：什么样的教案，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学习成效。

我特意用隐喻的方法来将这些美术教案做分类。在社会学的领域里，隐喻法不仅强化了与个案的沟通，更对个案的自觉性有极大的帮助。隐喻是一种沟通的手段，用不寻常的方式来引导个案抒发内心复杂且难以条理陈述的问题。隐喻因此成为引导者与被沟通者的一种易于理解的有效模式，比喻和暗喻便成为彼此心有灵犀的共同语言。

从我搜集的资料（从20世纪90年代跨越到2010年左右），我把美术教学的课程计划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1）时间机器型的美术教案（curricula as time machines）；（2）珍奇百宝箱型的美术教案（curricula as cabinet of curiosity）；（3）主题乐园型的美术教案（curricula as theme parks）；（4）游乐场型的美术教案（curricula as playgrounds）。在逐一解释各个类型之前，我想提出一个声明：我对每个类型的分析和检讨，目的并非刻意打压或攻击这些教案设计。诚如我先前所说，教案设计并无一定的章法，每个教案的目的和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教案的各种类型自然有其盲点。我的分析与批判，完全以学生的学习成效为中心，目的在于为设计教案的教育工作者提出建设性的警示，期许进一步找出弥补之道。



第二节　时间机器型的美术教案

“时间机器型”（time machines）的艺术课程，顾名思义，就是提倡如“时光之旅”般的学习经验。此类艺术课程常常针对某位特定的画家、特定的风格，或是特定的年代，做深入的研究。教学的方法完全以老师为主导，以说明性的教学策略为中心。因此，授课的内容多以叙述事实为主，以史学的方式进行有系统的讲说，来强化艺术教师希望学生学习的某种“议题”或“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所形成的学习活动，经常是专一性地不断讨论这个议题或主题，就像时间机器旅行一样，主题内容偏向单一化。

时间机器型的艺术课程设计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老师们经常在艺术制作的过程里，鼓励学生参与角色扮演。换言之，学生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与风格，很直接地反映出他们正在学习的艺术家。例如，在《校园美术》杂志里经常可见的凡·高（Vincent van Gogh）教案，老师往往介绍与凡·高有关的故事，然后鼓励学生运用凡·高式的作画风格，来激发创作。

因此，在介绍莫奈（Claude Monet）的《睡莲·日本桥》（图5-1）时，对于年龄小的孩童，老师或许会以讲述莫奈故事的绘本来引发学习动机；对年龄稍大的学生，可能再增加一些莫奈与莲花池的关联，接着介绍几幅莫奈的代表作来加深学生的印象。老师们可能会接着从绘画技法逐渐讲解莫奈为何能成为影响巨大的印象派大师。在完成这一系列的讨论之后，学生的美术创作自然就是画一幅莫奈的《莲花池》。

[image: alt]


图5-1◎　莫奈的《睡莲·日本桥》

这种类型的教案在艺术教育界十分盛行，因为它很直接地强化了授课主题。老师在准备教案、教材时，也可以很明确地找到相关数据。因此教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立体派画风，老师自然会教导学生创作出“类毕加索式”的立体派人像；在介绍马蒂斯（Henri Matisse）老年无法动笔，而用剪纸拼贴的手法来创作后，我们免不了也让孩子用色纸来完成作品。

在教学里，我们经常提醒学生要尊重著作权，告诉他们如何正确地引经据典，注意资料的出处与来源，不要“抄袭”。可是在美术技法的学习里，我们似乎一贯仰赖着“遵循”大师的步伐来训练孩子。

这种“双重标准”是不是意味着“在美术教室里，照着画是允许的做法”，进而加强了“没有必要尊重艺术品著作权”的错误思维？

许多老师并不认为这是“抄袭”，而是“必要的模仿”。他们认为这是“确保”学生能够明白某种特定风格所必需、理所当然的学习过程。就某方面来说，这种教学方式并无不妥，它很直接地将知识主体与美术创作紧密联结。学生在一连串的相关活动中，多少也已预期参与制作时会是什么样的过程与结果。直接强化特定艺术家所用的技法，在逻辑上十分具有“心理准备”的暖身功用；而且因为教学示范与创作内容的直接性，学生的作品品质都不会太差，甚至可以说立见成效。教学评鉴的方向也十分清晰，老师们很容易知道学生是否真正习得应学的知识。

这么多的好处，有没有盲点呢？

当然有！

时间机器型的艺术课程设计的盲点在于对创造力（creativity）的限制，它的直接性增强了“模仿”的必然现象。其实，模仿名家大作，在东方甚至西方的美术教学法里一直存在。美术教育者认为模拟（模仿）可以快速提高学生的绘画和赏析能力，我们也因此常在欧美美术馆里看到在现场素描，模拟大师画作的学生画家。这种方式完全是针对绘画技巧与大师的作品做面对面的学习、研究、分析，它的目的在于“跟随前人脚步”，在模仿的过程中理解大师，了解“他是怎么画出来的”。相对的是，自发性的创作自由与个人原创性便大幅减少。

坦白说，这种“以模拟为主”的艺术学习方式和要求，完全违背艺术创作里强调自我表达的教学原则。了解凡·高，又画了一幅类似凡·高的画之后，对于学生的意义，也只是停留在：我知道凡·高是谁，我明白凡·高的重要性，我会用凡·高的风格来创作等空泛的“知识”与技能罢了。

除此之外，孩子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在这些看得到学习成效的华丽外表下，只是片断的、复制性的知识纪实。这样的知识与学生本身的成长、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人的理念并无交集，也无法产生知识与经验深层结合的关系。

那么，时间机器型的课程架构有没有改善的方式呢？

以下便是我的建议：

（1）顺势联结，多元引导学习。

（2）融合生活，探讨社会议题。

（3）连贯学科，破除学科本位。

为了弥补专注于模仿而导致的艺术风格的缺失，老师们可以考虑从感官、经验、生活等多方面来引导学生学习。在主题教案结束之后，老师们可以顺势地增加一个与主题有关的单元。以先前的凡·高教案为例，学生学到有关凡·高的知识、习得凡·高的绘画技巧之后，老师可以鼓励学生从其他的感官反应出发（情绪、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来重新检视凡·高的作品；然后以身历其境的方式，带领学生尝试感受凡·高在创作当下所面临的艰难情境（经济压力、风格不被认同、被朋友离弃），接着再联结到学生自身的生活经验。引导的问题可以是：在你的生活经验中，有没有遇到过很难解决的问题？在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有什么方式可以排解这种压力，改变负面的心情呢？你可不可以创作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用颜色和构图来诠释这样的心情转变？

老师们也可以从艺术史学以外的角度出发，使学生从经济、政治、心理、人文的方面来了解凡·高画里超越美感形式的另一层感受。譬如从凡·高的心理变化，来探讨并深层关怀忧郁症的族群。为了不让学生停留在凡·高割下左耳的惊悚、惊奇甚至戏谑的印象中，老师们必须有勇气与魄力来正视心理疾病这个一般大众故意忽略的禁忌话题，进而与学生讨论如何减压、寻求援助等与现实生活相连的议题。这样的顺势教学，或许是一个与学生讨论生命价值和关怀弱势群体的机会。

老师得积极运用启发性为本的教学，多方制造与学生对话交流的机会。例如，由同理心出发来重新认识凡·高之后，再跳出凡·高的故事，积极联结自身经历或生活中的经验来创作；想象并思考画家成名之前，为了追求梦想而遭受的窘境；适当地运用“角色扮演”，让学生感同身受，假想身为一个街头艺术家可能会碰到的难题（自身安全堪虑、没有经济保障、看的人多买的人少、缺乏健康保险等），也可以一同与学生讨论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些对话，能让学生在“参考”“模拟”风格技法之外，透过进一步的研究、资料搜集与讨论，在整个学习的联结意义上有极大的收获。

我相信，讨论现实议题之后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个人诠释、反思与积极创作的机会。它所引起的连带反应，将是无穷的创作潜力，可以清楚展现各个学生的观点。



第三节　珍奇百宝箱型的美术教案

“珍奇百宝箱”（cabinet of curiosity）是自然科学与人类学领域经常使用的语言。它用来描述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的各样文物的集体陈列方式。这个展示方式由来已久，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贵族或权贵喜欢收集少见的珍奇玩物，放在定做的玻璃橱柜或特定的房间里展示。这在上流社会中十分流行，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权势。也因为如此，收藏者常常把可用的空间堆满搜集的宝物。

珍奇百宝箱的存在，撩动人们对于“珍稀”所引发的惊奇感受和好奇心。它的摆设方式和物品本身的文化、社会价值并无多大关联，完全仰赖收藏者亲自陈述物品的来源，它从而成为社交活动中的话题焦点，也是上流社会权贵们相互较劲、炫耀的方式。可以想见，这些收藏品与观者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它的存在不仅象征着财富、权力，也间接地呈现出一些夹带政治性的附加价值，以及欧洲白人隐约的优越感。

在艺术教学计划里，“珍奇百宝箱型”的教学常常出现在介绍非西方文化的课程中。正如那些乱无章法的陈列方式，在“珍奇百宝箱型”的教案里，老师经常把非西方主流的文物当作展示的对象，而陈述事实的角度，经常是以西方美术设计的要素（点、线、面、构图结构）来解析文物特有的风格。主要的教学要求是以文化物品为媒介来“加强”学生对“艺术元素”的理解，并以这些元素来“模仿”。它并不是以探讨文化、凸显文物的特性与功用为主，而是针对学生动手做某种类文化、泛文化作品的需要提供例子罢了。

举例来说，“面具”是学校美术教学里很热门的题材。以非洲面具为例，老师们往往会选择性地介绍几个具代表性的非洲面具。这些面具多半来自非洲各地，但他们忘了，以非洲之大，每个区域、每个族群以及每个面具所具有的功能，在设计风格、颜色、材料、符号设计与安排方面都不一样。各种面具在不同的祭典与社会活动中也有不同的意义。近年受到族群意识崛起的影响，有些教案会约略地介绍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族群特色，再针对面具上的特殊图形与符号设计多加研究与解释。接着，老师们会根据学生的年龄层与学习能力来选择创作材料，他们有些使用纸袋，有些用纸板、纸黏土、石膏等来制作面具。但是，教案的主要目的，还是以设计中的元素来引发学生的联想与创作，并进一步要求学生，运用这些范例中的象征符号来装饰自己的面具。因此，不管是非洲面具也好，嘉年华庆典面具也好，面具的学习价值也仅停留在形式的模仿上罢了。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艺术教育学者们已经针对多元文化教案的内容，呼吁美术老师们以社会文化学的角度来诠释其他文化的文物。然而在21世纪的今日，大部分教案仍普遍停留在以产品型录为主轴的阶段，无论是面具、蜡染，还是图腾等，目的都在于让学生在创作的过程中有个依据的对象。这样的学习所代表的意义是，创作产品的重要性大过于文物本身的意义。

简单地说吧，珍奇百宝箱型的美术教案，仅是一个类文化、简略文化、抄袭文化的学习过程。

改善的方式为：

（1）少而精，正视文物的价值功能。

（2）广而深，跳出创作形式的联结。

（3）变而新，体现文化更新的元素。

文物和族群的文化、习俗、礼教、价值等息息相关、无法分割。在这样的情形下，教学内容最好舍广求精。如果老师们坚信比较文物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有教学上的辅助作用，那么若是能缩小范围，只针对两件文物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意蕴来做比较也就足够了。在介绍时，可以适时增加相关的地理位置、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价值等信息。

我们看这些文物时，往往会产生许多刻板印象：某某文化代表的就是这些特质。这种思维无形中告诉我们：这些文化一直这样，没有改变！

我们似乎忘记非洲、中美洲、南美洲、北美洲、亚洲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有“现代”“当代”的事实。

比如说吧，一些美国朋友家里收藏着双子雕刻像（Ere Ibeji）的木偶，或是以双子雕刻像为主的图像。我每每见到，都忍不住地思考文物意义的遗失。双子雕刻像在非洲约鲁巴（Yoruba）文化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但是收藏的人往往不知道双子雕刻像背后的意义。双子雕刻像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民族。这个民族有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生产双胞胎的概率非常高，而双胞胎对这个民族来说，既是荣耀也是诅咒。为什么呢？首先，双胞胎对孕妇来说，本身生产的风险就高；其次，在资源缺乏、营养、医疗不足的情形下，常有早夭的不幸
〔1〕

 。

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孩子不幸早逝，伤心的妈妈会征求族里祭司长老的意见，而祭司长老会根据约鲁巴传统的美学形式，帮母亲列下为这个孩子祈福的“特质”来反映他的“个性”，然后请木刻师傅量身定做。比如，高额头代表智慧，可以避邪；它半蹲的样子，表示反应灵敏；遵循对称是终极之美的法则；成人的形态刻出母亲对逝去子女灵魂永生的企盼。母亲对待双子雕刻像的方式和态度，一如孩子在世一般，除了祭奉食物，也经常为雕像去尘抹油，用珠子来装饰。在庆典中，更往往可见母亲们手持双子雕刻像与之共舞的场面。双子雕刻像的存在，代表的是对早逝孩子生命的遗憾，它是一个母亲治疗重生、注入希望的媒介；它也代表着约鲁巴文化里“尊重生命、重视生命延续”的传统价值观（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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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盛装打扮的双子木雕之一

在现今的约鲁巴社会，双子雕刻像仍然存在，却已变得多样化。娃娃的制作也有改变，不再局限于木刻雕塑。在许多博物馆中，像是大英博物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博物馆就有用彩色塑胶做的双子雕刻娃娃，还有用芭比娃娃代替的例子。它们的材质虽然“现代化”了，但它们的意义、情感价值与传统美学仍然不变（使用塑胶娃娃或芭比娃娃，也是祭司的决定）。可惜的是，对于许多美国友人而言，他们以西方元素为切入点看到的双子雕刻像，只是对称的美感，以及“来自非洲”的“珍稀”情怀。

这也是为什么在介绍其他文化时，绝对有必要注入“现代”的元素，并对于教学主题给予及时的信息更新，来拓展教学者与学习者的视野。要积极地从功能性与象征性的角度来了解，若光是从形式主义的美感呈现方向来鉴赏，只能得到泛化的假象。文化是不断更新的，破除“文化定格”“时空凝结”式的刻板意象，才是对教学负责的态度。

以制作面具为例，老师们可以更进一步找寻相关的影片，真实地呈现面具在庆典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面具是不是某种动物、某位神祇拟人化的产物？扮演者在庆典舞祭中，是否直接地诠释这个特定的动物、神祇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意义？在观看庆典时，观众是否达到情绪的升华？这个面具在现代的当地社会中，有无改变原始价值和地位？学习这个面具，对于“你”这个学习者，所带来的冲击又是什么？

我相信与学生一起来探讨当地社会“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冲击的意义，绝对大于埋首制作“类文化”产品。

至于创作的方式，可以跳出形式上的联结。如果面具是庆典的灵魂，是族人想透过庆典来表达对大地的感恩。那么从这个意义出发来思考，学生是否可以从创作中表达感恩的意念？如果一定要学生做一个面具，那么何不借用一个戏剧的形态来表达，学生们可不可以自己或者集体构思故事情境，用剧本、角色，加上面具的意象来展现原创力？

换言之，从意义与功能的的方向来讨论其他文物，如此设计出来的教案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学生的学习。

片段式的教学（比如，面具的形式之美），无法全面性地增进学生的学习。即使增加相似的例子（比如，介绍很多不同的面具），也无法让学习者有更深刻的感受。教学者应该把握及时应用的精神，将各个元素整合，全面性地呈现教学主旨，用研究的态度来层层剖析，从过去到现代、从形式之美到实际意义来深层了解，进而带动创作的个人原创力。



第四节　主题乐园型的美术教案

就像一个主题乐园（theme park）一样，“主题乐园型”的艺术教案是全面地以一个主题为基础，将所有的必备元素环环连接。譬如，环球影城主题乐园在2010年夏季，以《哈利·波特》为主题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从游乐设施、旅店休憩、交通接送，到餐厅及商品，等等，完全以《哈利·波特》为主题，让《哈利·波特》的影迷与游客充分沉浸在《哈利·波特》的情境里。

“主题乐园型”的美术教案中，教学的目标是从每个细微的环节里，让所有的组件共同反映一个总的概念或想法。“主题乐园型”的艺术课程从前言介绍、教材，到实务美术作业，都有一致性的协调和平衡。教学上，老师们希望学生能够有效运用已具备的知识或人生经验，从讨论到创作，更深层地理解。其教学策略是螺旋式的教育方式，着重顺序性与整合性，所有的艺术活动都强烈地反映所要凸显的主题。

和“时间机器型”的课程计划相比，“主题乐园型”的课程的主干更明确，但它也有隐藏的弱点和危险。

举例来说，以“母爱”为主题的教案以不同的作品讨论母爱。这些作品包括：一个非洲约鲁巴的木刻母子雕塑、一幅威廉·阿道夫·布格罗（William Adlphe Bougereau）的姐姐的画像、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圣母与圣婴》画像（图5-3），以及玛丽亚·马丁尼兹（Maria Matrinez）的陶瓮。在此特定情况下，教育工作者用一个多样化的艺术组合，把人的情感或经验当作一把主题伞，其所讨论、联结组合的，只是反映了一个“艺术的美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假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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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圣母与圣婴》

这种形态的教案，直接假设每个人都了解母爱的意义。这个母爱还必须是正面的母爱。教学者认为每个人都经历过、感受到这样的情感。但是，真的如此吗？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四件作品，它们分别来自非洲、19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以及印第安文化的美洲。这样一个跨时空、跨国界的组合，用一个母爱亲情的意象简单联系，教学者也只能点到为止地概括介绍各个作品，无法深刻解释各个作品在其时代与文化中代表的意义。

虽然这类教案有助于建立学生艺术鉴赏的能力，然而，美术教育工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教案的危险性。它隐约地呈现出一个普遍性的错觉：在这个错觉中，任何美术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和其所代表的文化特点都消失不见了。

在此提供的三点建议为：

（1）体认普遍经验的限制。

（2）多方探究主题的延伸。

（3）凸显例外教材的机会。

我常常告诫我的职前老师，在教案设计里，切忌“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情形。千万要懂得把握机会，在主题的架构下多元探讨相关的议题，乘胜追击。

当然，利用人类普遍性的错觉来做一个开头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无不可，但教学者可以加入现实层面，多方地考量，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以“母爱”的课程为例，从社会结构来说，老师在设计这类教材时，必须考虑到多元家庭的事实。老师自己必须做到从心出发，感受“非传统”家庭的孩子在面对这样的教材时可能会产生的心灵激荡，甚至会造成“受伤”“自卑”的负面学习经验。

探讨亲情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多方探究主题来积极批判与思考。譬如，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从正反例中来突破“母爱”的框架，将其扩大为“关怀”角度，从文字与图片中探究亲情的价值及其对个人人格发展的影响，用批判性的思维来探究家庭结构与性别角色的认定，进而鼓励学生结合文字与图片来勾勒出他们对未来为人父母或是当下为人子女的深刻期许和反思。



第五节　游乐场型的美术教案

“游乐场型”（playground）的美术教案，大致来说，也是以一个明显的教学主题为基础，但是它和主题乐园型的美术教案有一些根本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使用的教学策略。“游乐场型”的美术教案，很明确地用游戏来串联整合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把“游戏”作为一种手段：先是有计划地挑选一组艺术作品，然后将预设的游戏格式套用到适合的主题上。

最流行也最常用的游乐场型的教案主题是“艺术品里的动物”。老师刻意地搜集一些含有动物元素的作品，让儿童们从不同的艺术品中找出其中的动物。不论艺术品来自何种年代，是何种风格，只要和动物相关便可以列入教案。老师企图从游戏中激发学生的兴趣，进而讨论各个艺术家在描绘动物时所采取的方式、使用的各种不同媒介和风格。这的确是一个“亲切、有趣”的让学生多方亲近现代艺术的机会。

“游乐场型”的美术教案，在许多艺术博物馆里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导览模式。例如，我在堪萨斯尼尔森美术馆实习时，最受欢迎的就是以龙为主角的导览。根据教材，导览员鼓励观众在各个展馆里、从各种形态的美术品里找出“龙”：从中世纪的油画、盔甲，到来自日本的画轴、来自中国的陶瓷，等等。儿童们对这种形式的导览充满了兴趣，发言也非常踊跃。

“游乐场型”的美术教案是互动式的，以发现为基础，进而解决问题。但我们得思考，除了测试学生的眼力之外，我们到底有没有试图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潜能？

找到动物之后呢？除了观察和探究动物的形式和各个艺术家描绘动物的风格，我们是否忽略了这些动物在不同文化里的代表意义？到底“动物”是不是艺术家创作的本意和主题？

在这种片段的、局部的教学里，我们充其量只是简略地组合、图一个方便，忽视了动物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价值和在历史文化中的意义。相对地，也就失去融合其他学科来深层讨论的机会了。

改进的方式为：

（1）明白游戏的手段只是暖身。

（2）善用“为什么”的反思机会。

（3）凸显隐含价值与意义。

除非教案的主旨在于多方提升学生关于动物（龙、鱼、走兽，等等）的艺术创作能力，否则这种概括性的图片集合并没有任何意义。老师们应积极、进阶性地加入一个“为什么”的反思活动，缩小范围，有深度地讨论动物在艺术的各个面向，以及它们的代表意义。譬如在中世纪的作品中，动物的出现往往是有宗教意味，常有宣扬教义或是申诫的隐含意义；图腾里的动物常代表着一个特定族群的精神，各个元素的组成，在图腾中缓缓成为一个诉说特殊文化的过程。因此，老师们在架构动物主题的教案时，要让学生明白在艺术里的动物，不是只有动物的呈现如此简单。



第六节　结论

到目前为止，这些统整课程设计的形式都是以艺术或是艺术体验为核心。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在跨学科的教学内容里，艺术教育工作者也经常只是针对美术的观点来讨论特定的艺术技巧与美学概念，顶多只是稍稍加了一些生活的经验。职前教师们在课堂里学习具体的美术技能，然后就直接运用艺术的技巧，将其纳入今后的教学内容。

我想提醒教学者：用艺术融合其他学科的“迷思”，就是把艺术视为附加的价值。如果我们一直执意把技术与运用分开，或是把运用的意义窄化到对技术的纯熟度，我们将无法真正做到融合、统整。



问题与讨论

1．作者运用比喻的方式来归类常见的统整艺术课程教学形式，你认为这些统整艺术课程的共同性在哪？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盲点？

2．你认为统整艺术的课程设计除了作者的四个分类以外，还有哪种类型？请举例说明。

3．请根据作者对于“珍奇百宝箱”的建议，具体规划以中国古代的织布艺术为主题，适合小学三、四年级的统整艺术人文课程。

4．什么是以同理心出发的教学？老师如何运用艺术统整课程来引导教学？

5．在统整教案设计里，不管是以技术为上、典型的美术教学，还是统整艺术、联合其他学科的教案，你认为有没有一个能超越形式上的连接，实现真正深刻融合的方式？

注释


〔1〕
 　1999年我在修习非洲艺术史时，特别针对Ibeji Dolls做了研究。多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为此，特别感怀已逝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费斯克（Fisk）教授当年的指导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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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连接授课者、知识、学习者，在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



我在第五章介绍常见的统整视觉艺术课程的多种形式时，透过隐喻来引导老师们跳出固定的思维框架，进而思考教学各个环节的必要性、相关性与相连性。而且，经由语言与生活经验的转换结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找出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及缺失。

从这些汇集的教学范例、经验以及教学框架里，我们也可以意识到艺术教育理论随着社会改变的沿革与教学形态而有相应的变化。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文化、千禧年的跨学科和视觉文化，到近期在教育界与艺术领域里气氛十分热络的社会正义、创造力、为生活而艺术理念，等等。

“多元文化”着重于我与他的关系，打破西方美学的窠臼，从交流中来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艺术传承。“跨学科”则试图整合术科（以技术为重的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强调“透过”艺术的学习机会。视觉文化推翻纯艺术为大的传统思维，重视日常生活中与“视觉艺术”相关的经验，开启美感素养培训的可能性，制造批判性对话的机会。“社会正义”议题重视对大环境的省思，不再盲从或蒙蔽，鼓励教学者凸显社会公正的实质意义。“创造力”是一个企图把固化的智能为上的教育体系，导向以思维实践教育的开端。“为生活而艺术”则强调艺术与实际生活经验联结，注重艺术的功能性。近年来，教育界体认到科技不断更新（甚至泛滥）的21世纪现代社会，以创新思维的养成为首要考虑的观念逐渐受到重视，每种意识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弥补彼此可能存在的盲点。

本章将针对这些教育思维的理论进行讨论。首先，重新拟定艺术的本质，对统整课程里运用视觉文化来诠释艺术的方式加以讨论，并探索艺术的本质；接着，介绍视觉文化、社会正义以及为生活而艺术的中心意旨；最后，延续隐喻的方式，来找寻一个适合统整课程设计的框架。



第一节　艺术教学的本质

2015年6月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在自然组与社会经济组哲学科目三选一的申论考题中考了与美学有关的题目：

自然组：艺术一定要有意义吗？

社会经济组：艺术家必须创作可被了解的作品吗？

仔细想想，这两个问题点出一般人对艺术创作价值的争辩与分歧：“艺术作品是否可以独立存在？”“艺术为艺术？”“艺术一定要被了解吗？”

“艺术需不需要被了解？”我觉得可以有讨论的空间。然而，艺术品本身自有它的价值、目的与功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以为，艺术最大的功用即在于“沟通”。这个“沟通”可以是艺术家自己“自省”“求精”的过程，也就是艺术家透过艺术表现的形式来阐发想法和理念；也可以扩大至透过艺术品与“他人”沟通，或是让观者“透过”艺术品来“自省”，以及“沟通”“启发”“联结”外界。

艺术品不仅是指一个艺术家发挥创意的成品，它陈述着艺术家的生活，反映出艺术家透过艺术行动所要传达的理念和价值观。著名的画家爱德华·德加（Edgard Degas）喜欢描绘芭蕾舞者、咖啡厅、街头人物，作品带给观者偷窥的感受。他认为艺术本身的美不止于表象，画面的描绘永远比不上经过内心沉淀后的记忆影像。他认为艺术是带有恶意的，在激动、堕落、暴力中流露真理。他把“艺术”视为一桩“不合法”而且具有掠夺性的婚姻。这里的“不合法”并不是说画家如罪犯一样的无赖，而是画家在阐述他们的理念时，艺术元素与形式只是一个手段罢了。艺术家应该真实体现现实社会、抒发内心的情感，不需要中规中矩地被世俗规范所驾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否认艺术是一种对人生经历的视觉化。所谓“艺术是人类行为”（art as human behavior），即艺术是一种社会行动，“照亮社会背景和社会动力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的反应”。

因此，在探讨艺术的意义时，我们除了从艺术品自身的创作历史、材料、风格、形式来解读以外，必须以“艺术行为”的观点切入。因为艺术除了美感的愉悦外，更重要的价值是深切反映出人类生命力与人类行为。为此，从艺术的功能性来加深对艺术品的理解，是跨出艺术形式美的盲区的开端。

我们也要考虑从“个人性”（personalhood）的角度来解读某种文化现象或文化仪式，也就是从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一个文化现象。我们必须理解：“文字是语言的一种……它代表着自我反思的评论经验、抒发情感、反映自我、期盼梦想、回忆过往、关系联结、隐喻，甚至扭曲……它揭示对一般大众行为标准上与概念上显著的反映、对比或是模糊不清的公共文化形式”。这是一个在现代主义中频频出现的观点，它强调用自我反省的态度来分析周遭的现象，意味着当我们看艺术时，必须认清、重视自我反思的评判经验。

我们诠释艺术的方式可以从文化更迭的因素切入，从考虑一种文化的产生、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和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对艺术品、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有不同的体认。身为艺术的观者，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影响我们理解艺术的因素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它可能以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为起源，具有特别的意义与功能。这些因素强烈地改变我们对艺术品的接受度，或是左右我们诠释作品的方向。同样，艺术家与他们的创作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为此，教学者必须正视这些人为可能的变因（艺术家自己对所处社会、生活方式、生命文化的看法），在引导学生诠释作品时考虑这些因素。我们看艺术的角度得超越明显的艺术形式与技法，而以互动性的文化关系为观察重点。

图像是一个组合体，包括虚拟的意象与实际的物体。图像包括千言万语，充满象征元素。要了解一个图像，正如先前所说，得从造成图像、形成图像的角度做一个全方位的了解。美国视觉文化艺术教育学者保罗·邓肯（Paul Duncum）很明确地将视觉文化传播学理中常用的手法以及它们所隐含的含义归纳总结成七大原则：权力性（power）、意识性（ideology）、代表性（representation）、诱惑性（seduction）、凝视性（gaze）、图文互换性（intertextuality）以及影音变易性（multimodality）。这七大原则可以说是视觉文化的圭臬，在选择教材、教学上很有帮助。

权力性意味着影像制造者利用影像的力量来宣扬一个特定的政治观点或价值观。观众与影像之间不停地互动，在影像制造者或艺术家的引导之下，观者不断地考虑是否接受、拒绝，或是妥协于影像制造者或艺术家所要贩卖的观念。

意识性的影像让观者从心接近，感受希望、期望，甚至是恐惧、悲伤。我们常常在政治海报或宣传广告片中看到这类的影像。譬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时期有一张在坊间大卖的海报，艺术家以现代的手法、大胆的色系，以希望为主题，来传达对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期望。从传播媒体的领域举另一个例子，好莱坞影界存在着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迷思。在这个迷思里，隐隐流露出社会阶层、种族价值以及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往往充斥着定型和偏见。透过传播媒体，这些定型和偏见便在无形中渗入观者心中，成为必然。

代表性意味浓厚的影像与图片，是利用取景的角度与演员的衣着、口音来助长特定的刻板印象与既成的偏见。诱惑性的图像则以人类原始的感官欲望为中心，来加强灌输某种情感的反应。比如《暮光之城》（Twilight）电影相关海报阴暗不明的设计，往往勾起观者对于故事主角的认同与急欲一窥究竟的心情。

凝视性的分析常常用在女性主义里，提醒大众许多对女性角色的安排往往以男性臆想为主，因此性感当道的图像影片充斥于世。当然，也有用女性眼光来检视男体的手法，但基本上还是以讨好男性观众为多。

图文互换性与影像或图片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强烈的关联。意义可以因为语言、文字、生活经验的不同而改变。我常常把美洲狮的图片（图6-1）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校徽（图6-2）并列，我的学生们完全理解它的交换意义：同样“cougar”，可以指美洲狮本身，也可以代表华盛顿州立大学（校徽就是一只美洲狮的设计，学校的昵称为美洲狮）。我接着把黛米·摩尔（Demi Moore）与艾斯顿·霍奇（Ashton Kutcher）的合照摆出来，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便会心一笑。原因在于“cougar”在英文里也有“老妻少夫”的意思。

[image: alt]


图6-1◎　美洲狮子（Cougar）
〔1〕



[image: alt]


图6-2◎　华盛顿州立大学校徽。设计是由字母“WSU”形成的一个标志，本身就是一只美洲狮子。

[image: alt]


图6-3◎　老妻少夫（cougar）
〔2〕



最后，影音变易性是指运用背景音乐去引导、带动或是颠覆印象所要传达的意思。比如，一段捕捉夜市景象的短片，如果背景音乐是流畅而欢愉的，那么观众自然也会有愉悦、轻松的反应；但是，如果背景音乐忽快忽慢，便会造成紧张的情绪。

这七大原则对引导学生了解、解析图像隐藏的意义，或是在创作自己的影片、图像之前可以提供有效的热身，并理解观众如何因为细微的运镜技法、词语寓意、声光音乐而改变他们对影像的理解。

我们再重新思考法国高中会考的题目：“艺术一定要有意义吗？艺术家必须创作可被了解的作品吗？”如果，我们以“沟通”为其本质来看，那么艺术存在的意义就是扮演着联结的角色，透过艺术的手法，帮助我们“更了解彼此”。由这个方向来看，跳出艺术技法的教学，以“沟通”为主的课程是必然的趋势。打破艺术学科的传统学习框架，使之与其他学科融合的教学，也成为一个必备的手段。

以“沟通”的方向来思考，联结“我”“图像”“他”三者，就是视觉文化教育的根本。



第二节　社会正义的觉醒

相较于把孩子放在温室里保护，教学若能体现社会正义议题，则对孩子的人格关怀、同理心养成帮助更多。社会正义教育的目的在于透过统整教育的方式，试图温和地厘清、理解冲突点；期许学童懂得如何应变、改变不公正的现象，重新建立互信互助的公平和谐社会。

若要消弭偏见和不公正的现象，只能从经济结构着手，重新分配、调整、妥协和接受。认清形式上平等的假象以及揭发一言堂式的教条与规范，是追求平等社会的必要条件。正视各族群的文化差异性、让各族群都有立足的机会，才有可能建立一个良性、多元的社会结构。再分配与识别、齐同与差异、宏观与微观是社会正义的三球体，它们多方向交叉、互相重叠、不停地整合变动。

社会正义的触角期许教学能与实际生活现况联结，培养学生“我是社会的一员”的道德责任与规范，鼓励老师引导学生去“探索”“发掘”发生在周遭的事件。也就是说，除了“批判性”之外，“及时性”与“相关性”也是社会正义课程的优点。

在教授社会正义的课程时，我建议从两个方向来统整其他学科。

（1）从艺术联结：艺术不仅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与传统，也能为社会正义相关议题“发声”。以社会行动的壁画为例，艺术创作与艺术教育是一个“谈判”的工具，透过对艺术的理解与创作过程，对不公的现象或是误导的规范进行思辨。就如从“折纸救鲸”（origami whale project）的艺术活动来思考尊重生命、关怀自然的议题。

（2）从故事联结：社会正义教育专家丽·安·贝尔（Lee Anne Bell）把关于种族的“故事叙事形式”分为四个类别：①样板故事（stock story）：讲故事的代表社会的主流群体，由认可的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管道来传递，透过大众庆典、法律、艺术、教育、媒体来庆祝。它们的功能在于保护并维持种族现状。②隐藏的故事（concealed story）：隐藏在主流样板故事之中的“例外”，在主流观点之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运用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数据来发现、分析、批判我们的社会经验如何塑造我们所认知的种族议题。③抵制的故事（resistance story）：对抗不公、争取公平正义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历史上有记载，但学校忽略不教。④合流、转变的故事（emerging/transforming story）：继续质疑样板故事，以批判性的角度来为现状注入充满活力多元的变因。

我常常以贝尔的故事形态来引导职前老师分析既定的样板故事，进而分享个人的经验或意见，为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客观的讨论。

一、实践社会正义教育的限制

社会正义教育在实践上也有它的限制。其形成的原因复杂，我简单地把它们归纳为两项：（1）内容与教育政策的角力；（2）纸上谈兵与身体力行的界限。

1．内容与教育政策的角力

布雷·皮考尔（Bree Picower）以批判询问的方式（critical inquiry project）来交叉审视社会正义的理论、培训和实践的效益与挑战。他发现在实践社会正义教育的过程里，老师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找寻适当的课程内容，还有必须考虑所选内容是否符合学校教育体系的政策以及与家长保持互信的共识。很多人不知道，在社会正义的教学里也有“后顾之忧”的考虑，大多数的老师会选择安全、保守、大家熟知且接受度高的议题。

这的确是事实。比如，讲到“人权”，在美国教授非裔的人权运动史便是大家可以接受而且被认为是学生一定要知道的知识。所提出的重要人物总是我们熟知的那几个人物。然而，如果老师要把都市里日趋严重的“游民”问题带到课堂里来讨论，那么学校方面极可能会持反对意见。原因在于老师很有可能“利用”探讨游民福利的议题，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生灌输个人的“政治立场”，并对执政者做偏颇的批判。

校方的忧虑似乎合理，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老师在找寻“社会不公”的议题时，出发点是“善意”的，是对“人性”的关怀。

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学生表示，的确，仔细想想，为什么人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些？而身为老师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接受教学材料中的安排？他们也表示，如果有关单位过度保护与规范，将会失去社会正义教育中“及时联结”的意义。老师或许遵循规范，凸显既定的刻板例子；又或许就是与学校玩起捉迷藏的游戏，用安全的角度做掩饰，来启发孩子以批判的方式深入了解社会相关议题。那么，社会正义教育永远无法真正落实。

2．纸上谈兵与身体力行的界限

面对艺术教育界社会正义议题的蓬勃发展，杜赫斯特（Dcwhurst）质疑：课堂上有关社会正义的行动，难道仅止于艺术创作行为吗？他认为，老师与学生可以一起透过三个观点来检视学生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以及与他们自身创作的关系：（1）意图（intension）：学生创作的意图如何符合社会正义的精神？是启发、揭发，还是激起“改变”的行动意志？（2）过程（process）：创作的形式与媒材如何体现创作者预设的社会正义“行动”的意图？（3）脉络（context）：创作者自身的社会环境、作品的影响程度与创作者的社交地域性的相关性为何？这三个重要的观点，的确可以帮助学生在思考创作的过程里厘清、重整、反映对某个与社会正义相关议题的理解。

除此之外，我认为身为一个教育者，除了让学生对社会有关怀的情怀之外，老师们在设计社会正义的课程之前最好厘清下列问题从而避免无谓的误解：（1）所谓的“行动”，代表的是思维、研究、理解的行动，还是身体力行的行动？（2）这些行动会不会有危险性？（3）老师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

对于如何减少与校方政策的冲突、设计增进学生对社会正义理解的课程相关的缓和方案，我有几项建议：

（1）在不超过课纲领域的条件下逐渐介绍社会正义相关的议题：目的在增加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机会，学会从多元角度来检视社会不公的现象。

（2）避免“灌输”，而是“开拓”学生自由评论的空间：提供正、反、中立意见并存的机会。鼓励学生多方研究、找寻相关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3）以生活的琐事为开端，用批判的角度来解析：鼓励孩童观察日常生活中遭受不公待遇的人、事，讨论并找出可能的解决方式。



第三节　为生活而艺术的目标

“为生活而艺术”（Art for Life）的艺术教育教学理念由汤姆·安德森（Tom Anderson）与美乐蒂·米兰布兰特（Melody Milbrandt）所提出。它以“人本”为核心，强调实际的生活经验。在主题伞的架构之下，以统整艺术教学的形式协助学生理解艺术创作与艺术对自己的意义。艺术的探究不再以技术形式为优先考虑。它的教学内容富有弹性，企图概括视觉文化、社会正义、艺术创造力的精神；注重与生活经验联结、自省的过程，强调对环境的联结与关怀。比如以自然灾害为主题的课程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搜集关于当地曾经历过的自然灾害的新闻并归纳分类、分享当时人们在天灾中的心情以及重建被毁家园的故事；或是以科学的角度解释天灾产生的原因、以描写天灾的艺术作品做联结。这种以实际生活为例的教学，可以鼓励教学者与学习者共同思考艺术对自己、对所处环境以及对社会的意义为何。

正如杜威（Dewey）所说，“艺术是权力的仪式和庆典的延伸”。艺术自然而然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古到今，从现在到将来，图像的功能成为一种生活记录，用来纪念和庆祝。它也可以是一种批判人生的缩影，反映了人类经验的独特性。由图像引发的联想，与我们从生活经验里集结的视觉记忆有很大的关系。其中，解读广告的方式，多多少少和社会既有的价值观有关。个人的文化背景影响的对颜色所含的意义的敏感度，往往能左右对一个图像的诠释。图像会产生等值（equiralents）的现象。意思是说，我们常常因为图像里的某个元素而唤醒某种记忆。图像也有通感的能力，它强烈地刺激我们除了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的活动。

教师从广泛的艺术现象与社会思维教育，来促进艺术与生活之间紧密联系的经验，除了提供学生思考的机会以外，也全面地重新界定艺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因此，我们的教学资源不再局限于艺术文物，已全面扩展到其他和生活“共生”的视觉艺术形式与作品。它包括了文字、媒体、广告、电影、庭院艺术、建筑、设计、民间艺术、标志、漫画、电影、动画、电视教学节目、时尚、网页、社交网络、虚拟现实的空间，等等。统整教学的内容比以前更具备活力，它们充满象征性的可能，涵盖全球庞大而多样的重要议题。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认为，这些非传统、在生活里发现的素材，往往是最好的教学材料。这些教学内容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一样，是动态、经常改变的，透过艺术的学习，我们可以将其有效且温和地与冲击性、争议性大的社会实践联结。它们也是凝结个人与社区关怀的最佳途径。通过从日常的生活经验来讨论、解释其所表现的审美意义、社会功能、文化现象的学习过程所获取的知识，比埋首在唯美唯技的创作里获得的更具有长效性和实用性。

对于统整课程的规划与安排，随着知识资源的多元化，教学者与学习者也必须体认“变动性”的元素。及时与更新同等重要，但维持开放的讨论诠释空间、培养学生自主批判思维的目的则是不变的基石。



第四节　桥梁型的课程设计及其概念

我们从刚刚的讨论中明白艺术的价值以沟通、自省、了解为主。在统整艺术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明白解释了图像的方向是多样、复杂的。面对教育思潮一波又一波的意识运动，我们会不会只是盲目跟进，而忘记深层教学的本质？这些运动是不是俨然已成为一种风潮、一个流行语，或是高等教育工作者一头热的行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脚步、明确审视，到底这些意识与诉求对老师、对学生有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意识与理念诉求到底如何才能从统整课程里彻底实践、落实在日常教学里？

在自省的同时，我也不禁质疑：这些教育风潮与现象对现在的我，具有什么意义？

就是因为“现在”和“我”这两个概念，使我尝试的统整课程设计的研究方向，有了戏剧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超越时光机器冻结时间的片断经验；它跨越学科，直接联结到学习者的现在的生活。

什么样的隐喻架构，可以体现当前求新求变的教育理念，达到艺术与其他学科统整的谐和？

我以“桥梁”（bridge）作为一个隐喻，来形容着重于视觉文化、社会正义、为生活而艺术的教学设计。

在现实社会中，桥梁最重要的功能远超过实际的连接A点和B点。除了缩短外在的实际距离之外，桥梁无形中已成为一个导游，一种催化剂。桥梁把两地的人民联系起来，它提供机会、创造对话、促进沟通，逐渐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最后建立关系。两种文化初次碰面，难免会有冲突发生，两者便不断地调整和妥协。明显地，文化融合的演变是一个不休止的进行式。新旧文化中所持有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教条规范，隐藏的价值和偏见、和谐和冲突、信仰和神话等，它们所代表的含义源源不绝地更新，持续转变，不会休止。一座桥梁的建立和存在，对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十分深远。它开阔视野、拓宽生活经验，它也在冲突中找寻和平共存的解决方案，并积极地订立价值。

“桥梁型的课程设计”（curricula as bridges）的特点，主要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建构主义的理论为经、生活经验为纬，具备跨学科的性质。教师和学生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讨论来明白一个特定的课题以及课题本身对学生的意义。老师的作用是以辅助为主，指导但不干涉、不独霸，多方面地引导学生自发自省的能力。“桥梁型的课程设计”强调学习的课题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重视学习的过程与启发，更重视学习的长效性。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内容虽然多样，却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教师努力探索人生经验，提供课本上与课本外的重要的题材。目的在于引发学生的好奇心、制造机会，让学生尝试、探索、建设，界定学习课题的意义。

卡维其（Cavicchi）等人认为，学习课题“可以诠释成是各种学习的方式和对学习课题了解的深度。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不知道的东西。虽然老师知道‘它’的程度比学生所知的更多、更充分，但在它、老师、学生这个三角关系中，老师并不是传授知识给学生的主导者。相反，老师主要在帮学习者和‘它’之间建立互动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存在于学习者了解‘它’的过程中。一旦关系建立，学习者在学习结束后，便不需要老师的参与，因为他们有能力持续保有并更新互动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桥梁型的课程设计”可以从下列三个步骤来探讨：诠释、反思、创造。这些步骤是帮助授课者和学习者拟订价值观，进而一起建设新知识构架的必要途径。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步骤的主要动力完全在学习者本身。因此，每一个步骤都应该考虑到学习者自身的知识背景、人文生活、思维模式和价值信仰。

在学习的过程中，诠释、反思、创造，都必须不断地回到学习者本身做调整，再重新出发。学习的结果会因人而异，学习之后的长效性也因个人和修习课业的关系有所不同（见图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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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桥梁型的课程设计”的三个步骤

创作项目以外的活动是“桥梁型的课程设计”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应提供各种活动的机会来促进学生的学习，例如文字游戏、日记、实地考察、案例研究，等等。此外，还必须不定时地进行学习成效评估，让学生明了：为什么要学习这个新的知识，这个新的知识和体认会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些创作以外的活动中，以实地考察与案例研究最为重要。因为这两个活动本身要求学生积极地把现实生活和与他人的互动紧密地联系到学习的课题中。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不仅仅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他们在探讨发现的过程中有主导权，依着学习纲领，启发性地学习。



第五节　“桥梁型的课程设计”应用与实例

一、学习主题：商场文化与消费主义

实地考察：百货公司的文化

1．认识商场文化：诠释

视觉经验和生活行为息息相关，我们往往处于视觉生活里而不自知。为了使我的学生能亲身体会视觉文化的影响力，我让他们利用周末，在当地的购物中心考察对消费者的购买力有正面影响的视觉设计元素。他们针对商店的海报、展示橱窗、购物袋、卖场摆设和其他任何吸引他们驻足再三，甚而打开钱包的视觉设计做记录。

学生们在课堂里分享心得。他们分析了有独特设计的购物袋，比如，女性内衣店“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的购物袋设计使用粉红色和白色条纹为底，用金褐色在袋子中间印上店名。学生认为，整个袋子散发出一股神秘感，在女性化里又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之感。

在探讨橱窗海报展示时，学生们一致认为埃迪·鲍尔（Eddie Bauer）眼镜店的海报展示十分讨喜。海报上，有一对完美组合的情侣或夫妇的照片。他们都穿着舒适、颜色柔和的衣服，戴着合适优雅的眼镜。情侣的愉悦表情加深了设计的整体性与和谐度。学生们认为这个海报设计的成功点，在于它展露出一种舒适愉快的生活，享受彼此的二人世界。海报的设计让可能的购买者感到舒适和轻松，它所传达的舒适感，是走过的路人都可以看到的。

学生们也发现，类风景画的橱窗设计比较讨喜，可能是它在放眼所及都是衣服、商品和人潮的环境中，有鹤立鸡群的独特性；也可能是风景画的内容提供了精神休憩的机会。许多学生认为，鉴于美国社会当时的状况：永远结束不了的战争、衰退的经济，这些都让人们对未来不安。因此，这样的店面设计成为一个舒解压力的出口，强烈地引起一般美国人民的共鸣，也直接表露出人们期望和平与安宁的生活的愿望。

2．认识商场文化：反思

经过初步诠释与分析，我们接着从社会、经济、心理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商场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我们列出购物商场的功能如下：

（1）大家的购物中心：购物中心跨越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族群。从商品来说，有的十分大众化，有的具有独特性。从橱窗以及店面里的模特儿来看，商家很有技巧地陈列出包括不同的肤色、不同年龄层的模特儿。这个现象在卖儿童服饰的商店中最为明显。我们可以说，购物中心算是一个彻底展现出现实社会中少见的世界大同与族群融合的舞台。

（2）反映人类行为的购物中心：商场以贩卖欲望为主。消费者买衣服并不是因为家中没有衣服穿，而是要满足一种“我也想要”的渴望。随着季节和假日的变化，橱窗设计也不断更换。消费者从模特儿身上的穿着反思自身，模特儿让消费者有机会模拟想象自己身穿某件衣服的样子，从而刺激购买欲。

（3）社交功能性的购物中心：从早到晚，购物中心都提供着不同的社交功能。它是运动中心，是交易厅，也是免费的托儿所。在各个商店营业之前，购物中心开放走道与大厅让大众使用。一时之间，整个购物中心摇身转变成年长者健身运动的场所，也自然而然成为社交谈话的园地。等到商场正式开业，购物中心又成为很多家庭主妇和年轻的母亲的天下。到了晚上，它则变成青少年社交聚会的场所。因为购物中心是一个公共场所，所以有些家长认为这比孩子待在某人家中还要安全。

学生们总结购物中心存在的利弊和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购物中心存在的好处：它是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用、世界大同的地方；它使生活更便利、多元、安全；它促进商圈周边的发展，提供社交机会和就业机会。购物中心存在的坏处在于：传统家庭式的商店逐渐消失，社区的隔阂明显增加；从引人注目的海报可以看到，人性欲望已成为一种贩卖商品的手段；大多数店家将海外制作、成本低廉的产品以高价卖出，除了显露人性贪婪的一面之外，更暗示了道德和价值观的沦落。

3．认识商场文化：创造

学生们接着以“自己的店”为主题，用写作和艺术创作来反映从实地考察中总结的心得，寻求一间他们心中理想的店。在写作里，学生陈述开店的宗旨、商品的特性和售卖的对象。接着，学生学习埃舍尔（Escher）的“平铺镶嵌艺术”（tessellation）的原理和技巧。他们得用平铺镶嵌艺术的方式设计一个商店的识别商标，然后着手进行一系列和商标有关的周边产品的设计，像是购物袋、包装纸、文具，等等。

在这样的艺术学习中，我们不是为了做平铺镶嵌而做平铺镶嵌；相反，我们把平铺镶嵌当作一种形式、一个媒介、一座桥梁。这样的课程设计不仅仅是连接数学和平铺镶嵌。因为实地的购物商场的考察经验，使我们有目的地赋予平铺镶嵌一个更深的意义，并以此来阐述某种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商场实地考察收集的资料、课堂的讨论，为这个创作活动提供一个良性的学习背景。学生重新思考，重新联结到他们看到的东西，对商场进行深度的批判，并总结对商场文化的意见，这些都流露出学生对社区文化的关怀和期许。这样的教案让学生的学习视野更为广大，因为是亲身所做的田野调查，所以他们的印象深刻，学习动力十足，学习成效久远。

二、学习主题：校园暴力与人文关怀

实地考察：故事性的访谈研究

1．校园暴力与人文关怀：诠释

每年4月，美国各地校园都会呈现警戒状态。原因无他，4月是科伦拜恩高中（Columbine High School）发生大屠杀的月份。当我告诉我的学生，我们要谈谈科伦拜恩大屠杀时，他们开始有明显的不安。我引导他们从感觉出发，谈谈整个事件对他们自身的冲击。有些学生在事件发生时正好也在高中就读。其中一个女学生清楚地记得，她因此变得比较小心，走路时常常顾看左右。有的学生说，事件发生以后，他对人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另外有些学生记得校方变得保守、姑息，所以问题到现在还是存在。我接着告诉他们一个数据：根据一份关于美国青少年校园暴力的报告，估计“几乎30％的美国青少年”（近570万人）都有参与霸凌（bully）其他学生，或是自己作为别人欺负的目标，或是两者都有。学生们对这个数据并不惊讶，他们甚至预期在校园暴力层出不穷的现实生活里，数据可能会超过50％。

校园暴力的起源在于对他人的误解和贴标签。但大多数的时候，在遇到或意识到有校园暴力的可能性的刹那，老师们往往抱持着轻描淡写的态度，生怕小题大做。我们从小便被灌输少管闲事的观念，譬如说，“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不要盯着一个头上缠着头巾的男人看，或看坐在轮椅的女人，因为那是不礼貌的行为”。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相对地，他们也隐约传达出一条本意之处的、负面性的信息：这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一定都是“有问题的人”。这样的态度虽然是用心良苦，但也是错误的。当老师说，“我从来就没注意到我学生们的肤色，对我来说，他们每一个都是美丽的人”，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事实上，只要是视力没有问题的人，都可看到这明显的身体差异。托弗森与奥斯本认为，这样的声明和态度只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呈现一种好像只要避免讨论性别、种族、宗教和政治分歧的问题，就可以达到大家一起存在的和谐的假象。“没有注意到”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的学生，他们所属的文化、背景一点都不重要。这样的信息也隐约告诉学生不需要承认自己的种族身份。

我分享我在学生时代所经历过的被贴标签的例子，这是一个语言不通的留学生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自己初来乍到，曾经历被抢、被欺凌；我被贴的标签，有“亚洲学生”（根据我的肤色和成绩）、“亚洲女人”（在许多男性白人的眼里，是什么都不懂的人）、“不需要工作的有钱人”（根据我的穿着打扮和开的车子）、“小女孩”（根据我初入职场的年龄）、“香蕉”（许多华人眼中的我），当然还有“美术老师”（大多数人眼中不重要的学科老师）。

学生们听得目瞪口呆。他们难以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教授有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对“香蕉”最感兴趣，也为我感到抱歉。我说没关系，我嫁了一颗“蛋”，我们一同创造了可爱的“香蕉松饼”。全场先是为之一愣，明白了其中的含意之后，便哄堂大笑。

老师们要做的是传授给学生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让学生懂得在逆境中如何转变情绪，掌握乐观看待人生的技巧。一笑置之的修养，是解千愁的利器。老师们若要传授学生相互尊重的生活态度，进而破除误解和贴标签的行为，得从理解他人做起。而理解他人之前，得先从了解自己的定位与迷思开始。

2．校园暴力与人文关怀：反思

我的学生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研究，来回答：“我来自何处？”他们可以使用电话采访家人、朋友，也可以做面对面的采访，或搜集相关文件或图片。就像做家庭寻根研究一般，我要他们记录寻求家族史的历程。我希望透过这个热身活动，让他们更进一步了解自己。

对某些学生来说，他们的调查结果为他们带来了骄傲和惊喜。保罗总是梦想有一个祖先是军官，能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些战役中为国效力。当他得知他的祖先曾参加美国南北战争时，保罗简直喜出望外。安琪拉则兴奋地告诉大家，当今墨西哥的新莱昂州，是以她六代以前的祖先命名的。

这样的发现，让学生更肯定自我的价值，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

有的学生发现，原来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缩影。譬如，凯尔说：“我发现我身上流的血液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我原来以为我主要有德国和爱尔兰的血统，顶多掺上一点点英国血统罢了。事实证明，我身上的欧洲人的血液比我想象的多太多。我有爱尔兰、英国、法国、挪威、苏格兰、荷兰等欧洲人的血统。更让人惊讶的是，我还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统。我如果再深入寻根的话，老师，你说不定还是我的亲戚呢！”

他的话印证了我想以这个活动投射的一个意念：“百年之前是一家”的观点，这其实在教育领域上有存在的必要性。从了解自身开始，职前老师们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刚到美国时也是经历过一段挣扎来适应新环境，或许他们因此能对新近移民的学童比较有同理心。

我们讨论到样板故事与隐藏的故事的区别时，潘米拉特别讲述了她的人生经历：

8岁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非裔的人。一直到全家搬到印第安纳州以后，我开始对我的肤色敏感起来。因为，全校只有我和哥哥两个白人。也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体会到定型以及被贴标签的可怕。因为我的“不同”，我时时遭到威胁、口头或身体的攻击。因为我的肤色，我每天都担心会被欺负，而我的老师对此视而不见，只会增加我的心理负担。对当时的我来说，上学是件痛苦的事情。我相信哥哥和我有一样的遭遇。然而，一直到今天，我们从来不谈论这段历史。

难得的是，她的遭遇并没有让她痛恨其他肤色的人。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她也遇到许多关心她、帮助她的非白种人。她渐渐明了，用肤色来评断一个人的好坏，是不公平，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同学们从她的故事中看到另一类的种族歧视，同学们也明白了白人是种族歧视受害者的故事虽并不常见，但并不代表没有存在过。讲这样的故事并不是要强调种族间的隔阂性，而是要让我们认清“误解”“偏见”“定型”“标签”等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是不分族群的。

另一个学生莉亚提起，她的祖父重述了曾曾祖父告诫他的话，即融入族群的秘诀在于对外说英文：“孩子，我们人已在美国，德文在家说就好了。我们在公共场所中，还是说英文吧。”几年后，她的祖父上大学时想通过德文检定，没想到不及格，他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家里说的流利的德文，是17世纪的古德文。

我们趁机讨论语言使用的问题：到底应不应该在学校的家庭联络单上加上其他语言？一个墨西哥裔（西裔）的学生举手更正：“没有其他呀，只有英文和西班牙文。”大家都有默契地笑起来（这群学生里，有近30％是墨西哥裔）。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特别是在镇上，譬如有一位华裔医生因为拒绝聘用西班牙文翻译员而被控种族歧视，引起镇民哗然。学生们认为，正如莉亚曾曾祖父所言，英文应该就是在外一致使用的语言。语言不通并不是医生的责任，要求医生特别提供翻译人员是不合理的要求。病人自己应该负起聘用并付费给翻译员的责任。考虑到许多新近移民家长无法用英文沟通，因此学校发送的通知上加注有西班牙文，并无不妥，那是一种体谅的做法。不过，他们也认为：新移民也应该负起责任，不该存有拥有“被保护的特权”的态度，不去了解美国的文化和语言。

我从与学生的对话得知，故事能帮助彼此互相了解。在对话分享中，学生们相互聆听彼此的故事，对彼此都有新一层的了解。探究自己的生活历史与经验的课程，在课堂里分享彼此的故事，不仅可以缩短彼此的距离，也让自己深刻反省存在的价值。

3．校园暴力与人文关怀：创造

我鼓励学生把寻根过程所收集的资料视觉化，并且针对中学生来设计“破除校园暴力，消弭定型、偏见和标签”统整艺术的教案。因为主题关系到学生自身的生活历史与故事，也因为学生必须从创作上延伸，具体写出统整教学的设计，我希望他们从反思当中寻求一个最适合的表现方式来传达他们的讯息。因此，他们的创作不拘形式，不限媒材。

创作的成果有家庭树、纪录片、拼贴、诗作等，每一个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保罗在高中时留长发，常常造成很多误解，因此他用拼贴来探讨“贴或被贴标签的”的议题。莉亚用苹果电脑的视频剪辑软件（iMovie）录制纪录短片，来讲述她的曾曾曾祖父在西部拓荒的经历。

学生们根据创作进一步设计统整课程教案，内容充满人文关怀。在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前，我鼓励他们精心设计、探讨有关社会正义的活动。譬如，针对“标签”议题，我鼓励学生静心思考“定型”与“被定型”的偏差对心理造成的影响。设计的活动从学习者出发，用同理心来鼓励学生，在听到或遇到“定型”与“被定型”的偏差行为，或不公正的一概而论时，可以经由理性的思考来反击与抗衡。我鼓励他们尝试以正面的态度向对话里注入正面的信息，分享正面的经验，来引导、改变、消弭关于“定型”与“被定型”的不公正的想法。有的教案鼓励学生阅读研究历史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士的案例；然后和学生讨论平等和假平等的定义。这样的活动是必要的，它们可以帮助学习者厘清思维、建构想法。正与这些职前老师们做这个作业时所经历的一样，他们已经能感受到，经过反思后的创作是有意义、有深度的。



第六节　结论

“桥梁型的课程设计”概念和视觉文化、社会正义的观点紧紧密合，把教案当作桥梁，教学者以从诠释、反思到创造的步骤，带领学习者对知识做深层学习的探究。它可以连接日常的生活经验和美学。它提供学生从功能、语境、社会意义出发而全面地、更深入地了解图像或事件的意义。它强调一种多感官的学习模式，借用制作的图像进行解码和创造新意义。桥梁的意象的连接，超越自己和他人、时间和空间，它具有机动性、包含力。它跨越学科，能够从各个角度落实无止境的学习动机。桥梁连接起授课者、知识、学习者，在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它实在地提供了与生活息息相关、永不结束的对话。



问题与讨论

1．作者认为，进行艺术的统整学习，可以引导学生温和地探讨尖锐的、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你同意吗？请举个例子来支持你的论点。

2．“桥梁型”的统整课程架构主要在培养哪些必备能力？

3．你认为当前“社会正义的教育”的瓶颈是什么？这些难题对推展统整教学有什么影响？

4．请根据作者的“桥梁型”的统整课程架构，以诠释、反思、创造为教学主轴，设计一个以“回收环保”为主题的课程，并解释你设计课程时，对“实践行动”这个元素赋予的代表意义；你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安全的实践行动？你自己如何以身作则？

5．请根据作者的“桥梁型”的统整课程架构，以诠释、反思、创造为教学主轴，设计一个以“弱势族群”为主题的课程。请叙述你在设计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教育政策可能相冲突的情况。

注释


〔1〕
 　图片来源：艾瑞克·科比（Eric Kilby）2012，授权使用。


〔2〕
 　图片来源：乔希·简森（Josh Jensen），授权使用。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e/Flickr_-_Josh_Jensen_-_Demi_Moore_and_Ashton_Kutche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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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老师的角色，层层剖析学生学习过程里可能遇到的挣扎与瓶颈，进而预期有效地改善教学与学习的成果。



老师在撰写教学计划时，通常有两个基本的考虑：一个是适合学生学习的内容；另一个是帮助学生深度学习。身为教育者，为学生而设想的教学内容仿佛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来着手。

然而，我相信即使准备周全，我们还是很难避免以下的盲点：

（1）教学完全以强化教学内容为目的：身为老师的我们，常常只沉浸在教学内容是否扎实、符合课纲要求、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程度与学习目标等这一类属于老师本身对教学本体的精进。

（2）教师的主导权仍旧凌驾于学生之上：“以学生为中心”虽然把学生摆在架构的中心点，但仍然有“老师权位为上”的意思。它依旧有老师与学生的上下之别。

于是，本章“以学习者为中心”（learner-centered）为出发，先探讨学习者的本质，进而思考“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区别，然后审视如何减少上述盲点的可能。

此外，受到“全脑”教育的启发，我特别设计一个适用于统整课程规划的“意识轮盘”，希望从心理学的角度，反转老师的角色，层层剖析学生学习过程里可能遇到的挣扎与瓶颈，进而预期有效地改善教学与学习的成果。



第一节　学习者为中心的意旨

一、什么是以学习者为中心

韦默（Weimer）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主要的论述有以下五点：（1）力求一个平等的学习环境，把权力转移到学生身上；（2）教学内容不是对事实单一独断的集成，而是让学生进一步对学习内容做批判性的思考；（3）教师从单一威权的角色，转变为学生在求知路上的伙伴；（4）赋予学生求学的责任，引导他们了解自己学习的强项和弱点，并实践对知识追求的自发性；（5）打破教学评估追求名次、分数高低的刻板目的，而将其作为促进学生学习最有效的工具。

在后现代思维开启教学“多元”、打破“单一观点”的风潮影响之下，教育界逐渐倾向引领学生多方寻求多元解答的方式。这种教学思维打破了传统师生角色的刻板印象，老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权威，而是与学生共同追求知识的伙伴，着重于引导和实践，“共同”为自己求知的过程积极反省与负责。

很多人误以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框架会让老师失去地位，在此特别说明一下：第一，它不是贬低老师的地位，而是对学生信任度的提高；第二，老师对教学的责任没有减少，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必须花更多的心思让学生在减少干涉的开放形式中多元学习；第三，知识获取的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分数只是评鉴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老师可以针对学生各种学习的能力做客观的评鉴。

在追求知识的领域里，老师和学生不是上下的分离，而是交流的汇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核心是“学习者”。这个学习者并不只是学生，而是与老师教学相长的“共学”。在学习的环境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互动互存的。学生也有主导权，为所学的内容做反思、提供意见、争议与讨论；老师从学生不断改变的学习历程里调整教学内容、整合学生需要，一起为获取新知而努力。

二、“外显”和“内显”教学

在剖析“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学习者为中心”时，必须从“投射”的角度来讨论。“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两者的共同重点仍然以学习内容为主。即使后者强调学生与老师共学、增加学习的可塑性来成就学生的潜力，但它强调的还是透过扎实的教学内容来成就学习效果。

我把这样的实践方式称为“外显”的教学。

和“外显”教学相对的“内显”教学，强调的并不是强化教学内容，而是着眼于学生在求知的过程里经历的心理变化。在老师的教学要求之下，即使授课内容是以学生为主来精进学习过程，但学生难免在学习上出现焦灼的情形。久而久之，这些负面的心理反应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造成师生的疏离感与对学习内容的排斥。

的确，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心灵状态往往是课程设计里被忽略的一环。所谓的接受度指的是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基本上，老师只“设身处地”地为学生量身定做一系列强化知识的学习，而没有“同理”地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变化。

因此，要达到“平等”的教学，我们必须想办法减少“以教师为主导”以及“以教学内容为本位”的态度。在规划课程设计时，唯有把着重教学内容的“外显”教学和强调心灵层次体悟的“内显”教学融合，才能真正做到“适才”的教学。



第二节　学生的心灵状态与学习的关系

学生心灵状态的稳定度与学生的学习成效绝对有一定的关系。学习的情绪也可以左右孩子的学习态度与专注度。举例来说，身为家长，我们自然都希望孩子们在学习的道路上能够具备完善的组织能力、遇到困难时可以适宜地控制情绪、自我认知、自动自发地学习、适时地运用同理心来与同学相处、并发挥道德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进入社会必备的特质。然而，在教养的过程中，亲子之间往往会因为彼此情绪化的反应与冲动，而引发教养上的盲点与无谓的口角，造成父母和孩子的情绪拔河：一端是心急的父母，忧心孩子孺子不可教，又多少夹带着捍卫权力欲的自尊情绪；另一端则是孩子抗拒管教、投机取巧的反应。父母担心，如果孩子无理的要求在哭闹中获得妥协，那么，父母未来将面对的是唯我独尊的小霸王。但是，若是没有以理性的方法技巧性地介入，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亲子之间的摩擦与裂痕。

这样的两难与情绪的拔河，多多少少是造成教养困难、亲子关系崩坏、停滞畏缩的原因。

我很好奇，在课堂上的老师和学生之间，有没有关于学习的情绪拔河呢？

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教室里的的确确存在着情绪的暗流。

虽然在规划学习内容与活动时，老师们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以此来达到“因材施教”的目标，也期许可以妥善顾及学生在求知过程里可能遇到的困难或需要。但是，实践起来却不容易。原因在于，老师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早已投射自己预设的教学成果。所有的内容、步骤、评鉴，都是为了达到教学成果的预期目标而安排。这种情形在艺术统整教学上更为明显。在一个以作品为本的艺术统整教学中，因为知道学生应该做什么，教学上比较没有突发的状况，所以进度、流程都比较好控制（见图7-1）。也就是说，虽然一切似乎以学习者为中心，但基本上还是以学习成果为本位来教学；仍旧以老师为主导，学生只是服从、遵行、逐步完成老师编排的作业。在学习的安排上，学生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介入空间。

[image: alt]


图7-1◎　以作品为本的艺术统整教学

我承认我也常常以一个事先预想好的结果（作业、专案或艺术成品）为出发点来设计统整教学。虽然在设计与指导的过程中，我经常以“学生应该学什么”为出发点来加强学生的学习，关注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完成作业所需要的协助；可是，我却极少考虑到学生从开始介绍、告知作业的瞬间、理解并着手进行创作，到完成创作的过程里所遇到的心情转折。

换句话说，我们往往只看到学生学习过程的外在因素（跟不跟得上、会不会应用、做得对不对或好不好），而忽略了内在的因素（心理的接受度、挫折感、抗压性、焦虑与不安）。

我开始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学生们在受教的过程中，他们心理的变化如何？他们在想什么？

（2）学生们对于日积月累的教学内容、活动、作业、成绩的接受度与感受力是负面的，还是良性的？

（3）他们如何解决心里涌现的排斥与不安？

（4）他们是否对“该不该和老师或同学倾诉”的想法有所挣扎？还是不置可否地认为“听话就可以有好成绩”，而成为“沉默”的学生？

对身为教师的我们来说，当我们问“有没有问题”“你们听懂了吗”的时候，所针对的都是学习的内容。我们认为学生会问的问题一定和“学习内容”相关，我们也坚信成绩高低与接受知识的程度的确有关联。所以，对于“学生对作业学习活动的接受度好不好”的考量，我们毫无疑问地认定是“从学生的成绩好坏就看得出来”来做决定的。

但是，成绩或评量结果真的能代表学生的接受度吗？

在这个过程里，学生在哪里？

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有没有“非”关教学内容的疑问？

或者，我想问的是，学生学习的心情如何？

身为老师的我，在计划教学、实际教学的时候，我真的有关注到学生的心理需要吗？还是，我只是“一厢情愿”“自以为是”地以“为了你好”为标杆，来建构学生求知的理想蓝图？

那些被忽略的正面的或负面的“情绪暗流”，又是如何影响学生的整体学习、成为教学的阻碍？

因此，我认为在追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外显”教学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内显”的教学。毕竟在设计课程时关注于学习者本身的情绪状态与心理变化也是影响学习成效的重要环节。



第三节　意识轮盘：左脑与右脑的对话

要了解情绪的氛围，我们得先探讨大脑的思维活动。左脑与右脑对我们的认知行动与感知能力赋予了不同的功能。根据心理学家罗杰·史培里提出的左右脑分工理论
〔1〕

 ，左脑比较注重逻辑，使人的语言、分析、推理、数学、批判、文字、符号的能力敏锐，偏重于理性逻辑思维；右脑则是感性的联结，对灵感、想象力、无序性的直觉思维方式较为敏锐。丹尼尔·品客（Daniel Pink）则认为右脑主司综合能力（synthesize），左脑以细节性的思考为优。

心理教育学家丹尼尔·席格（Daniel Siegel）与蒂娜·布莱森（Tina Bryson）用心灵层面来为大脑做分析，将大脑的情绪变化分成楼上（upstairs）与楼下（downstairs）。楼上的脑主司理性化的情绪，负责裁决，具同情心、道德正义。楼下的脑则是直观情绪反应的本源，比较冲动，不合逻辑，情绪波动大（见表7-1）。

表7-1◎　楼上的脑与楼下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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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整理自席格与布莱森对楼上的脑与楼下的脑的解释。

一、席格与布莱森的意识轮盘

席格与布莱森主张，如果能把上脑和左脑主司理性逻辑的强项用来缓和下脑与右脑的直观冲动，就可以减少家长与孩子无谓的冲突。他们把这个辅导的方式称为“全脑的孩子”（whole-brain child）。他们鼓励家长在面对孩子情绪不稳、激动沮丧的时候，善用左脑与右脑的特性，提供适当的辅导，为左脑和右脑做一个联结整合。

他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设计了一个意识轮盘（wheel of awareness）来引导家长与孩子以同理心为出发点，有计划性地对情绪反应做整合，让家长与孩子能在训练自律与自省的能力的过程中体验情绪的波动、磨合、妥协，共同成长。当孩子遇到人际关系的难题或因为行为举止受到指责时，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往往会冲动、不受教或反抗。如果能够适时地运用意识轮盘，把楼下的脑（情绪）、楼上的脑（理性）联结起来便可以及时缓冲甚至消弭负面情绪可能带来的冲突。

意识轮盘按照轮辋、轮辐、轮毂所区隔的空间，分别代表着心灵的活动的方向。

意识轮盘把“孩子”置于中心，以顺时针方向把同心圆分割成四个部分来记录、协调、整合孩子的心情。这四个部分是：

（1）情绪（sensations）：关注身体受情绪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它是属于感官的活动。

（2）图像（images）：关注记忆里的图像。这些图像往往左右我们对事情的判断能力。

（3）感觉（feelings）：关注清楚地、贴切地表达心里的感觉。

（4）感想（thoughts）：关注自己对事件整体的诠释与看法，属于偏左脑的活动。

透过意识轮盘来引导孩子看见心灵（mindsight），孩子能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可以是情绪转换的主宰。他们必须要有所调适以维系心灵核心的和平、冷静、清晰、开放与接受。家长可以在孩子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从四个部分逐序抽丝剥茧，审慎地看待孩子情绪的变化与需要。此过程强调指引孩子对自己“在当下”的自觉与感知。孩子们和家长必须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一定有它的根源。先从上脑（理性）的角度来关注闹情绪的目的性，接着从这样的经验中学习对情绪反应的包容性。也就是说，由S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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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转换”过程，家长与孩子除了可以一起把情绪的变化用“正面”的理性方式去理解之外，在正视“负面”的心境来安抚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体认他人与自我需求的界限。



第四节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

我认为席格与布莱森的理论可以运用在教学里，原因在于意识轮盘的重要性不仅对他人、自我的心灵活动的感知层面与沟通有所帮助，这个联结大脑与情绪的轮盘，无疑地可以成为辅助老师分析、了解学生可能产生的“情绪暗流”的侦测方式。这在规划课程设计时特别有帮助。老师可以应用这个意识轮盘来预测学生对统整课程活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心灵活动。

我借用席格与布莱森的理论中意识轮盘着重的“身体与心灵合一”“善用记忆力”“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在交流中共同找寻平衡点”“从冲突中联结”的精神来在课程设计前／后理解学生的心灵活动，力求看见学生的心灵（students’mindsight）。然后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检视课程设计，重新规划、协调，一起突破教学与学习的瓶颈，改善学生对学习排斥的负面思维，寻找正面思考的解决之道。

我引用席格与布莱森的四个部分的架构来重新设计针对课程规划用的意识轮盘。我把它叫作“课堂上的意识轮盘”（wheel of awareness in the classroom）。这个预测学生对课程的心灵活动的意识轮盘，目的在凸显理解学生与老师在学习过程中相互之间的情绪暗流。

正如图7-2所示，这个意识轮盘有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就是学生。我把这个中心价值定为维系有效率的、长效性的学习。最外圈的同心圆是四个部分（情绪、图像、感觉、感想）。中间的同心圆是位居中心的“学生”与位居外圈的“部分”交流之后，可能产生却不敢明说的“提问”（疑问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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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预测学生对课程活动心灵活动的意识轮盘资料来源：本图根据席格与布莱森（2012）融合上脑、下脑的理论改编为课程规划之用。

我把轮盘当作一个时钟，整个轮盘的进行代表的就是这个课程的流程。由顺时针方向开始，涵盖从课堂初始的介绍解说、教学示范、活动作业、评鉴考量。如席格与布莱森的SIFT意识轮盘一样，我把最外面的第一个同心圆划分为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又有三个空格。从顺时针方向分别列置情绪、图像、感觉、感想。虽然我引用了四个部分的名词，但它们在这个实践于课程设计与教学的意识轮盘里的代表意义并不相同（见表7-2），每个部分各自有它探究的目的。

表7-2◎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第一个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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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同心圆和第二个同心圆的界线所代表的是老师指派的“艺术／课程活动”。它是学生在第一个同心圆里对每一个部分记录的三个心灵活动的反应，与第二个同心圆“提问”的提醒与依据，以便学生进一步记下与艺术／课程活动有关的疑问。

第二个同心圆“提问”，是记述学生针对“艺术／课程活动”，在情绪、图像、感觉、感想各个部分之中在心里所衍生的疑问。随着上课的进程，老师可以透过各个部分的引导，预想学生学习时在各个流程中可能遭遇到的学习羁绊，并提前列举学生针对学习活动而涌现的问题。要注意的是，各个问题的出发点以及探究的目的会随着部分的不同以及课程的进展程度而有所不同（见表7-3）。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有的时候，我们对心境的描述并不能用问句来表示。因此，这个对心情的描述除了可以用问句的形式具体呈现心中的疑惑之外，也可以是一种对心境的事实陈述，它甚至可以是一个感慨喟叹。

表7-3◎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第二个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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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识轮盘使用的目的，就是针对学生对艺术活动或课程活动的要求可能会有的问题，老师可以有所准备，进而即时弥补或是找寻有效的解决方式来向学生说明。

我们可以说，这个轮盘代表的是一个预防性的策略。因为这些心灵活动的记录，老师们可以预先评估、改善、加强授课的内容。此外，它也是老师对一个课程设计完善度的自我审视评估的办法。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心灵活动是细密的、可变换的，它们就如潮水一般是流动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真正地限制某一个心灵活动专属于某个特定的部分。我们必须允许这些“活在当下”的心灵活动可以被转换。它们也可能在另一个部分又重新出现，甚至在定稿的最后刹那被消弭。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对课程设计的挑战在于“正视心灵活动的流动性与暂时性的隐性特质”。就某种程度来说，它多少带有“强迫性”的意味。毕竟我们很少有机会来分析我们的思绪，何况是分析学生的学习反应与心灵活动呢？因此，能够在不确定的心思流动中适当、贴切地按照各个部分点出三个最能描述心境的词语，这样的翔实记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检视自己的挑战。当然，也是了解自我意识演变的重要步骤。



第五节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使用方式

一、课堂上的意识轮盘使用：理解学生在学习时的心灵活动

解释了这么多，怎么用意识轮盘呢？

首先，我想分享职前老师们运用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的经历。

为了让职前级任老师们感受到学生们面对艺术课程活动可能产生的心情变化，我特别让他们做一个角色扮演的体验来进行统整艺术创作。在这个体验的活动中，我“扮演”指派艺术活动作业的老师。职前级任老师们各自扮演接受艺术活动作业的学生。

除此之外，他们必须扮演“记录者”的角色。我告诉他们，在体验的过程中，我会“中断”他们学习与创作的进度。在这些中断的时刻，他们必须按照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的各个部分，依序记录他们针对这个活动的要求所产生的心灵反应与相关的疑问。

这个体验分成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包括创意写作部分以及记录意识轮盘的步骤。

第一个阶段体验

体验正式开始之后，我首先介绍这个统整艺术的活动将结集创意写作以及绘本插画。我简单地解释在写作里常用的“设身处地”与“角色扮演”的技法，接着与他们共同讨论如何用“拟人化”的过程来增进创意写作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以及了解为何拟人化的手笔更能不着痕迹地描述人性共通点。我举了几个电影里为人熟知的例子：譬如，迪士尼动画里常见的对有生命的动物拟人化（像是《狮子王》（The Lion King）里的角色）、将非生物的物体拟人化（像是《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Beast）里的茶壶妈妈），甚至是在一般电视情景喜剧里对某个角色隐含的“物化”趋势。这些例子帮助学生了解因为立场的不同、扮演的角色的不同，我们看事情的着眼点、看法、诠释也会不同，我们对它们的观点、评价也随之改变。接着，我告诉他们，今天他们将完成两个挑战：第一是用拟人化的方法写一个极短篇，这篇故事必须具备剧情开端、转折和结果；第二，他们必须配合故事画一幅插图来点出故事的大纲或是特写。

我事先在一个袋子里装了几个日常用品、小玩具和文具。每个人先随机从袋子里拿出一样物品，然后我告诉他们：他们手中的物品，就是故事里的主角。他们必须由这个物品来联想并创作一个故事。

当我介绍并解释完这个“作业活动”之后，第一个“中断”开始。职前级任老师们必须扮演“记录者”的角色。他们有10分钟的时间各自在他们的意识轮盘的“情绪”部分里，填入他们刚刚听到这个统整艺术的作业活动时，刹那最真实的心灵反应。这些反应可以是一种情绪冲动或反射。我提醒他们，心灵活动是流动性的。为了让他们能够感受心灵变化，我特意让他们各自在白色海报纸上用彩色的便利贴“暂时性”地写下他们对自己心灵活动的反应。他们可以在这一个“中断”体验的过程里随时检视，转换、更新便利贴上的记录，贴切地来追寻他们的心灵活动的轨迹。

接着，他们以“创意写作与绘本插图”这个活动为依据，在第一部分里根据每一个心情反应来提出相关的问题，可以是一句陈述或是感慨喟叹。透过这个把心境文字具体化的转换步骤，他们进一步分析自己为何会接受或是排斥这个作业的心灵活动的原因。

以下是我结集他们在意识轮盘里第一部分关于“情绪”的心灵活动的例子（见表7-4）：

表7-4◎　学生针对意识轮盘情绪部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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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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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体验：

职前级任老师们此时回到“学生”的角色扮演，继续他们的指定作业。

为了让这些对艺术涉猎不多的职前级任老师们减少心里的不安，这时，我举了几个学生在我的艺术教室里完成作业的例子（见图7-3、7-4）。一如这些职前级任老师们一样，这些孩子也得从袋子中拿出一个物品作为他们写作和绘图的创作源头（当然，他们的创作过程并不包括填写记录课程计划的意识轮盘）。

孩子们首先发挥创意写作。我要求他们在小小的段落把故事的纲要或精髓描绘出来，写完之后，再把故事视觉化，将故事的主要内容或精彩部分画出来。图7-3是8岁的艾玛（Emma）的作品，她从袋子里拿到的是一个粉红色的迷你阅读灯。图7-4则是10岁的艾米丽（Emilie）以蓝色的玩具小木屋为主角所做的一连串联想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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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艾玛·亦可维奇（Emma Iukovici），二年级，粉红灯与机器猫的爱情故事，彩色铅笔，2014。经过允许刊登

粉红灯与机器猫的爱情故事

从前，有一盏灯。有一天，这盏灯在夜晚出发前往传说中的怪物山丘。这个山丘很远。它到了之后，很惊讶地发现竟然一个怪物都没有。它只看到一只有着钩子手的猫。猫的眼睛发出强烈的红色的光。灯看着猫，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大猫，一点都不像是怪物。灯忍不住地抚摸猫，没想到自己的手不小心碰触到一个按钮，一扇秘密的门突然打开了。在它眼前的竟然是最漂亮的一盏灯。它问猫：“嫁给我，好吗？”猫说：“好！”

（抽到的物品：迷你阅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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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艾米丽（Emilie Cooper），四年级，梦境，水彩，2014。经过允许刊登

梦境

那只大手离我越来越近。很快地，地板崩裂，从地上被拔起来。我和我可爱的蓝色小屋被高举在空中。我从阁楼拿出梯子，急忙向地面上爬。风呼呼地吹。我一直爬，一直爬，总算到达地面。

（抽到的物品：蓝色玩具小木屋）





与职前老师们分享完学生们写的故事以及绘图之后，第二个“中断”开始。职前老师们开始记录意识轮盘里的第二部分：图像。

职前老师们在这个时候针对他们刚刚所看到的例子，重新检视对他们将要着手进行的作业的想法。这些图像是否带给他们一些方向？是否消除一些困惑？是否让他们联想起一些经历过的人或事物？是否有一些新的想法？他们描绘出新的图像，是否有助于勾勒出联想故事的架构？他们也从新旧图像经验中连接图像记忆，然后提出三个问题来弥补记忆的盲点。

同样的，我鼓励他们用便利贴暂时写下与图像所带来的心灵活动相关的想法（见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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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职前级任老师用便利贴记录心灵活动。照片显示已经进行到第二部分

以下是学生针对意识轮盘的第二部分“图像”所写下的一些心境，以及提出的相关问题和叙述心境的例子（表7-5）：

表7-5◎　学生针对意识轮盘图像部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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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体验：

第二次中断结束之后，职前级任老师们便各自针对他们选到的物品开始进行创意写作以及绘画插图的工作。他们完成写作与插图之后，第三次中断开始。职前级任老师们开始记录意识轮盘里的第三部分：感觉，记载在创作的过程里心中闪过的念头，以提问的方式来叙述当时的心境。学生们这时在意识轮盘的第三部分“感觉”写下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闪过的心灵活动（表7-6）。

表7-6◎　学生针对意识轮盘感觉部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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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生联想的问题其实都与自信有关，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在这里刚好都是负面的情绪。



第四个阶段体验：

接着，全班同学把大家的艺术与写作的创作结集讨论。大家共同分享创作意念、故事写作，为彼此做建设性的批评。以下是学生创作的两个例子（见图7-6、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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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黛安娜·付提（Diana Fuentes），职前级任老师，彩色铅笔，2014。经过允许刊登

巴黎的市中心有一座巨大的铁塔，它的名字叫“埃菲尔”。巴黎人喜欢叫它“小埃菲尔”。许多人千里迢迢地从世界各地来巴黎欣赏它的美。在看到它的那一刻，人们觉得所有路途的劳累都值得了。但是，埃菲尔并不快乐。它也想像游客一样去瞻仰世界七大名胜，学习并感受新的事物。它渐渐地无法忍受自己待在同一个地方，夜以继日地接受人潮的赞叹。于是，它决定启程去旅行。

有一个晚上，当大家都熟睡时，它偷偷拿出打包好的行李，离家出走。它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泰姬陵。它迫不及待地挤在游客中感受瞻仰名胜的兴奋与喜悦。正当埃菲尔享受它的新生活的时候，全巴黎的人和世界各地来访的游客却因为小埃菲尔的失踪而伤心不已。报纸上登着“埃菲尔失踪了”的头条新闻。人们问着：“它会在哪里啊？”

埃菲尔在印度的报摊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震撼。它为自己的行为造成大家的难过感到伤心，于是它决定缩短行程回巴黎。当它抵达巴黎的那一刻，欢呼声不绝于耳。埃菲尔这时明白了一件事：我不需要环游世界来找寻快乐，看到老老少少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带来的笑脸就是快乐。

（抽到的物品：巴黎铁塔钥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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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库特尼·帕斯特维奇（Courtney Pestovich），职前级任老师，彩色铅笔，2014。经过允许刊登

弗利沙住在机场里。每天她看着飞机一架架地起飞，从她身边呼啸而过，在天空飞翔。弗利沙多想和飞机一样在天空中飞啊！她梦想着飞到世界各地去游览，去做许多没有做过的事，看许多新的事物。她看着天空，梦想着自由与翱翔。

有一天，当弗利沙又看着起飞的飞机发呆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把她从地上吹起来。等到她回过神以后，她不可置信地发现自己竟然在天空中翱翔。她快乐地在天空中翻滚、加速。她飞啊飞，一路飞越了许多国度，看到许多美丽的事物。

弗利沙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因为，她愿意追求梦想。

（抽到的物品：地铁地图指南扇子）





分享结束之后，职前级任老师们便着手进行记录身为学习者心灵活动的第四个部分：感想。这个部分的焦点在于回顾整个作业学习的心境，记录的心灵活动与相关的疑问如下表（表7-7）：

表7-7◎　学生针对意识轮盘感想部分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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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他们把整个轮盘贴满便利贴之后，他们得为整个轮盘上的心灵活动的思绪做最后的调整（见图7-8）。定稿之后，他们便两人一组，为各自的轮盘进行讨论和分享，然后以签字笔把便利贴上的字抄写到每个氛围的框框里（见图7-9）。

[image: alt]


图7-8◎　轮盘贴满便利贴以利于更动调整。资料来源：职前级任老师克里斯丁与凯蒂（Christian G. & Katie B.），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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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决定便利贴的排序之后，学生用签字笔逐一写在轮盘上。资料来源：职前级任老师黛安娜与凯拉（Diana F. & Kayla），2014

这个关于记录作业创作过程的课程设计的意识轮盘便完成了。

通过这个活动，这些职前级任老师们理解到在实践统整艺术课程的同时，自己的心灵状态是经常改变的。他们很惊讶地表示，即使老师说明清楚，他们在听到作业要求的刹那，还是有满满的紧张与不安，更因为缺乏专业的美术训练，对自己能不能完成作业，除了烦恼以外，还担心同学和老师的批判眼光。因此，大家在第一部分的心灵反应充满疑惑、不安、害怕的情绪，这并不令人意外。在分享时，发现原来很多人也有这种焦虑的事实，则让他们放心不少。

他们也反映，在自己拿到了神秘物品、老师举例之后，本来以为心情会不紧张了，没想到更不安。看到例子的好处是可以知道老师的标准，坏处是这样一来对老师“预设”的期许有了依据，反而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压力，特别是大家看起来好像都胸有成竹、都知道怎么做的样子；同时不免“嫉妒”有些人拿到“比较好”发挥的物品，整个压力变得很大。而且，总觉得自己得要把寻常的物品拟人化，编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情节才能与同学抗衡。这就是为什么第二部分仍然充斥着不安忧虑的反应。

开始动手做了以后，压力还是存在，基本上是怕自己无法成功地把创意转换成文字与图画。有学生反映，这时候也因为有个清晰的脉络，似乎有些乐在其中的感觉。因为有挑战性，虽然还是有些疑虑、有些不自信，却也觉得如果完成了，自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学生们十分惊讶地发现，有许多人在第四部分里仍然有担心的反应。但仔细想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即使自己辛苦完成了，还是不知道老师会如何打分。

他们也体认到，因为这个意识轮盘，他们可以记录自己的心灵活动，知道在学习的过程里常常是紧张不安、缺乏自信、嫉妒又爱竞争的。这些压力爆表的负面情绪是一直存在的。他们承认自己在遇到瓶颈时，顶多只是鼓起勇气询问和课业活动相关的问题，像是技术问题、厘清内容等；减压的方式顶多也只是向同学抱怨课业的沉重。但是，因为自尊心强、爱面子又怕人笑，通常心里的真正忧虑、无奈、害怕等负面的情绪是难以启齿，无法向老师或同学表达。

在撰写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的过程中，他们突然明白：孩子们或许也是如此，把不安、恐惧、嫉妒、比较、担忧深藏在心里。他们深深体会到课堂上存在着情绪暗流的事实，也知道这些藏在心里的忧虑就是造成心理压力或是感到疲累的根源。他们自己在这个统整艺术活动里，经历了像是乘坐过山车一样七上八下的心灵活动。设身处地想想，他们明白了为什么学生心理的接受度会影响学习的动力，可以想到学生们在接受、进行、完成老师所分配的作业时，也是每天经历着相同的心灵挣扎。因此，除了致力于强化教学内容以外，老师们得思考如何在课程计划的过程中预想，甚至在教学里提供“内显”情绪出口的机会。

经由这个“角色”互换的练习，职前老师们理解了正视学习情绪的重要性。从记录“艺术课程活动心灵活动的意识轮盘”当中，他们也明白“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的目的与功用包括：

（1）意识轮盘反映心灵活动。

（2）意识轮盘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动机。

（3）意识轮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负面的情绪。

（4）意识轮盘可以提点寻找不足的资讯的方向。

（5）意识轮盘可以找到压力的根源。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让我们明白，一个设计再怎么完善的课程，纵使以学习者为中心来因材施教，学生学习时的心灵活动的负面情绪往往会造成学习的负担。老师们有必要在授课前思考这些可能会有的情绪暗流，适时提供更多的心灵支持、公开分享或私下辅导，“外显”与“内显”并重的教学，或许才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最佳目标。



第六节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的使用二：课程设计里加入心灵活动的元素

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应用意识轮盘的概念，加入一个“内显”的元素来“预测”学生面对课程活动时可能会有的心情反应。老师们可以依据这些预测，列出学生可能会有的疑问，然后针对这些预期的反应为教学内容做进一步的调整，而达到融合“外显”教学与“内显”教学的方法。

这一节，我将和大家分享我的职前级任老师在设计完他们的统整艺术课程之后，进一步运用课堂上的意识轮盘来“审视”“预设”学生对将要学习的艺术课程所产生的心灵活动反应，进而“调整”教学内容的例子。

范例：母亲节的统整艺术课程

每年母亲节的时候，老师大多会在课堂里加入和母亲节相关的创作活动，常见的就是制作母亲节卡片。我的职前老师想要设计一个除了制作卡片以外的课程，并且用意识轮盘来检视课程里可能遇到的心灵活动的助力或阻力。

这个课程统整语文、阅读与艺术，诠释母爱，从当代儿童文学阅读中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访谈家人，或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提到“美好”“温暖”的回忆。在理解关于母爱的特质之后制作小卡片，学生们在小卡片上写下感想、短诗或引言。然后学生们用回收的面纸盒来制作回忆盒。

回忆盒的制作要求有三：（1）必须有象征性的设计来联系个人的情感经验；（2）设计必须反映艺术的形式；（3）必须具备收纳的功能。

表7-8是根据母亲节意识轮盘与讨论所做的一览表。它同样也包括课堂讨论之后的调整教学方法。

表7-8◎　母亲节意识轮盘与讨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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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拟课程计划里，首先，一连串的作业和要求，对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似乎复杂又繁重。果然，职前老师们在设计完成之后，以意识轮盘评估学生可能有的反应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太繁重”。因此，整个课程必须简化内容、厘清制作的步骤。再者，顾及现代家庭的多元结构，在大家的讨论之下，这个课程也得调整教学的角度，不能全然以赞扬母爱为重点，而是凸显亲情的可贵。这个轮盘也适时点出教育差别化的重要性，对于学习程度不一的学生有适时的调整，以鼓励并刺激学生的学习。



第七节　结论

课程计划的本意在于辅助老师预先针对学习的内容来做有系统的整合与规划。老师们必须思考课程计划的目的何在，为谁而规划。如果少了学生的声音，那么，整个计划即使可以根据老师的意思来达到学习的目的，却失去和学生充分交流的机会。

使用预测学生心灵活动的意识轮盘的目的，就是希望凸显学生在学习时可能遭遇到的情绪与挫折感。这些负面情绪往往会干扰学生的学习与理解能力。如果不适时加以引导或修正，学生很容易畏惧学习，感到迷惘。最后，我想提醒：虽然本章所举例的意识轮盘的心灵活动绝大部分为负面的情绪，但实际上，这个轮盘中绝对也可以记录学生在学习里产生的正面情绪。本章末附件为空白的课堂上的意识轮盘，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问题与讨论

1．为什么学生的心灵活动在教学上一直被忽略？

2．在第六章的问题与讨论中，你应用“桥梁型”的统整课程的概念设计了一个“环保回收”的课程。现在，请进一步运用课堂上的意识轮盘（见章末附件）来“预测”学生可能有的心灵活动，并且列出改善的方式。

3．在设计课程与教学上，除了运用课堂上的意识轮盘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纳入学生的声音？

4．你觉得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里，老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5．“以学生为中心”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式的不同点是什么？

6．我们如何促进一个“共同”的学习环境，并且在这个环境里达到教、学平衡？



课堂上的意识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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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课堂上的意识轮盘。根据席格与布莱森“全脑的孩子”（whole brain child）的融合上脑、下脑的理论改编为课程规划之用。

注释


〔1〕
 　教育学者大卫·苏萨（David Sousa）与汤姆·皮瑞科奇（Tom Palecki）提醒，这个被大众所接受的左右脑主宰特定的能力的分工理论并没有绝对的科学根据。然而，这个理论无疑地提醒了教育学者全脑并用的重要性。


〔2〕
 　SIFT是英文的情绪（sensation），图像（image），感觉（feeling）和感想（thought）的缩写。这个探讨心灵反应的活动过程，已经为许多心理咨询人士采用，借以引导病人或学生正视大脑与情绪反应的关系。


第八章　价值观与课程设计

8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偏好”的集成。它代表的是一个多数人所认同的“偏好”、对社会价值的投射，这个“偏好”深深地影响教育课纲与教学核心内容的拟定。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偏好”的集成。它代表的是一个多数人所认同的“偏好”、对社会价值的投射，这个“偏好”深深地影响教育课纲与教学核心内容的拟定。当老师们从广阔的知识领域之中挑选、整合、编列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一般国民基础必备知识”到“我们一定要教的内容”，等等，这一连串的决定都可以说是“价值”的投射。身为教师的我们不能忽视隐藏在教育架构里的价值观，以及它对教学设计的内容、方向与实际执行所产生的影响。

本章要探讨的就是与课程规划、教学有关的价值体系。我把价值观分成两大部分来讨论：第一，“价值观”的定义，即从社会、经济、心理学、教育等方面为价值下定义，解构并建构出课程纲要的价值；第二，个人价值观的架构，讨论教师个人的价值观如何引导、影响课程的方向。



第一节　价值观的定义

一、交换价值与功用价值的区分

价值是群体的体现，即使是个人的好恶，也绝对脱离不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对于“价值”的定义和讨论，各个学科领域有不同的论述。以经济学的方式来说，早在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提到：“价值有两个含义，……代表着特定事物的效用；……是运用物件所转换的购买力。前者是‘使用价值’，后者是‘交换价值’。”

亚当·斯密接着警告：“许多非常有用的东西，往往一文不值；而许多价值不菲的东西，本身却常常没有多少用途。”他把水和钻石对人类的价值做一个比较：水是延续生命不可或缺的东西，它的功用价值不容置疑；然而，和钻石相比，钻石的交换价值却远远凌驾于水之上。

接着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1）我们如何衡量交换价值？这个价值的存在是否要考虑物品实际的价值？

（2）物品真正价值形成的各个成分是什么？

（3）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升或降低物品的部分价值？什么原因会影响它的市场价值？这和物品本身的价值有何关联？

你或许会问：亚当·斯密的价值经济论和教育有什么关联？

我们先套用亚当·斯密的比喻来重新定义教育的价值。教育的价值在某些程度就和水一样，我们知道它的重要，然而它的“功用价值”和它的“交换价值”并没有一定的规则。基本上，我们相信教育的功用价值，比如造就人才、增加知识、对社会有贡献等。我们也明白教育可以或可能带来的交换价值，例如稳定的工作收入、高品质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崇高的社会地位等。

这些交换价值就是建立在“知识即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上。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交换价值是一个被“大众”或“社会”所认同的价值之缩影。

既然教育的价值观包括交换价值，我进一步把教育的价值套用在亚当·斯密所提出的问题中来思考：

1．我们如何衡量教育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存在是否要考虑实际授课的内容？

教育的价值往往是正面的、被认可的价值。然而，这个价值的成立必须仰赖实际授课的内容。毕竟，实际授课的内容深刻影响着我们如何评估教育赋予的交换价值。譬如说，“语言能力”与“工作机会”这两者的关系维系于大众对教育可能带来的预设价值。讲白了，就是大众认为“提高语言能力＝增加工作机会”。类似这样的想法，就是对教育的投资与报酬的观点。

我们衡量教育价值其实是以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整体对教育本身所隐含的交换价值，或是它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为衡量基准。

举例来说，现在的英语学习自小学开始，老师从启蒙的听、说、读、写，到口语沟通会话，来达到英语教学大纲中的目标。教学目标所预设的交换价值就是从小学习英语凸显了英语能力为“21世纪世界公民的必要素质”来“提高国际的竞争力”，也就是“英语能力＝竞争力”。

2．教育的价值形成的各个成分是什么？

影响教育价值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它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在社会环境、世界风潮下对教育本身的意义与内容的界定。考虑到个人对价值的体认以及不同的观点，课纲会进一步列出“核心素养”，以彰显课纲将会带来的附加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期许。这些核心素养左右了教学的内容和授课方向。

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十二年教育草纲以“1-3-9”的架构组织来规划教育的蓝图。这个蓝图以培养“终身学习者”为教育最高目标，把“自主行动”“沟通互动”“社会参与”三个方面视为主要的核心素养。之后，每个方面再细分架构成为九大学习项目：

“自主行动”：（1）身心素质与自我精进；（2）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3）规划执行与创新应变。

“沟通互动”：（1）符号运用与沟通表达；（2）科技信息与媒体素养；（3）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

“社会参与”：（1）道德实践与公民意识；（2）人际关系与团队合作；（3）多元文化与国际理解（见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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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中国台湾地区的十二年教育草纲预设的核心素养

其中，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被视为达到“沟通互动”的项目之一。为了推广新的艺术教育纲领，台湾教育单位自2013年9月1日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整合型视觉形式美感教育实验计划”，教学的对象涵盖小学、中学、高中，强调“美感素养是文明国家国民的基本素养之一；美感素养是国家的竞争力，是创造力的泉源；美感素养是精神生活的指标，是艺术与品味生活的基础”。这些理念所代表的正是教育界以及艺术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认为的艺术应该具备的“交换价值”。要达到这个交换价值，“成为美的鉴赏家”便是“核心素养”的焦点，而追求“专业水平的培育”“艺术以美的呈现”等，这些教学目标的成立就是对这个交换价值的直接反映。

3．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升或降低实际授课的内容的部分价值？什么原因会影响它的整体价值？这和授课内容本身的价值有何关联？

提升授课的内容，一直以来就是教育单位所致力之处。一旦明白指出学习领域的“核心素养”，便可以进一步规划培养这些“核心素养”的阶段性目标。

拟定阶段性目标可以厘清并产生分段能力指标，分段能力指标的产生具有制衡并引导授课内容的目的。因此，授课内容本身的价值是由反映社会既定的价值（或预期期许的价值）而订立的学习指标来决定。

分段能力可以是社会大众对教育价值的具体实践的投射。由此可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的价值，我们可以发现授课的内容代表价值的投射，它的效应超出表象的实质意义。教育的目的、教育指标的产生、教学的执行、学习评鉴的设置等，就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

二、价值具备开放性的潜力

价值的形成与满足我们的需求息息相关。我们所熟知的马斯洛（Abraham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清楚点出了我们的需求有精益求精的趋势。他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生理的匮乏、自我期许的成长，到超越物质的渴求，进阶性地涵盖身体与心理的需求层面：生理（physiological）、安全（safety）、社交（接受、爱与被爱）（belongingness & love）、自信与自尊（esteem）、自我实践（self-actualization）以及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其中，价值观不断地检视与改进成为推动与维系自我实践与自我超越需求的动机。

我们接着从行为发展的角度来诠释“价值”。心理学家克莱尔·格瑞福（Clare Graves）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进一步解析，当人类遇到困难时，我们所做的决定往往是外在环境与个人大脑内部运作交流之后的结果。他认为人类的认知行为是“心理－生理－社会”合一的综合体。比如，我们可以把“做决定”当作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然而，这个行为的自由度取决并受控于机构管理者的理念、态度和期许。格瑞福接着发展螺旋动力学（spiral dynamic）的理论，希望以系统性、次序性的方式来探讨我们对生活的需求以及价值体系的形成。格瑞福把人类价值需求归类为八个阶段：生存（survival sense）、精神（kin spirits）、权势（power gods）、真理（truth force）、求精（strive drive）、人本（human bond）、社群（fex fow）、全人（global view）。每一个需求具有它隐含的价值。这些价值建立在对心理和生理需求的满足程度上。因为对生活力求完美，我们的价值要求也相对提高。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对生活价值的要求与对生活舒适度的要求是成正比的关系。

根据格瑞福的螺旋动力价值论点，丹·贝克（Den Beck）又把格瑞福的理论进一步用颜色标示每一个价值阶段，从下到上，从最基本的需求到高等的需求做个区分（见表8-1）。

表8-1◎　克莱尔·格瑞福的螺旋动力八大阶段价值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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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丹·贝克的生活价值图（图8-2）来看这八个阶段性需求，从基本的生存到心灵提升的价值观所显示的生活价值为：这是一个从对基本生存的简单需求（衣、食、住、行）到精神的渴望（感情）、权力欲（控制）、成功（精益求精）等全然以自我需求为出发点的价值体系。然后，从个人（我）延伸到群体（他），渐渐强调社群和谐、整体利益以及全人化、全球化的宏观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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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生活价值。根据克莱尔·格瑞福的动力螺旋价值与丹·贝克的价值颜色标识法制图而成

事实上，我们做的任何“决定”都被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政策环境所左右，而所谓的“价值”便是与这些社会、文化、政策环境交流、妥协之后的产物。再者，因为环境不断改变，我们的需求也不断改变。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寻求新的价值建构系统。然而在价值系统更新的过程中，我们并不会全然摒弃旧的系统，而是在旧的系统中注入新的架构，期许新旧系统整合归结出对当下最有帮助的价值体系。

重点是，每一个阶段所形成的价值系统都是“暂时的”，是对“当下”需求所投射的整合。每一个晋升的阶段如螺旋一样进阶发展，代表着人类对所处的环境所体认出的反思、觉醒与期许。由这个观点来诠释，对于所有为适应生存而建构的价值体系（无论是针对个人、组织，还是整体社会），而满足我们生活需求而订立的规则、教育制度、法规或伦理道德规范，等等，价值体系除了具有阶段性、暂时性之外，它们也具备因应时代的包容性与复杂性。

价值观也具备普遍性的特质。在研究价值的普遍性时，谢洛姆·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指出，我们常常把价值解释为对我们重要的东西。他举出十种基本人生价值：（1）自主（selfdirection）；（2）刺激（stimulation）；（3）享乐（hedonism）；（4）成就（achievement）；（5）权力（power）；（6）安全（security）；（7）规范（conformity）；（8）传统（tradition）；（9）仁义（benevolence）；（10）大爱（universalism）。每种人生价值有它各自独特的意义。

十种基本人生价值与它们各自的代表意义如（表8-2）所示：

表8-2◎　谢洛姆·施瓦茨的十种人生基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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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种基本的人生价值观彼此影响、抗衡，甚至有时会互相冲突、妥协。此外，这个一体化的结构里具有两组正面交锋的维度：

（1）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与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相抗衡；

（2）变革（openness to change）与保守（conservation）相抵触（见表8-3）。

表8-3◎　谢洛姆·施瓦茨的人生价值里相交锋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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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洛姆·施瓦茨与他的研究团队在67个国家做了调查，针对这些价值做进一步解析。他们特别提醒，一种特定的价值对某个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其他人却没那么重要。加上个人动机、喜好、背景、文化的不同，个人价值观的变动性也相对提高。因此，价值体系内的两组维度抗衡的情形也会更加明显。

他的团队接着综合对全球问卷调查的结果，把价值观用全球文化图表（inglehart–welzel cultural map）来表示世界上的跨文化差异。图中显示文化差异的价值可以分成两组相互对峙的价值体系：（1）传统世俗价值观（traditional values）与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2）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与自我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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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研究的世界价值问卷（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数据来分析，他们发现目前世界跨文化的价值差异有了明显的改变：从传统的价值观念（重视家庭、宗教、亲子关系、尊重权威、排他性）逐渐偏向理性的价值观念（包容性、平等、对争议性大的社会议题的接受度）；从生存价值（重视经济、人身安全、中心主义）转为以自我表达为主的价值观（世界大同观、族群和谐、信任宽容）。

由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针对价值体系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明确知道价值体系本身并不固定，它具有开放性、变革性的潜力。因此，我们绝对无法完全预知、寻求符合人类需求的终极理想的生活模式。



第二节　教育的价值观

教育课纲直接落实在课程的安排与各个学科的课时分配上。事实上，课程节数的安排也隐约表示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追求的教育价值。举例来说，中国台湾地区十二年课纲草案当中英语课程的安排，从小学三、四年级为一周一节，五、六年级改为一周两节，到初中（七、八、九年级）时又加了一节，成为一周三节。从节数的分配比重来说，这个随着年龄增加的学习节数，或许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重视英文教育的决心。它包含的意义可能有：（1）英文的重要性凌驾于其他的外国语之上；（2）英语为沟通与增进国际观的渠道；（3）提升英语能力有助于提升个人水准与经贸的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课纲节数的规划里，艺术课程的安排包括视觉艺术、表演艺术以及音乐课程，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每周安排3个小时的艺术课程。虽然它不一定表示三个艺术领域平均分配节数（一个艺术领域有一节课的授课时间），然而，它明白地表示教育单位“坚持”公立学校学生一律有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这在智能教育挂帅的现实教育现场中，强调艺术熏陶仍维持一定的节数，是难能可贵的现象。它肯定了“艺术教育”带来的价值包括：（1）艺术素养是必备的能力；（2）艺术健全心智均衡发展；（3）尊重艺术专业。

而美国对艺术教育的投资非常有限，并没有明白制定各科应有的节数，由各个学区根据需要自由安排。因此，当学校经费缺乏时，艺术领域的课程往往面临被删减的命运。我住在华盛顿州，临近的学区早已删除小学的艺术课程。部分幸运的学区，从小学一到五年级有艺术课程，但在初中与高中，艺术课程一律是选修课程。也就是说，大多数的美国学生接触艺术的机会在完全空白到五年之间摆荡。很明显的是，美国教育并不重视艺术的教育价值。

因此，老师们在设计统整艺术课程之前必须先弄清自己对统整艺术的核心价值的立场为何，才能有效帮助学生全面均衡地综合学习。

价值观的概念也可以说明培训课程的结构。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杰夫·布伦姆斯（Jef Broome）博士针对混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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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科任老师（艺术、音乐、体育、戏剧、舞蹈、乐团教练）在职进修的需要进行研究。根据布伦姆斯博士的问卷调查，至少有来自42个州、共1021位科任老师教授混龄课程（也就是说，至少有1021个学校进行混龄教学）。虽然老师们呼吁教育单位提供“混龄教学”的进修课程来改变他们非教育主流的边缘地位，然而因为混龄、混科，在职进修的课程事实上无法讨好所有学员，所以出席率每况愈下。他在研究中发现，即使这些老师面对类似的阻碍，他们各自对在职课程应该具备的项目抱持不同的看法与价值观。譬如，艺术、戏剧、舞蹈的科任老师偏好主题教学的议题，体育老师以及乐团教练则注重与课堂管理以及整合团队的议题。厘清类似这样的价值，可以协助相关单位规划完善教师学程。



第三节　老师的价值观

课纲里所投射的社会价值代表一个国家对公民教育的期许。老师们如果能明白课纲里所隐含的议题与价值体系，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盲点，才能保障学习内容符合课纲的要求。授课老师们的角色在整个价值体系里十分重要，主要是因为老师必须在众多纲领之间挑选、设计、教学、评鉴他们所相信并愿意推广的“价值”。他们是主观的决定者，把课纲里所要表达的抽象意念转换成实质的教学。

然而，教师个人的价值观如何引导并影响课程的方向？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影响学生找寻个人价值观的架构？

老师对教育的价值观的确会影响他教学的动机，而且，这个价值观会直接反映在授课内容上，并成为学习评量成效的标准，被用来审视并确保符合这个价值观的教学。举例来说，如果一个老师重视以记忆力为主的学习，那么，他自然而然地会以学生运用记忆力为依据来教学、出考题、评估学生的学习。如果老师相信建构、启发的教学，那么，老师也会提供含有自主学习的元素，像是观察、收集、整合资源，来作为打分的标准。

老师的喜好确实影响着教学的走向与品质。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伯纳德·达雷斯（Bernard Darras）教授以世界价值问卷（WVS）和谢洛姆·施瓦茨的人生追求的十大价值两套理论来探讨他自己对美术作品选择、评断之价值观的定位。他认为虽然价值体系是与他人共享的，但艺术教学者必须正视自己的价值观、明白自己的好恶，以更客观的角度来教学。他也发现个人对艺术的价值观受到迈向全球化为趋势的现代社会的影响而改变，诚如谢洛姆·施瓦茨的世界价值问卷一样，是从传统保守的自我本位主义渐渐趋向于变革的理性思维。我们所关心的议题，像是艺术在文化里的地位、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美术技法和创造力的角色、理论和实践、科技媒体技术，等等，都随着时代改变而影响着我们对价值的定位与想法。

这个多变性的价值观在统整艺术教育上更是明显，主要是老师们对统整教育之中艺术的定位、各个学科自己的定位、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度，还有老师自己对统整教育存在价值的观点不一。这个价值的差异性都会影响他们日后运用艺术统整教学的方向、教学内容和态度。



第四节　价值观的统整课程

厘清价值体系可以辅助课程计划的方向与执行，而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引导学生理解的议题。教师在美国低年级的生活教育中就以基本需求为主题，带领孩子分辨需要与欲望的差别，其中通常以统整社会、经济及数学为主，引导学生思考物质需求与生活价值观建立的关系。虽然相关的书籍很少，还好有许多教育网站的内容相当发人深省，值得老师在设计课程时运用。譬如，美国公共电视儿童网站有个宣导游戏网站叫作“我为钱狂”（Ma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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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孩子在追求物质欲望之前先养成储蓄的习惯。在游戏中，每七天有15美元的零用钱。孩子先选择想要购买的“终极购买”目标（比如高级运动鞋、游戏机、电影、音乐会入场券），他也会面对一些生活必要的花费，甚至是必要的社交性花费（譬如购买表弟的生日礼物）。游戏挑战孩子可不可以在30天内存够钱达到愿望。

对中学学生介绍职业规划与金钱运用的价值观的建立更是重要。大部分的美国中学生会找兼职打工，这是传统美国家庭教育孩子独立的方式。然而，在同学与媒体的影响之下，他们往往在追求物质中而迷失，对金钱概念不清。教授“需要”与“欲望”“生活基本花费”“预算”“收支平衡”等概念，都是在中学教育里训练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步入社会做准备。

针对这个议题，在统整数学、经济与社会学的教学课程规划培训时，我和我的学生们体验了“438美元过一周的线上游戏挑战”
〔4〕

 。从这个游戏里，我们讨论到基本工资、生活条件、生活品质、人生价值等议题，我们也讨论美国畸形发展的房市以及对社会阶级的冲击。我们一致认为，无条件地发放零用钱给孩子反而会助长不劳而获的迷思。除此之外，职业规划与选择、善用金钱的议题应该提早让孩子体验，助他们养成对人生负责的积极态度。

以下是以桥梁型统整课程架构规划来教授金钱观念价值的课程的例子（表8-4）：

表8-4◎　我为钱狂（Mad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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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结论

在面对跨科统整教育时，老师对艺术教学的价值与定义也会影响融合的密合度与相关性。价值体系其实左右教育的脉搏。可惜，身为教师的我们常常执着于“教学进度”与“学习成效”而不去细想课纲、教科书、教学理论代表的“价值”。能够洞悉价值体系的意义的话，不仅能够帮助教学者深刻理解“为何而教”，更能够明确地引领未来。



问题与讨论

1．请提出你对“价值体系”的看法。你觉得它对教育有何意义？

2．请针对“艺术教学的价值”来回答以下问题：

（1）艺术和其他学科一样重要（是／否）。

（2）各个学科可以通过艺术做整合（是／否）。

（3）统整学科需要以艺术为中心（是／否）。

（4）艺术的知识需要经过指导而获得（是／否）。

（5）艺术对学生的学习与能力养成很重要（是／否）。

（6）艺术是必备的知识（是／否）。请说明你选择的原因。

3．根据你对艺术教学价值的理解，你会用什么方式来统整艺术教学？

4．请应用“桥梁型”的统整课程的概念设计一个适合八年级学生的“金钱价值”课程。

5．教育的预设价值以及交换价值是什么？我们如何从课程中凸显并落实这些价值？

注释


〔1〕
 　世界价值研究组织协会以研究世界价值体系为主。请参见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2〕
 　混龄课室的教学对象不以传统的年龄来分学习的年级，有时是因空间与资源不足的考量而设立，但大部分是以相当的心智发展为依据。


〔3〕
 　参见http://pbskids.org/itsmylife/games/mad_money_fash.html


〔4〕
 　参见http://www.marketplace.org/topics/wealthpoverty/could-you-live-438-week。


第九章　课纲与价值体系

9

在选择学习指标和分段能力纲领的时候，教师必须体认出学习指标所代表的意义和投射的社会价值和期许，才能真正落实纲领的用意。



国家储备未来人才的方向与教育政策，可以从教育课纲的架构与内容中一窥端倪。教育课纲不断地更新，以配合时代的需求。本章延续第八章对价值体系的讨论，首先以美国新的艺术课纲与中国台湾即将上路的十二年艺术课纲为例，从价值观的角度切入探讨课纲的意义。课纲是架构教育体系的主要支柱，课纲的拟定除了反映教育的方向之外，也隐含社会默认的价值。然而，课纲建立之后，老师们如何理解并且有效应用？因此，本章第二部分，我将分享我在2012—2014年间进行的一项观察研究，探讨美国华盛顿州富城市
〔1〕

 （City of Richland）的一群艺术教师如何突破课纲实践的缺失，从国家拟定的课纲中分析、整合，运用活力指标的理念来找出最适合当地学生深入学习的方法。我将以富城市艺术老师落实经验当中遇到的瓶颈为鉴，为中国台湾以及大陆目前进行的课改提供建议。



第一节　教育指标里的价值体系

在第三章里，我提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经验和分段能力纲领的关系为制衡的关系（见图3-1）。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经验三者形成一个整体，它们是审核学习纲领的准则，两相制衡的目的在于达到教学指标与学习成效的平衡。教学纲领与分段能力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检查的工具。它们把各学科按照各年级应该具备的知识与技巧公开列出来，让授课老师心里有一把尺，可以根据纲领的提点来准备授课内容。反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经验代表教育现场的实际情况，从第一手的经验与学习成效反映教育学习过程的现况，老师将其频繁地和学习纲领相互对照，能在对照的过程中明白纲领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如果对纲领的期望值过高，那么整体的分段能力表现自然低落。但这个制衡关系并不是谁赢谁输的比赛，它主要在凸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学习经验、分段能力纲领，自成一个体系中不断相互影响的特质。纲领与评量学习的指针就是社会价值的缩影，也是我们对整体公民智能技艺培训的期望值。我们对教育的期许，也同样带有进阶性演化、变异更迭、暂时性的色彩。

那么，什么是公民必备的知识？怎么样才能达到个人的极限？如何打造德智兼备、世界宏观的全人教育，提升整个国家社会的品质，进而引领世界？

这些问题都是每个国家领导人以及教育界专家所企望达到的目标。毕竟，谁不希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具备竞争性与国际观呢？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每一个指标的拟定，背后都以一个期望为目标。教育以追求个人的知识获取为基本点，慢慢地扩张到对生命共同体的体认。这个价值体系会随着社会步伐的变迁和生活诉求而有所改变。价值观一改，教育指标也会受到影响。个人、社会、世界价值体系和教育指针就像螺旋一样不停旋转、互动、不断地建立一个最能够代表当下的体系。

一、教育指标是整体的期望值

教育指标的拟定无疑是大众的期望值，但是这个期望值的诞生，仅依赖于社会大众信任的少数专家学者。这些被赋予重责大任的专家学者，把认为对公民最重要的能力养成转化为学习指标的过程，本来就是一种主观性的筛选。它是结集这些专家的价值观，以“为学习者的未来着想”为核心勾勒出对未来社会的蓝图。但我们更必须提醒自己，这种“少数代表多数”“为了你好”的思维，往往因为主观环境、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人为因素而左右教育纲领的方向，它的内容多少也会有些偏颇。因此，这个规划未来世界的蓝图、社会价值体系的过程不见得客观，专家们之间的共识也因为彼此学历背景不同而争议不断。

二、课程架构与价值的形成

每一个课纲的形成都代表着一个被承认的价值体系。莫里兹·强森二世（Mauritz Johnson Jr.）明确地列出教育的三大目标，分别为知识、技术（过程、技巧、能力）和价值（影响）（见图9-1）。其中，价值又分成为两部分，一者是规范，代表社会上和喜好有关的信念与操守；一者为偏好，代表着个性上的倾向（包括态度、兴趣、赞赏、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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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莫里兹·强森二世（Mauritz Johnson Jr.）教育的三大目标，根据莫里兹·强森二世教育理论制作

他提出的课程架构与价值的形成如下：

（1）课程计划具备结构性：它代表预期的学习成果。除了知识、技术、价值以外，智能的发展、心理层面、身体层面也必须达到均衡。

（2）选择性是制定课程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定课程内容是取材于既有的、已经存在的学科文化和非学科文化。“可以教的知识”代表“这些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取”；然而，这两者的关系并非绝对。

（3）训练和教育有所区别：训练时会针对一个预期的情况来决定并选择授课的内容，它有清楚的目的性与特定的内容。教育则是广泛地引领学习者为预知和不可知的情况做准备，其内容不局限于要掌握某一种技术或某一门学科知识。

（4）结构是课程计划的重要特征：课程计划有分级、分层、分类的次序性。在一个单元里，老师自然而然会有先教什么、再教什么的考虑。教学的顺序经常会跨越年龄、年级的限制。

（5）课程评估本身隐含验证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课程结构的效果：我们可以根据教学经验来评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的选择是否正确，检讨、协商、判断教学是不是有疏失。

（6）课程标准是对教学做评价，是对教学的有效审核：课程标准是评断“实际学习结果”和“预期教学结果”对比之后是否相符的方针。当两者无法达到平衡时，老师们必须从实证的经验中取长补短来改进。

由此可知，课程计划是否成功的要素，取决于是否达到“平衡”的状态。我认为这个平衡状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知识和技术的平衡，它必须兼顾理论与实用。光是传授而没有提供应用的学习机会，长久下来，孩子们的学习自然产生盲点。其次，是偏好和规范的平衡，也就是在教师设计课程内容的自由度（偏好）与教育纲领的契合度（规范）之间找出对学生学习有益的平衡点。教学者若不能认清教育纲领所投射的价值，或是课程设计架构里的价值失之偏颇或不及，都无法有效地引导学生学习、传达知识。



第二节　教育指标实践的盲点与困境

面对多元变化的学习环境，老师们每天都面临着许多挑战，尤其是如何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内容来储备21世纪的人才。为了确保教学的内容，教育相关单位积极希望老师们的教学最好能符合课纲的要求。当然，我们相信老师们都能在教学设计里反映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潜力，并且紧密地与地方政府教育单位拟定的教学指标吻合。但同时我们也不禁担心，这样的预设可能不切实际、天真而有风险。关于老师对指标与实践的密合程度有下列的怀疑：

（1）如果教学须吻合所有课纲的设定，那么老师如何确保维持深度教学的品质？

（2）在老师主导决定课程内容的前提之下，教学者如何保证所教授的内容是必需的，也被其他教授同一个课程的老师们所认可？

（3）就算真的在教学内容里涵盖所有的既定课纲，老师们又如何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因材施教的原则来减少教学成效的差异？

（4）如何缩短并且控制“班级与班级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区与学区之间”的学习落差的情形？

这些疑惑其实凸显了在教育现场普遍存在的情形。的确，课纲是一个认可的规范，但是要达到课纲里所有的要求，实际上是有点强人所难，甚至是痴人说梦。

以美国为例，在开放教学、因材施教的前提下，现行美国老师根据教育局所拟定的各级分段能力指标自行设计教学方案。虽然老师们可以主导教学，但教学内容若要涵盖所有学习领域与基本能力，便只能蜻蜓点水，无法做到深度学习。原因在于时间限制，加上每个老师对教学重点、课纲、能力指标的诠释与定义有所不同。因此，即使有课纲的存在，教育界仍然明显存在教学内容不一致的情形，导致各级衔接能力的差异性，学生学习成效参差不齐。随着学生学习兴趣减低、表现不佳，种种负面的情况接踵而至，老师们逐渐降低对学生的学习期望（见图9-2）。因为课纲的实践无法落实，反而成为教学的负担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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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恶性循环的学习

当然，课纲的重要性无可取代，但我想课纲若要成功，必须仰赖老师对课纲的诠释与应用的方法。课纲的价值体系是隐形的，如果不去探究，老师们只是盲目地在课程设计与课纲之间做联结，这样的做法只是敷衍应付，并无法真正做到落实课纲的本意和精神，往往也会造成误解，甚至造成扭曲课纲的遗憾。



第三节　美国新旧艺术教育课纲隐含的价值

大家都知道，学习指标就是以艺术的原理原则为核心，分段性的能力指标也以学生是否能理解、应用这些美术技能基础为主。仔细阅读1994年全美艺术教育的纲领，它着重于美术基本技能的养成。因此，老师在写课程计划时自然以精进学生美术基本技法为重点。比如，学习色彩时按照年龄，幼儿园以认识三原色为主；一年级注重对间色与冷暖色的认识；二年级用颜色表现明亮度和光影；四、五年级强调对互补色、对比色、混色的应用。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老师渐渐地指导学生明白色轮的架构、调色与配色的技巧。坚信艺术的原理原则是学习艺术必备的语汇。老师带领学生从艺术的原理原则来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并鼓励学生学习艺术家特有的艺术形式：莫奈的光影、凡·高的笔触、马蒂斯的用色。

这种学习指标明确地显示出教学的单一性、衔接性和力求深度。然而，细细品味之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教育纲领所代表的价值，就是以西方艺术技法为本，艺术为艺术的缩影（art for art's sake）。这当然也反映出当时（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艺术教育领域致力推广“以学科为本位的艺术教育”（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的政策，强调必备的基本美术技能；认为学生唯有精熟这些基本语言以及运用方式，才可以体验艺术之美。因此，对于艺术内涵、创作意念、文化意义的元素着墨不多，甚至对孩子即兴、非指导性的创作刻意忽略或打压。

这个课纲所依据的教育理念是杰罗·布鲁纳（Jerome Bruner）提出的螺旋教学法（spiral curriculum）。它强调先前知识，认为要达到长效知识，就必须温习已学得的知识。所谓温故而知新，老师不能一味地介绍新的知识，学生有必要回顾已获得的知识来与新知识做连接。于是艺术教育在“以学科本位为主”的概念为核心、螺旋教学法的架构为轴的模式里，造就了循序渐进地介绍特定的艺术本质（艺术原理原则）、由简而繁地使用艺术原理原则的语汇来指导孩子学习美术的创作、美术鉴赏和美术史。

我认为美国1994年的课纲存在几个盲点：

（1）本质（essentialist）与内涵（contextualist）的不均。

（2）老师主导（teacher lead）与学习者为中心（leaner centered）的偏颇。

1994的课纲的确无法迎合现代的美术教育思潮，这在统整教育的领域里特别明显。艺术的养成必须仰赖深度的用心的学习，需要思考本质（设计和艺术元素的原则）与内涵（内容、创意及连接）之间的平衡。唯有通过学生亲身体验、批判思考、深思过后的知识，才能有效做到深层思考、自我认知和深度联结的学习。也就是说，表象的艺术基本技法往往只是教给孩子形式，而不是思维。这样的教育是暂时性的。

相较之下，2014年的新艺术课纲有着明显的改变
〔2〕

 。原本的六大纲领转化为十五个主课纲。

根据美国艺术教育核心指标委员会的说明，新课纲设立的哲学基础和终身学习的目标是以奠定艺术素养为总体的共同价值观
〔3〕

 。这种艺术素养以艺术的功用为轴，延伸至五大区域：艺术为沟通、艺术为实现个人创作、艺术为历史文化做连接、艺术为身心健康、艺术为社区参与。

2014年新颁发的艺术指标并没有刻意用对艺术原理原则的纯熟度作为学习的标杆。它以四、八、十二年级的能力养成为标杆，整个课纲强调艺术创造的过程：从创作（creating）、呈现（performing）、反应（responding）、联结（connecting）四个方面来指导、启发学生（图9-3）。它首先以长效理解为起点，从艺术家的角色、艺术的功能、艺术的价值的角度来做学习的引言；然后提出艺术的本质问题，从审美批判、艺术欣赏、艺术技巧的角度切入，列出许多与艺术学习进程相关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好奇心；接着明确指出各级学习标杆，其中幼儿园、小学、初中明列各级指标，高中则自为一组。这些指标是针对学生艺术养成循序渐进的评鉴依据。

[image: alt]


图9-3◎　美国新艺术教育指标的进程架构

从指标里的词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新艺术教育指标强调艺术内涵、创作意念、文化意义的形成；主张艺术知识的养成源于创作的过程与整体的思维，而不是片段性的艺术能力；它并没有忽略艺术技能，但强调的是艺术原理原则的融合性，而不是单一性；鼓励创造力、原创性、联结性，而不是沿袭式的学习。它的终极目的是对艺术知识体认的长效性：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解决问题、深度批判、整合思考的技能，来面对全球化瞬息万变的社会脉动。

这个课纲原则上并没有摒弃布鲁纳的螺旋教学法，但它进一步以诺曼·韦伯（Norman Webb）的“知识的深度”（depth of knowledge，简称DOK）为教育理念的蓝本，来重新思考课纲的中心意旨。韦伯认为课纲的设计是根据智能发展而有加深加广的趋势，不同的教学活动可以激发不同程度的知识养成。他以深度来作为推展长效知识的进程并把知识养成的深度分成四个阶段：

（1）第一阶级的知识：复述与复制（recall reproduction），强调知识的获取需通过记忆力的养成，教学重点在于基本常识与既成事实的讲述，着重人、事、物、时、地的记述。课程活动包括时间表的制作、解释名词、依次排列、画重点、记公式。

（2）第二阶级的知识：短程的技术与概念（short-term skills concept），着重各类基本技术的养成与熟练程度。

（3）第三阶级的知识：策略性思维（strategic thinking），强调获取知识的过程，以批判性的观点融入自己的观感。

（4）第四阶级的知识：也是最深层的知识，是加深加广的延伸思维（extended thinking）。

表9-1是我对韦伯的四个不同学习阶段的解释所做的整理，并进一步将这个理论运用在一般学科以及艺术教学的例子。

表9-1◎　韦伯的“知识的深度”的解释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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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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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格也针对艺术领域举例说明各个阶段的学习活动对学生知识的获取的确有明显的影响。传统学徒制里模拟各派名家的手法，仅仅是记忆与技术的养成，却限制了个人思维与情感的表达。强调单一性的学习成效，远远比不上在创作过程中所养成的批判性、策略性的思维。唯有通过系统性、整合性的多元走向，才有机会引导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我想进一步以韦伯的理论来解析1994年美国拟定的艺术教育领域课纲、2014年定稿的美国新一代艺术教育核心指标以及中国台湾2014年草拟的艺术教育纲领。我从纲领里使用的词语以及学习标杆所投射的教育理念，用韦伯的DOK为审核标准来解释纲领预设的知识学习目标。

如图9-4所示，由内向外，第一圈为DOK的四阶段。第二圈为各个阶段养成的知识特质。第三圈为根据养成特质影射的教育价值。箭头代表的是教育的目标。

以美国艺术教育纲领为例，将1994年和2014年的政策及方针相比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价值观明显地从个人技艺的精进、演练，转变为以启发创作内涵为主。换句话说，它强调的艺术教育是透过思维整合跨学科的原创力。这个改变正好呼应了当今社会积极提倡原创力带动竞争力的现象。以此可以明白为何我在上一章强调，教育思维代表着当今社会所要追求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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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韦伯的“知识的深度”
〔4〕

 与美国新的艺术教育课纲。根据韦伯的“知识的深度”的理论来检视美国1994艺术教育国家课纲、美国2014新一代艺术教育课纲所隐含的价值与加强的教学目的



第四节　中国台湾艺术教育课纲隐含的价值

中国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纲要“艺术与人文学习领域”自2011年实施以来，针对三至九年级的艺术学习课程做“广泛而全面的艺术教育”
〔5〕

 。它把视觉艺术、音乐、表演艺术列为艺术学习的三大内容，以启发艺术潜能、人格健全发展、联结与整合其他学习领域、探索生活环境、建立学生基本艺文素养为重点。它的目标主轴有三：探索与表现、审美与理解、实践与应用。它以具备连续性与程序性的组织结构，从各式媒材探索出发来引导学生的想象力，透过对美术的认知，引导学生做具有美育意义的艺术行为。

从艺术教育课纲符合38条能力指标来看，它鼓励学生从基本的认识了解、察觉探索、选择运用到实践组织能力、批判思考来欣赏与创作；加强个人与群体的互动，由有意义的艺术实践行为来激发积极的自我期许与社会责任。

这个指标可能隐含的价值有：

（1）艺术陶冶是奠定全民教育的基础，是非本质（extrinsic rationale）的艺术教育，强调艺术潜能与创意思考。

（2）强调统整艺术，落实艺术陶冶与人文素养的养成。

（3）是具备艺术生活审美实践能力的艺术教育。

（4）是多元化、自发性、群体性的艺术省思与宏观。

由此，我们明确地知道艺术教育已经不再只着眼于技艺类的训练，而是迈向艺术美感培训、用艺术熏陶人文素养、加强审美批判实践的生活与美的密切结合与应用。

我们接着检视中国台湾地区自2013年进行的新规划的十二年艺术教育课纲。它以比例、色彩、质感、构成、结构、构造为核心，针对艺术的生活化与实用性来强化全民美感培训，从基层教育到师资培训的高等教育，美感培训以“观察描述”“美感试验”“案例欣赏”与“分析应用”为教学策略，已经进行一连串的种子培训。2014年，我参与了中国台湾教育研究院课纲研讨会，学者们针对艺术教育的本质与落实性的核心进行讨论，强调课纲的架构必须与现实接轨，凸显培育必备能力的目的。

虽然新的课纲仍然在试验阶段，但根据它的草纲与中心意旨，透过图9-3的“艺术的知识深度”（DOK in arts）的审视，可以明显看出它强烈地具备第二至第三阶的特质，注重于理解艺术家如何运用原理原则落实在实际生活、建筑设计上。我想，这是期许学生从“乱象丛生”的生活环境里找出美感的踪迹，安定浮乱的心境，强化对艺术与生活结合的赏析能力。因此，这个草纲所隐含的价值可能具备：（1）艺术与生活的结合；（2）形式与实用的结合；（3）感知与思辨能力。

虽然现阶段的培训内容，大部分集中在辨识与理解的知识（比如从生活环境、建筑设计中找到比例、色彩、质感、构成、结构、构造的例子）上，但我想，解释并介绍学生联结思辨生活上的艺术运用，这是推广的必要阶段。诚如陈琼花老师指出，新的艺术教育应以引导与启发为本，加强“学生的视知觉，美感思辨、想象与实践的能力”。因此，如果从美感培训出发，我相信积极加强学生独立的思辨能力，可以跳出形式的联结，真正做到综合实践。

2016年9月17日，我与国际美感教育专家洪詠善针对美感教育进行访谈，提到美感素养的推广以及培训从幼儿园开始，在幼儿园教保大纲就有美感领域的学习。这是很难得的，也凸显了相关教育单位的决心。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问：
 美感培训分成几个主要的区块呢？


答：
 “美感培训”这个计划主要分成三大部分：

（1）强化学习者的美感课程及体验。通过课程发展及教学设计，丰富学习者对生活中人、事、物的多元感官体验，从而对其觉察、诠释、赏析、表达与分享产生影响，具体有：①建构适龄适性且连贯衔接的美感教育课程体系；②促成美感教育融入相关领域的课程及教学中，落实各级学校的美感教育；③鼓励艺文馆、所开放亲子共学，馆、院、校共同合作，发展教学资源与活动方案；④鼓励举办多元艺术与美感教育活动体验或竞赛。

（2）营造具有美感的校园环境。校园环境是师生最常接触的场所，兼顾并融合校园及周遭社区的自然生态、风土景观、地域文化等条件，整体营造具有美感的校园环境，不仅可培养学生性情，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更可培养美感，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并彰显学校特色。具体包括：①研发美感融入于生活的食、衣、住、行、育、乐等层面之案例，并提供学校运用；②引导学校以美感思维规划各项设施与校园景观，并强化其导览与鉴赏；③奖励民间与企业推动艺文巡演或参与校园改造，促成美感均富；④引进民间、产业及学术研发的动能，建立伙伴关系，与学校携手推动美感教育。

（3）提升教育工作者美感知能。教育工作者是美感教育实施的关键，通过实地体验、案例研讨、共备互学、行动实作等方式，结合外界资源引入与分级分类课程，以开拓教育工作者美感视野及实作能力，使之持续专业精进。具体包括：①艺术领域教师美感增能课程与专业成长；②一般教师美感增能课程与各式研习；③教育行政人员美感体验课程与各式研习；④奖励美感教育实务方案的研发，并结合工作坊或研习，传播美感知能；⑤开门办教育，强化艺术家或文化工作者协同育人的机制。


问：
 推广至今，您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答：
 遇到的瓶颈是从政策单位到民间都要看到具体成效数据，以证明经费投入效益，然而因为还在推广阶段，这方面还有待我们收集资料来印证。此外，各界对于美感教育的意义与实践途径比较多元，但是也渐趋共识中。高等教育中开课的落差也是一个挑战。


问：
 您提到开课的落差，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答：
 师范院校课程架构属各个学校单位自主，“美感教育”则归属于议题，因此在课程规划上属于选修课程。除非是艺术系所的师范专业院校，我们无法强迫其他大学开设与“美感教育”相关的课程，只能鼓励。所以开课上仍有待突破，实际开课数量资料还在整理中，预计年底初步评估出来。


问：
 推广至今，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答：
 我可以感受到认同与重视校园美感环境、学生美感素养培养的课程与教学的教师越来越多，此外许多艺术青年及工作者投入活化学生学习，即使非艺术领域的教师也能够有机会学习体验与融入美感教学。但这些都是我主观上的反馈，仍待问卷证实。


问：
 老师们的接受度如何？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感觉？


答：
 艺术领域接受度高，但实践度仍受学科专业限制。这样的感觉，主要来自新课纲在纳入以美感素养为核心素养的过程，各领域老师的讨论过程，以及实际接触学校教师的感受。


问：
 美感素养与课纲之间有没有联结性？它们的关系在哪里？


答：
 新课纲以自主行动、沟通互动与社会参与三大方面的核心素养为主轴，来连贯各教育阶段与统整各领域学习。而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为沟通互动中的一项，具体展现在各领域各教育阶段的课程与教学中。


问：
 您之前与我提到美感素养是缓慢的培养过程，无法马上看到具体的成效，那么，您对它“未来的愿景”是什么呢？


答：
 未来愿景是让美感成为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思维与行为），以及爱美的处世态度。


问：
 最后，您会如何评价政府投资美感素养培训的行动？它是“改革”“沿革”还是“运动”？


答：
 美感素养我认为不是培训，而是“陶养”；它是回应台湾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运动，我赞成是“运动”，因为需要实践于生活并身体力行；也是“沿革”，美感素养让当前学校教育与学生学习有了得以培养觉察省思、同理关怀与创意实践的可能。





从对话得知，美感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上下各级的配合外，还必须从不同的大专院校来推广，才能取得全面性、跨科性的成效。把艺术与美感教育提出来作为沟通能力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值得期待与支持。



第五节　老师对课纲的取舍与应用实例：探讨美国富城市的经验

近年来，美国许多学区开始思考课纲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并希望打破教学、学习上的恶性循环。我在2012年到2014年间追踪观察一群华盛顿州富城市的艺术老师，从他们的经验来讨论艺术老师如何把剖析课纲的核心、把课纲转换成教学的利器，有效提升学生学习成效，并分析、理解、找出1994年美国艺术教育课程纲要的核心，探讨它隐含的价值，进一步介绍并比较2014年艺术课纲的理念、架构、价值体系。

我们刚刚提到，学科老师往往对教学的衔接与成效感到无奈。和其他学科老师相比，艺术老师所面对的难题不太相同，原因在于艺术老师通常面对全校所有的学生，比较没有各级分段能力衔接不上的困扰。然而就内容而言，仍然有不一致、是否合乎课纲的疑虑。当时教学指导主任萝伊·麦克罗（Lori McCord）女士指出，2011年华盛顿州富城市的美术教育正面临许多危机：（1）美术师资的更替呈现青黄不接；（2）艺术经费大幅缩减；（3）小学美术课程面临删除命运；（4）美术老师的专业背景不一。

其实，临近的城市已经取消小学美术课程，鼓励级任导师策划以主科为本来进行统整艺术教学。艺术的授课时数因此锐减，往往被级任老师牺牲，不受重视。也因此，艺术培训与美感素养在临近城市的成效不尽理想。富城市虽然也考虑删除一周一次的艺术课程，但一直无法舍弃全体人均能受教育的宗旨，仍然决意把艺术当作是教育的一环。这个决定多少带给富城市教育局一些压力。富城市必须在艺术教育上交出漂亮的成绩单，来向州政府证明艺术课程的存在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是利多于弊。

这个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无形中造成老师教学时心理上的阻碍，使得学生学习的成效减半。尤其是有大半的美术老师并非科班出身，每个人的美术专长和对艺术的了解也都不同。有的以美劳为主，着重剪贴、劳作等机械式、次序性的作品；有的讲求创作，强调原创力和想象力；有的以美术史为主轴，模仿名家风格。九个学校的艺术教学方向与内容都不同，一盘散沙的现象十分明显。

当时的教育部主任萝伊·麦克罗针对教育成效的差异现象，在许多教育年会上特别征询全美各地成功改善学习成效的例子。她告诉我：“久而久之，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我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活力指标（Power Standards）！活力指标似乎已成为教育界的救星。”

从2008年起，她所带领的教育团队实施活力指标来凝聚教学力、突破歧异点，陆续改善科学、阅读、数学等主科。完成这些基础领域的教改之后，她深深觉得艺术、音乐、体育领域也有必要找到适合本地学习特质的活力指标。她想通过活力指标的执行，达到三个目标：

（1）教学一致性，力求卓越表现。

（2）降低学习成效的差异性。

（3）推展知识的长效性。

什么是活力指标呢？活力指标由美国道格拉斯·瑞福（Douglas Reeves）提倡，而后由莱瑞·安斯沃斯（Larry Ainsworth）具体应用在教育领域中。简单来说，活力指标是从既有的教学指标（通常由各学区或教育局所拟定），把学生应该学习的内容做选择。活力指标强调优先排序并不等于简化删除，而是引导老师在有限的学期中积极规划、确保学生深度学习必备的重点知识。

一、活力指标的特质

活力指标具有以下的特质：

（1）教学内容具有一致性：活力指标设立的首要目的便是达到教学内容的一致性，它攸关学生学习能力持久度。老师在教学指标中，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做优先排序、由浅入深、具有一贯性、联结性的内容。要达到一致性，需要老师们以集体的力量来重新检视学习指标、学习内容、学习能力和学习成效的环节，审慎地拟定活力指标。

（2）学习能力具备持久性、应用性以及衔接性：活力指标的挑战在于重质不重量地将各级分段能力指标从“非学不可”“有时间就学”到“带过就好”做一个排序。安提沃斯（Ainsworth）建议，一个分段能力指标必须具有持久性、应用性以及衔接性才能成为活力指标。持久性的技能是终身受惠的；应用性的技能可以实践在其他的领域；衔接性能为更复杂的知识奠定基础。

（3）教学评量的简易性：活力指标的建立，不仅让教学内容有更清晰的脉络，它也能明确地辅助老师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因为针对某几个活力指标而量身定做的课程和相关活动，可以很清楚地评鉴学生是否达到预期的学习指标。更重要的是，以活力指标为评量能力的依据具有极大的弹性，而不是僵化且制式的评量测验。

活力指标是学习的快速标靶，以它为中心的教学可以积极反应学区／市镇（区域性）的学习标杆。这个区域性的学习标杆又源自于全国分段艺术能力指标的期望。如“活力指标概念图”（图9-5）所示，活力指标是一个浓缩的精细过程。它考虑学生的程度与素质、教学环境和教学经验，以找出适才适性的重点教学，强调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衔接应用。比起以国家认定升级为重的学习标杆的各科独立、分科分散教学模式，活力指针的目标比较明确，也比较容易达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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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活力指标概念图

二、富城市美术老师寻找活力指标的经验

在麦克罗主任的号召下，富城市的美术老师们从2011年9月份第一次聚会起，积极找出活力指标。由在白岭小学（White Bluf Elementary）任教的海蒂·克丝特蓝加（Heidi Castilleja）老师为首，根据1994年颁布的《国家教育纲领》（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当中的艺术分段能力指标教学纲领，集体讨论各级分段能力的重要性，并解决大家对某一个分段能力的疑问。这些面对面的讨论，甚至是偶发的争执，对新上任的美术老师与非美术科科班的老师们来说十分重要。

小组讨论出来的预期目标为：（1）理解艺术课纲、学习指标的概论；（2）以各级学习标杆为主，便于学习评鉴；（3）提供课程设计与课纲相对应。小组成员丹·拜尔（Dan Bell）老师解释，寻找活力指标的步骤是：先将全国艺术分段能力指标上所建议的课案提示和例子删除，然后把艺术分段能力指标重新安排以表格来呈现，从中比较重要性和彼此之间的差异性；此外，用色笔加注为各级学习能力做对照（贝尔，私人访谈，2012年5月29日）。

接着，他们根据实际的授课经验、教学条件、学习能力为这些艺术分段能力指标排序，找出“非学不可”的艺术分段能力指标。丹·拜尔承认无法涵盖所有指标的难处：“毕竟，我们这些专料老师，学生一星期只上一堂，一次也只有50分钟。少而精的重点教学的确比较实际些。”（贝尔，私人访谈，2012年5月29日）

“富城市艺术教育活力指标”于2012年8月正式完稿，原本90页的全国艺术指标已浓缩成为2页的精华版
〔6〕

 。这个针对艺术基础教学而订立的指标，明确地把从幼儿园到五年级应该涉猎的艺术纲领一一条例化（见图9-6、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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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富城市K-5艺术教育活力指标

资料来源：经富城市教育局同意为公共资源，可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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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　富城市K-5艺术教育活力指标

资料来源：经富城市教育局同意为公共资源，可以刊登

这个活力指标力求提升儿童对艺术元素和设计的原则的理解和应用，从幼儿园开始，螺旋性、循序渐进地介绍西方绘画的基本概念。譬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针对“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elements of art & principles of design）中的“线”，活力指标循序渐进地、阶段式地列出学生对“线”应有的认知和学习目标（见表9-2）。

表9-2◎　富城市K-5艺术教育活力指标中“线”的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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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富城市K-5艺术教育活力指标。

2012年9月“富城市艺术教育活力指标”正式实施，并于2013年4月举办“富城市艺术教育活力指标”落实后第一届学区艺术教学成果展。和往年杂乱无章、以手工艺为主的作品相较，2014年小学部分的作品在活力指标的带领之下，的确可以看出学生对基础艺术的领会有所精进。但同样的，它也呈现许多机械式、模仿、饼干模子式教学的成果。比如，一年级的版画作品里，鱼儿们所朝的方向和版画技法具有强烈的相似性。水彩风景画也是如此，强调的是前景、中景、背景的错落配置与构图、水彩上色的饱和度，而不是个人对树、景的观察与体悟。在剪贴画里，观者很难分出小朋友作品之间的不同点。

照理，以根据学习能力量身定做的活力指标作为教学纲领，应该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适性学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这可能和学生仿效老师示范教学的范例脱不了干系。因为学生认为只要和老师的一样，便是“做对了”，认为老师的范本就是画好、做好的“标准答案”。然而，我觉得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老师“尽其所能”地来达到艺术指标上的诉求。

仔细阅读“富城市艺术教育活力指标”，我们不难发现纲领的偏差。从幼儿园到五年级的“非学不可”的艺术分段能力指标完全强调“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的学习，着重于点、线、面、设计要素的运用，是以西方美术技法为主干的教学。我虽然可以理解奠定基本艺术技法的美意，但这个纯西方基础艺术原理为本的教学法，会容易落入强调步骤的迷思里。即使老师引介多元文化、鼓励运用艺术元素来表达情感，或是引用艺术家的作品，也变得只有要求形的雷同，并没有个人省思后的声音。

我想说的是，这个结果并不代表富城市的艺术老师对艺术教育只重视艺术元素、设计原则的培训而忽略创造力的养成。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艺术老师所遵循的活力指标是以1994年美国国家颁布的艺术指标为本；而1994年版本的学习核心，诚如我们在上面章节所讨论的，就是以精进艺术基本的原理原则为首要教学目标。

尽管在这么短的时间成功地奠定了学生的艺术基础，富城市一些艺术教师逐渐体认到过于强调艺术原理原则，反而局限了创造性启发的事实。譬如，克丝特蓝加老师发现，虽然她跟从活力指标的指示来计划课纲、执行教学，她却有明显的空虚感。她一再向我强调她十分肯定线条、颜色、空间配置构图等艺术基本常识的重要性，可是在课纲制式化的反复演练的模式下，反而让学生和老师在自发性、创意养成上没有伸展的空间。也因为这个空虚感，她慢慢重新思考活力指标和课纲的使用价值，并把授课的方向、内容有所更正。她在技法之外，预留学生创作的空间；鼓励学生讨论、阅读、搜集资料；理解并激发想象力与解决问题的思维养成。虽然这些作品多多少少带有1994年强调原理原则的色彩，但观者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个人诠释与创作的潜力已经渐渐萌芽。

“富城市艺术教育活力指标”立意良善，任课老师共同拟定活力指标的实施效率高，在短时间之内的确达到提高艺术基础教育水平的目标。但老师们对艺术教育的“单一”思维，加上国家纲领以“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为圭臬的结果，反而造成教学的盲点，把基本技法视为艺术创作的最高表现，而局限了原创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富城市的经验结果并不代表可以贬低使用活力指标的价值。反之，它告诉我们活力指标可以明确地把国家教育课纲的核心点找出来，有效推动课纲核心的宗旨。并且，它可以精确地指出国家教育课纲里隐藏的价值体系、教育理论甚至盲点。对于实际使用的教学者而言，它是一个实用的利器。

我认为这个地方性的活力指标，若能在“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之外引入“社会议题”“美感培育”“文化美学”等以思维导向、解决问题为授课的基准，循序渐进地在各年级中引入艺术教学，并强调艺术多元诠释的学习，提供学生思考机会，对拓展学生的美术素养会有所帮助。所幸，在活力指标的带领下，富城市小学学生基本艺术技法水平已提高，日后若再拟定新的活力指标，或是为中学美术找出衔接的进阶活力指标，便可以无虞地发展“创造力”和“原创力”的元素。因此，整体而言，我觉得活力指标在艺术教育上有存在的价值，值得从事美育人士参考。

三、富城市对2014年新美术教育课纲的应用

对于国家拟定的课纲，即使颁布实施，各州仍然可以根据各州的需要决定是否跟进。这并不是政府与地方在实践上的分歧与落差导致的“上行下不效”的结果，而是美国积极提倡地方性的教学，深信唯有教师针对所处地区的情形、配合当地学生的学习需要自行进行设计课案，才能实际地落实课纲。顾及新旧课纲的语汇以及教学的宗旨改变的幅度很大，老师会产生排斥与困惑，因此，当2014年美国国家艺术教育协会颁布并推广2014新一代艺术核心课纲的时候，华盛顿州决定在全面采用新课纲之前，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带动。华盛顿州政府公立教育督察厅（Ofce 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简称OSPI），在同年秋天颁布华盛顿州艺术课纲，并且设计配套的学习评鉴，于2015年开始执行小学、初中与高中的艺术教育评鉴机制。

华盛顿州政府公立教育督察厅把艺术教育的宗旨定为：“艺术提供所有的学习者沟通、融合生活、提高素养的学习经验。”在这个“衔接阶段”，华盛顿州的艺术课纲强调三个学习环节：创作（creating）、呈现（performing）、反应（responding）。然后细分为四大学习指标：

（1）学生理解并应用艺术类别科目（舞蹈、音乐、戏剧、视觉艺术）的必备知识与技巧。包括艺术理论的理解、基本元素的技法、从观众的角度来加强展演的专业度。

（2）学生在艺术创作、展演、反应的过程中凸显他们对舞蹈、音乐、戏剧以及视觉艺术的思维。包括多方探索、诠释、分析艺术表达的风格，应用先前知识与经验来精进艺术的技巧以及表达方式，设定个人的学习目标并不断地自我评估学习成效。

（3）学生透过艺术的各种形式来沟通。艺术创作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可以针对特定的感情与对象进行创作，把个人特殊的美感理念融入于艺术创作之中。

（4）学生通过艺术与其他学科联结，进行跨科、生活、文化的互动，理解艺术在日常生活扮演的角色以及艺术对于历史社会文化的影响。

OSPI取创作（creating）、展演（performing）以及反应（responding）的第一个字母，把它们叫作华盛顿州“艺术的急救法”（Art CPR），强调艺术创作的沟通与表达必须要有坚实的艺术基本知识。与2014年美国国家艺术核心课标相比，它并没有凸显艺术的联结性。然而从内容上得知，联结也是它的教学目标，只不过，OSPI的联结强调创作者本身联结跨科的能力，以及艺术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国家新一代艺术核心课标的联结，则强调艺术的社会目的性。

2016年秋天开学之前，由教育督察厅的艺术教育部门公告提醒国家艺术纲领衔接的意向。华盛顿州法令明定每一个孩子有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为了推广艺术类的课目，艺术教育部门特别把艺术指标与其他科目指标之间的吻合度、配合度做成表格，以便艺术老师们进行课程设计，为跨科教学做准备。

总之，华盛顿州的艺术教育，除了稳定学生的艺术基础教育之外，还凸显艺术的联结沟通的特色，与其他课目进行合作交流，期许打破各科的藩篱。



第六节　结论

诚如我之前所说的，政策与实践，多少存在一些阻力、权力的拔河；它们多少也带有喜恶偏好、社会时代变迁以及国际趋势的影响。因为指标本身的制定具有复杂性。它代表着当前政策环境、教育相关人员（包括家长、教师、学生、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立场与教师教学经验、学生学习成效的品评。

中国考虑到基础教育的健全发展，也全面推动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该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品格与关键能力，借此提高国际的竞争力。根据2015年9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会”，核心素养以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为三个面，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综合表现为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然后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的十八个基本要点。根据这一总体框架，可针对学生年龄特点进一步提出各学段学生的具体表现要求。未来，配合各个领域的教学课程也呼之欲出。因此，在选择学习指标和分段能力纲领的时候，教师更须体认出学习指标所代表的意义和投射的社会价值和期许，才能真正落实纲领的用意。



问题与讨论

1．莫里兹·强森二世认为“可以教的知识代表这些知识可以透过学习来获取；然而，这两者的关系并非绝对”。你认为这句话的意义为何？

2．请以“核心素养”为例，讨论课纲代表的价值与时代意义。

3．请试着用韦伯“知识的深度”四个阶段来检视你已经设计好的作业，并试着从中找到教学的盲点与改进的方式。

4．富城市的艺术老师们集体分析检视既定的纲领，找出适合当地学习环境需求的活力指标。你认为若要在中国推广实践这个概念，用集体、区域性的力量找出活力指标的可能性大吗？它所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

5．你认为老师在设计课程时如何做到教学与课纲相符合？它的困难度与可能的解决方案为何？

注释


〔1〕
 　美国华盛顿州富城市（City of Richland），中文也翻译成里奇兰市。


〔2〕
 http://www.nationalartsstandards.org/sites/defau-lt/files/NCCAS%20%20Conceptual%20Framework_0.pdf


〔3〕
 　详情请参阅National Core Coalition Arts Standards(2013). Arts Standards National Core Arts Stand-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rts Learning. http://www.nationalartsstandards.org/sites/default/fles/NCCAS%20%20Conceptual%20Framework_0.pdf


〔4〕
 　我发现韦伯的“知识的深度”四阶段可以有效地找出具体的教学核心。我经常使用他的理论来审核既定的纲领和设计的教学内容，甚至包括学生的学习评量，以此来找出“想要教的”与“实际教的”差异。我也鼓励老师在设计考卷与学习单的活动时，用这个理论去思考设计的问题以及想要学生运用哪一个阶段的知识。


〔5〕
 　九年一贯艺术与人文课纲各阶段演变相关资料，可以参阅“国民教育社群网”网址为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6〕
 　参见http://www.rsd.edu/media/ElemArtStandard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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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思维加上概念视觉化的过程，能在短时间内帮助老师筛检杂乱的思维、凝聚教学重心。



电影《打击犯罪》（Priority Report）里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剧中，队长约翰·安德森用图形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来搜索、查探、预知打击犯罪的相关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和传统的书面档案不同，它们是电子资料夹。他的手指在空中一拨，空中便投射出他想涉猎的档案资料；随着手指的拨动，他轻松得像个指挥家，在飞舞的档案里做排列整合。更奇妙的是，这些档案会随着他的思绪，根据档案与档案彼此之间的相关性与关系的强弱度来重新整合。安德森可以从这些不断的整合中厘清疑点，找出重要的线索。

这一幕，正是思维可视化的绝佳例子。在可视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绪以系统化的状态来呈现、理解，进一步有效地解决问题。

在计划统整教学的准备过程中，老师面对着复杂庞大的资讯。要确保课程的质量，就得有清晰的主题和脉络。然而，一个教学主题可以强调的面十分多样，老师要怎么做才能有效地确保教学言之有物、不会离题？在设计统整课程的时候，老师们要怎么做，才可以统整出清晰的主题与脉络，而且确保课程的质量？

我认为，在训练职前老师模拟教学的过程中，系统性的思维加上概念可视化的过程，能在短时间内帮助老师筛检杂乱的思维、凝聚教学重心。特别是把在科学研究计划上常用的网图（webbing）和思维导图
〔1〕

 （concept map）运用在教育领域里。因此，本章探索可视化的思维在教学计划上的应用，讨论网图与思维导图的意义与功能，并进一步剖析老师们如何在教学与学习上应用思维导图的特性来规划统整艺术课程。我将会以我绘制思维导图的经历为例，讨论思维导图对课程规划的影响与优缺点。



第一节　网图、心智图和概念网

20世纪70年代，诺瓦克（Novak）和他带领的研究组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提出思维导图（concept map）的想法。诺瓦克认为我们的大脑对各个讯息的传递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一条讯息和另一条讯息间的连接，完全靠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联结，它们之间有个线性的连接，而我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赋予这条连接线某种意义和解释。这些在线上形容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所用的意义和解释，即是凸显概念网（concept web）和其他整合思维图形的不同的地方。

诺瓦克认为，唯有赋予意义，我们的大脑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学习。这种情形在学生学习新知时更是明显。他们为了要明白一个概念，往往会从发问中或是在经验记忆中搜寻这个新概念可能会有的关系与意义。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的儿子在六七个月大的时候，他经由观察便可以明白手指和钢琴之间的关系，手指做出按下键盘的动作，便会制造出声音。“琴键”和“按下的动作”便成就了手指和钢琴互相存在的意义：制造声音或是音乐（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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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手指和琴键的例子

的确，知识的获取和大脑的活动有绝对的关系。科学界一直存在左脑与右脑的分野，我们的右脑和左脑吸收、储存的信息不同，右脑偏向于节奏、颜色、图像、白日梦、空间感等具有整体性的信息，左脑则是偏好于文字、数理、逻辑等具有次序性的东西。

原则上，概念网企图把左脑和右脑结合，将我们的思维做视觉上的整合。当我们产生一个意念或想法时，大脑会自然而然地跳跃至另一个相关的意象或议题。就像是因特网一样，一次点击可以引领我们到另一个相关网页。

概念网的目的在于记录并凝聚我们的思维。换句话说，在一个主要的概念和衍生的第二概念之间，必定会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它们可能是对等、对立、互惠的，也或许有等级尊优之分。这些关系的变动性完全要视情况而定。

英国学习大师东尼·博赞（Tony Buzan）设计出和概念网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博赞有机学习技法”（Buzan organic study technique，简称BOST）。“BOST”心智图学习法也是根据这个“创造有意义的字符串”的理念来刺激大脑记忆力。他说：“当我们。用合宜的方式。将信息安排成。有意义的字符串。人们的大脑。在眼睛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接受讯息。”上面这些被刻意肢解、断断续续的字符串虽然减缓我们阅读的速度，却成功地帮助大脑有效地陆续接收、储存、分析、控制以及输出信息。

的确，记忆力的养成和学习成效有极大的关联。举例来说，小时候背诵唐诗时，语文老师吴允成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从诗句里产生图像的联想。我记得他教的第一首诗是宋代诗人邵雍的《一去二三里》：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吴老师要我们想象一个人徒步在乡间散步时所见的景致。随着诗句的进展，我脑海里便如雾中风景般逐渐显示出下一个句子的影像。这种以诗对应画面，亦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引导方式，对于日后我善用记忆力来获取知识有很大的影响。二十多年之后，在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艺术图书馆里无意间发现一本利用半透明纸质来呈现雾中行车的儿童绘本。当时我一边翻阅，邵雍的诗句也逐一在脑海里流淌出来。这个经验对于一个冬夜身在异乡的留学生来说，有莫大的安慰。

一旦有了影像，记诗（或记事）便不难。图像可以有效地帮助并延长记忆。对于唐诗、小说、散文和历史，还可以用逻辑、情节、时间在脑海里形成相关影像来辅助记忆。但是，有些抽象的知识却很难一下子就上心，这时，为人师的就必须想想其他的教学办法了。

我相信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多多少少仰赖老师所提供的“秘诀”或“口诀”来快速记忆难懂的艰深理论。博赞举了一个在美国教孩童熟记高音乐谱的音符名称的例子。基本的音乐视谱课程要求学生必须记住CDEFGABC这些音名，以及它们各自在乐谱上的位置。除此之外，还要知道每个音符所代表的唱名。要学生一下子就记清楚音名、谱位、唱名的确有些难度，因此许多音乐老师都使用一个流传下来的捷径，那就是把识读音谱的音阶变成一个字符串，Every Good Boy Does Fine；以及一个单字，FACE。FACE显示的正是位于线与线中间的音。如果取Every Good Boy Does Fine中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便成为EGBDF，把EGBDF和FACE组合起来，则变成音阶上从Mi到高音Fa的音名排序。学习者可以根据字母的顺序，往下或往上陆续找出其他的音写出CDEFGABCDEFGAB的音阶（见图10-2），这些就是位于五线谱上的音符。我自己在美国求学的过程中，因为在台湾学音乐时用的是唱名来学音符，要一下子把自己用习惯的Do Re Mi Fa So La Si Do唱名辨识法，或是从乐队沿袭的1234567数字记忆法转换成使用正规的音名，真的感到十分错乱与沮丧。我后来也使用了这个口诀，马上就牢记在心，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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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音阶口诀图

这个例子凸显出字符串引发我们思维联想的特性。如果加以善用，便可以有效“简化”繁复难记的公式或必备知识。透过联想的诀窍，虽然Every Good Boy Does Fine的字符串本身和音乐并无关联，但是因为好记、加上有乐谱的视觉图像来帮忙，这个学习识谱的特定议题的记忆力养成便能成功与持久。

这个学习上的例子也让我意识到，老师们经常以学生能否流畅记诵教学内容来作为他们“用心”学习的结果。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老师们本身也必须做到“用心”提供多元的教学辅助工具，才能帮助学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心智图（mind map）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促进记忆力的养成。博赞认为心智图可以全面地运用增进记忆力，它的“十大核心记忆原则”包括：感官、夸大性、节奏与动作、颜色、数字、符号、次序与样式、吸引力、幽默、正向思考。博赞进而精准地指出，“想象”与“联想”是造就记忆力的两个主要的元素，而这些记忆原则就是有技巧地特意激发大脑“想象”与“联想”的能力，来凸显某个资料来让我们印象深刻，进而达到记忆的效果。

我认为这十大原则其实也是设计心智图时要考虑的设计元素。设计者必须有效运用这些激发我们“想象”与“联想”的能力的元素，来与心智图的读者做有效沟通。

运用心智图的特性来推动有效记忆力的养成，的确是一个教学的利器。仔细想想，这些原则何尝不是在提点我们教学上应该运用的方法？



第二节　概念网在教学上的运用

概念网的重点在于找出这些字符串，来促进大脑对信息的联想和整合。特别是在语文教学上，它可以引导学生重整研究或写作的思维，用视觉的形式来增加学生的专注力。教育专家帕蒂·达培如（Patti Drapeau）相信，我们如果训练学生充分利用图表思考技巧，绝对可以达到班杰明·布拉姆（Benjamin Bloom）所列出的智能的六个层次：知识（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运用（applying）、分析（analysis）、综合（synthesis）、评估（evaluation）。她进一步提出21世纪的教学法必须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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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改变并不是一般老师所理解的强调电脑科技在课堂上的运用（当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寻求一个有利的教学工具来刺激和训练学生的批判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教学工具不是具象的计算机技术，而是理解力的多方运用。她致力于推动图表整合型教学的用意，就是希望通过概念图表的引导，学生可以多方剖析理解吸取的知识。

近年来，概念网不但用在语文教学中，也逐渐在数学与科学教育中帮助学生了解理论或方程式的运作。在教育界，老师们普遍相信概念网可以：

（1）帮助学生明白特殊的词语、概念、理论。

（2）强化学生的逻辑思考。

（3）引导学生对资料有效地重整和融合。

（4）训练学生对讨论的议题有深入浅出、多元化、全面性的见解。

（5）增加学生的观察洞悉力，来深刻了解各个层面、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关系。

（6）加强学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7）激发学生对一个主题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8）改善学生的专注力、记忆力。

（9）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已知的知识和经验。

（10）增加学生对新知识的好奇与渴望。

我们的知识来源绝大部分以语言文字为主，在教授新知识时，我们往往也借由听、说、读、写来加强对新知识的印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入了图片、图表或是其他和视觉有关的影像，它们更能刺激大脑对新知识的理解力。基于这样的理由，许多老师除了将教材多样化之外，更相信学生如果能动手将自己对知识的认知力图像化，不但能加强学习效果，更能帮助老师了解学生的吸收成效。



第三节　网图和思维导图的区别

网图是记录大脑对于某一讯息所产生的概念的方法，一个概念可能又衍生许多概念。网图可以强化某个主要概念，并对于它所衍生的其他概念做归类和整理。它强调的是概念的存在，其内容是随性的、没有先后顺序，也不强调概念和概念之间既定的关系。这有点像是博赞的心智图，体现思维流畅里的随机而随机中却也隐约有秩序可循的特性。

和网图不同的是，思维导图除了列出各个概念之外可能的流程，还必须具体简约地陈述从一个概念延伸到另一个概念的关系，以及概念与概念相互之间产生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它的形成有时间性和顺序性。而且，概念与概念之间的清晰度也有区分，层次分明地从整体的概念涵括性到各个延伸概念的具体化与明确性做一个有效的推演。值得注意的是，在推演当中，每一个联结都经过审慎思考，删除、筛选或延伸，都不是随性的决定。

我认为这对于一般教学设计，特别是计划统整课程当中，对厘清思维非常有帮助。

怎么说呢？在设计课程时，我们首先会拟定一个授课的主要议题（topic idea）或是主题（theme）。老师在确认主要议题之后，便可以思考讨论主题的焦点和方向，然后决定在主要议题之下可能衍生、会在课程中讨论的小议题（key ideas）。

假设我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来制作教学思维导图。因为每个老师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主题都有不同的见解，所以虽然主题相同，但所形成的小议题并非绝对，而是看各个任课老师的需求、学生的学习接受程度以及各个学区规定内容而定。比如说，有的老师可能完全会着重于大战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有的则重视时间的进程，有的以军事武力的发展为轴心。因此，每个老师的思维导图也不会相同。只要是与主题有关的概念，依据课程需要，都可以融入课程中。

举例而言，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概括地分成：时序（when：强调发生的时间点）、参战国（who：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对峙关系）、战地（where：强调战争地的重要性）、影响（what：强调战争之于社会经济、人性、人道、和谐的议题）。这些小议题产生之后，老师便可以进一步拟定出他要引导学生学习所需要的授课教材与资料。老师甚至还可以在每个小议题之后再分类成更细的枝节。

当我们把概念可视化，让思绪顺着小议题继续衍生，产生的图形便逐渐变成一个网状，甚至扩大成为一个联系网络。用思维导图来呈现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流程的例子如下（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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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思维导图

和网图相比较，思维导图中一个概念和另一个概念之间的连线是有方向性的，而且这些线条不是随性地记录概念的存在，譬如：我想到甲，然后又想到乙，但甲乙之间可能完全不相干。换句话说，思维导图有逻辑性、次序性、因果性的关系。虽然思维导图和网图一样可以延伸，不过同一个阶段所用的连线必须有相同的意义。我再举一个例子：两个似乎不相关的概念，在关系线的连接下，可以产生新的意义。譬如，“种子”和“阳光”，因为有关系线的连接，便可以清楚阐述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我们延续这个关系而产生的概念，来探究它们更进一步的关系与延伸的学习元素：种子不光只需要“阳光”才能生存，还得要有另外两个重要元素，即“空气”和“水”。很明显，“阳光”“空气”“水”，三者的地位同等重要，都排在同一阶级。因为这个基本整合概念，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延伸出“光合作用”的概念（图10-4）。

[image: alt]


图10-4◎　光合作用思维导图

这种阶级性的产生，也正是思维导图的另一个特质。它反映着诺瓦克所强调的“思维导图的空间性”。这个特性有助于在我们的思维在进行统整时，以图形的方式在二度空间呈现。既然如此，在遇到复杂且多样的概念时，将概念做一个阶级性的排列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先把一个比较有包容性、一般性及普遍性的概念把握住，然后渐渐延伸至更细节、比较有独特性的概念。



第四节　思维导图为教学工具

思维导图好比语言学里的比喻法，用一个意象简洁地表达出复杂的概念。而且，每个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结，让思维者可以不断地反映、分析、重整、组织、架构。经过沉淀省思之后所获取的知识，对学习者来说，不仅加深了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也可以提高学习的长效性。思维导图可以促进学生的统整能力。可视化的转变与应用可以帮学生更清楚地描绘出思绪的脉络。可视化的图形十分多样，有允许自由发挥的空间。正因为这个独特性，有些老师认为思维导图可以在学生写作时帮助他们厘清思路。在学生动笔写作之前，有必要带领他们制作思维导图来规划写作的程序、大纲与例子。可视化的步骤也能够强化他们想要诉说的主题，可以用图形的方式规划蓝图。在制作的过程中，学生随着思维导图的延伸来推演、整理创意写作里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讨论因果、预测、布局，进一步加强写作的逻辑性思考，并适时地描述细节来让读者有深切的感受。

思维导图也可以是学生自我评鉴的途径。举例来说，在读完一本书之后，学生可以用思维导图的形式为书中的人物、情节做报告。在阅读报章时事之后，鼓励孩子利用思维导图延伸概念的特性来为文章做论证、分析，进行批判性的论述。老师可以根据学生思维导图的创作进一步评估学生学习的结果。

根据我的教学经验，制作思维导图的基本步骤有两种。我把第一种类型称为“卫星型”，第二种类型则是“板块型”的思维导图。以下是我教授学生制作两种思维导图的提示。

卫星型的思维导图制作步骤：

（1）把主要概念的名词列出。通常用5到10个可涵盖主要学习的名词，写在纸的边上。

（2）将这些名词分散列在纸上，各个名词之间留出一些足够的空间，待会要画连接线。

（3）这些名词可以一律单纯地用圈圈（框）起来，也可以趁机用形状做进一步的分类，例如用圆形、菱形、正方形把每个名词框起来，代表不同类别、分野、方向的概念。

（4）用线将概念两两连接。连接时想想两个概念可能有的关系，在线上加注箭头，表示概念的方向性、层次性；并用句子或词语来阐明这个关系。等到确认关系之后，便可以用比较精简的词语（常以动词）来解释。

（5）逐步完成所有概念的连接。如果有需要，可以按照这个概念草图来另外构图，重新做个整合，把有相同关系的概念结集排列。

板块型的思维导图制作的步骤：

（1）从一个主题概念开始分野、归类出几个重要的方面（例如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活动、教学评估）。把这些和主题配合的相关方面一一用线连接。线上简述主题与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2）每个方面可以用形状或颜色来注别。

（3）每个方面根据相关性的思考来进行另一个层面的延伸。用线连接，并在线上简述此方面与下一个层次的关系。

（4）每个方面平行进行。相互之间或有交集，可以用线连接；或为独立个体，但与主题有一定的相关性。

简单来说，卫星型的步骤是由一组概念产生之后，再进行思考各自连接的关系；而板块型的步骤则是允许概念随着思绪的发展来逐步进行深层的探索。两种方式虽有不同，但通过系统性的整理，都可以达到整合强化主题概念、厘清思绪的目的。



第五节　以思维导图作为课程计划的运用

设计课程本身就有复杂性。首先，老师得要确定所订立的教学目标、设计的内容与学生的分段能力相吻合。其次，学生所学习的新知识最好可以有长效性，并与其他课程融会贯通。最后，整个课程计划必须和其他的课程有相关性，以确保学生学习的连贯性。仔细想想，课程设计的过程和一个思维导图的产生本身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教学议题可以激发更多的子议题，延伸不同的角度视野。因为思维导图可以帮助老师有效统整、规划整个课程的流程，并且能帮助老师们更清楚地明确学生应该学习的概念。

思维导图可以帮助老师把教学计划可视化。因为思维导图强调关系性，老师们在写课程计划时更能思考活动和活动之间的环节是否和教学主题相关。此外，在教案整合的过程里，它也可以帮助身为老师的我们组织、统合、列出该做的事项。思维导图就像筛子一般，一层一层地提供或激发学生探索更多相关的知识。它所追求的是知识的广而深，而不是虚泛易忘的知识。而统整教学正好可以落实系统性思维的目标。

既然思维导图可以厘清思维、进行系统性的整合，那么，它如何实际应用于统整艺术教学设计里呢？如果老师面临更复杂的教学环境与要求，思维导图是否能迎刃而解呢？

为了要解答这些疑问，我特别规划了一个“与博物馆结合的思维导图课程设计”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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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博物馆结合的思维导图课程设计”训练

2014年秋天，我带领职前老师们参观一间刚落成启用的地方性综合博物馆瑞奇中心（Reach Center）。这个博物馆以重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事迹为重点，将制造核元素的原因、寻求制造元素的基地、制造过程、战后清除核元素、当前环境保护议题等做一个精简性的展览；也针对所处的哥伦比亚河（Columbia River）、蛇河（Snake River）与亚吉玛河（Yakima River），三河汇流的特殊地形做简介。除此之外，馆内也对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的拓荒探勘之旅与当时原住民的相关历史有些简单介绍。馆藏本身结集历史、科学、地质、环境科学与自然科学，十分适合作为统整课程设计的资源。

在出发之前，我针对这个教学课程制作了一个思维导图，来“确保”学生在这次参访中达到我预期的教学目标。如图10-5所示，这个教学设计的主轴以第六章所讨论的“桥梁型”教学框架来进行，共分为诠释、反思、创作三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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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与博物馆结合的思维导图课程设计

在这个教学计划里，根据三个流程的进展，我安排职前老师们面临以下不同的挑战：

1．诠释

馆内活动：职前老师由专业导览员带领分组参观三个展览厅。导览过后，职前老师两人一组，根据我预先设计的学习活动单来完成以下步骤：

（1）主题选择：各组从博物馆展览当中挑选馆藏作为统整课程设计的主题，选择的标准以“适龄实用、长效学习”为主。

（2）客观理解：组员在评估教学联结时，从博物馆展览品本身呈现的意义、隐射的社会价值以及批判性社会议题、社会势力的角度来客观讨论、重温、检视历史事件的意义以及影响教学计划的广度、深度和限制。

2．反思

馆内活动与回家作业：职前老师们在精选出作为教学用的馆藏品之后，我向他们教授并解释制作学习单的重要方针，例如如何有技巧地运用提问题的方式，从who, where, what, how出发，把展览品和学习者做积极地有效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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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训练学生的学习能力；并以韦伯的“知识的深度”作为自我评鉴的准则，组员共同思考各个问题本身激发的知识获取阶段。他们所设计的学习单中的问题与活动，必须反映、鼓励学生运用以下能力：

（1）批判性思维：设计的问题里必须做到强化学生的思考能力、解决问题、分析与统整思维，而不是偏重于记忆取向的提问方式。

（2）生活经验：在学习单中联结学生的生活经验或是当前社会动向，来强化个人评估与思考能力。

（3）学术研究：学习单里的问题体现职前老师根据馆藏进一步从事的相关研究，从而强化并丰富学习单的内容。

3．创造

职前老师以自己制作的学习单作为脉络，进一步规划并设计相关的统整课程计划。

（1）可视化：他们的课程计划必须以思维导图来呈现。这个思维导图可以是手绘的，也可以是用我之前介绍的相关电脑软件来绘图。

（2）适才联结：课程设计内容与活动规划必须适合所预想的年龄层，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来介绍、加强馆藏的主题。

（3）学科整合：他们的课程计划必须至少统整三个学科。针对当时师培训练统整艺术课程的需要，其中一个艺术类的学科必须与戏剧类相关。除此之外，他们也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加入其他统整艺术类的学科来强化学生的学习。

二、职前老师们的教学思维导图实例

第一组　教学主题：原子弹的时代

教学对象：4～5年级

统整学科：历史、语文、科学、艺术、戏剧

设计者：戴安娜·福恩特（Diana Fuentes）与麦克·贝尔（Michael Bell）

指导老师：陈怡倩

制图工具：借由网上思维导图制图网站www.glify.com所提供的软件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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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戴安娜·福恩特与麦克·贝尔

图10-6◎　教学思维导图范例一（教学主题：原子弹的时代）

从戴安娜（Diana）和麦克（Michael）的思维导图（图10-6）得知，他们以原子弹的历史事件发生先后为教学计划的中心主轴。1941年珍珠港事件为导火线，激发美国的武器制造，造就原子弹时代的诞生。我所处的城市，在当年是荒无人烟的地方，虽然有哥伦比亚河经过，却是风滚草丛生的沙漠地带。也因为这条河的存在，当时美国国防科学研发单位认为它可以成为帮助原子弹原料快速冷却的天然利器。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一个城镇在荒烟蔓草中诞生，成为战争时期制造核原料的工厂、汉福德（Hanford）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当时的居民以工人、科学家、国防单位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为主。

戴安娜和麦克认为这些和本地文化息息相关而且深具历史意义的方面，值得和学生深入介绍与讨论。戴安娜说他们以卫星型的思维导图制作方式来制图。在设计之初，他们先列举十几个从展览内容得到的灵感作为教学主要议题。接着他们把这些议题根据内容分类，发现可以归类成三大部分：首先是随着主题走的原子弹的历史，以汉福德中心成立的缘由为焦点；其次是以科学为本的物理与核子物理知识，介绍两颗原子弹制造的过程；最后是原子时代对地方性长久的影响，鼓励学生注意镇上有没有以原子弹命名的店家、街道名称，并由当地中学校徽出发，讨论现代居民在战后的怀旧心情、在人道主义与国家使命感之间的挣扎与批判。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相关的学习内容、活动、作业、教学评估等设计课程的基本内容，并根据主旨内容与国家教育学习纲领配合。

在把概念做可视化设计的时候，他们考虑到如何让观者在短时间内理解整个课纲的精髓，便以形状与颜色来代表不同的方面与资讯，尽可能地保持逻辑与清晰度。譬如：蓝灰色的方形代表主题，咖啡色的圆形是相关的教学活动，白色的云朵是期待学生应该学到、做到的事（他们坦言，选择云朵的形状多少也是因为对核子云的联想而产生的影射），赭红色的六角形则是针对学生的学习活动所拟定的教学评估，紫色的椭圆形明确列出学生必读的首要书单，最后在浅绿色浪形的区块里点出与国家教育学习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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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吻合的学习目标。

他们透过这个统整课程，期待学生能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地方历史以及小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从人道的立场，引领学生研究并画出与原子弹战后相关的图像，体现战争的无情与生命的可贵；运用角色扮演的戏剧手法，让学生理解当时原子原料工人的立场；并鼓励学生阅读相关历史书籍。

第二组　教学主题：曼哈顿计划的社会议题

教学对象：6年级

统整学科：历史、语文、戏剧

设计者：爱瑞丽·罗拉（Areli Lora）与凯拉·范曲（Kayla French）

指导老师：陈怡倩

制图工具：借由网上思维导图制图网站www.glify.com所提供的软件制成。





同样以“曼哈顿计划”为教学主题，爱瑞丽（Areli）与凯拉（Kayla）则从社会议题的角度出发探讨当时环境下的生活。这个板块型的思维导图设计（图10-7）以学习单为中心，作为引导教学的起始点，分成上下两个板块。上面的板块详述教学内容，再针对隔离、就业、社交三大方向来检视性别、阶级、年龄，甚至种族之间的关系；从当时的工作营区的生活步调与休闲活动来重构、理解小镇当时的风貌，也进一步讨论设厂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比如创造就业机会、关厂之后的裁员风暴带来的居民流失，以及留下来的居民如何创新延续“后曼哈顿计划”的生活。

这个思维导图下半部的板块则以作业活动为主，再分成三部分：（1）指定阅读的书目。（2）与语言学科相关的活动：指导学生在阅读研究之后，用俳句的方法写下描述当时在汉福德中心从事原子弹钸元素制作工人的生活。（3）与戏剧结合的统整活动：角色扮演。学生根据研究写出独白剧本，从不同的角色（孩童、管理人、工厂人员）出发来感受当时夹杂克难、艰辛、爱国却又不知自己从事制造活动的真相的复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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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设计的原稿也以颜色划分：蓝色是主旨，绿色是教学内容，紫色是作业，橘色是活动，黄色是课纲，粉红色是评估。她们很清楚地把教学的内容与重点明快地规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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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爱瑞丽·罗拉与凯拉·范曲

图10-7◎　教学思维导图范例二（教学主题：曼哈顿计划的社会议题）

第三组　教学主题：春根节　

教学对象：5年级

统整学科：语文、社会、戏剧、美术

设计者：克里斯刚·杜拉斯（Christian Gonzalez）与克尔妮·派斯文奇（Courtney Pestovich）

指导老师：陈怡倩

制图工具：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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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克里斯刚·杜拉斯与克尔妮·派斯文奇

图10-8◎　教学思维导图范例三（教学主题：春根节）

同一个展览以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自然会衍生不同的课程设计。克里斯刚·杜拉斯（Christian Gonzalez）与克尔妮·派斯文奇（Courtney Pestovich）针对在汉福德核子制造厂尚未诞生、在美国尚未建国之前，针对居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印第安原住民的“春根节”为教学主题，设计出语文学科、社会、美术、戏剧的跨科课程。他们在手绘的思维导图（图10-8）中分成六大板块：（1）课纲：具体点出符合课纲的课程内容。（2）学习目标：学生通过偶戏的手法展现所学到的知识。（3）教学材料：包含学生必读的书目以及创作偶戏的材料。（4）主要的教学内容：印第安人传统春根节的历史源流，传统习俗与庆典，沿河流域的农作物、食物、生活习惯、女性扮演的角色。（5）活动与作业：读书报告、文化习俗比较研究、偶戏制作、舞台设计与制作。（6）教学评鉴：偶戏制作与表演的评量表、从课后讨论中评量学生对于学习主题的理解能力。

三、学生对于用思维导图来做课程规划的感想

经过一个月的研究讨论，这个用思维导图把教学计划可视化的练习的结果相当令人惊喜。虽然各个小组都是以同一个博物馆的馆藏作为教学创作的灵感来源，各组的统整课程设计的内容与强调的重点却十分多样，充分体现出激发职前老师原创教学的意念。借由博物馆的展览品，他们进一步研究，然后从容地把繁复的统整课程的脉络依序分解、分析、整理、归纳；按照教学需要编配，以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凸显对系统化思维灵活运用的重要性。

这样的教学设计过程和传统以文字表达的撰写课程计划的方法很不一样。常见的传统课程设计仰赖书写过程，可能以浓缩的表格方式，用一两页来架构书写或是采用页数繁多的详尽记述。因此，对这些职前老师们来说，这种把教学设计浓缩成一张图的挑战，无疑是一个考验。他们必须静心思考，如何让第三者清楚地知道教学的宗旨与步骤，因此在构图规划时，需要清晰的思维脉络。有些学生认为在规划设计的过程里，由“观众”的角度出发来检视、自我评估思维导图是否达到传达讯息的必要方法。的确，视觉化的做法是一个浓缩的过程。它要求设计者运用系统性思维的技巧，把资讯、意念与图像结集于一身，有效地传递。利用图形与方向、以精简的文字提示来传达讯息的有效程度，并不亚于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教学方案。

许多学生从“代课老师”的角色扮演出发，设身处地的想象如何在最短时间内理解授课内容。在现实世界里，代课老师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预习备课。如果能有一张清晰的思维导图来提示，点出教学重点，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喜欢思维导图的原因在于它的简洁性，以及提供如流程表一般的明确性。然而也有学生表示，他们对图像的运用缺乏训练，也不敏感。对他们来说，视觉化的过程不仅是挑战，更是一种折磨，往往不知从何开始着手设计。除此之外，一些学生认为思维导图的浓缩性质会造成“简略”内容的危险。因为要把复杂的意念在有限的空间来表示，文字的叙述往往不足。简略的结果，反而会有“虚有其表、空洞无实”的反效果。这些负面的意见，值得有志于运用思维导图设计的老师们参考。



第六节　结论

在师资训练的过程中，“视觉转化”的训练十分重要。我相信一个老师如果具备“视觉转化”能力的话，他在设计教学计划时绝对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成果。因此，教师在筹划、整合教学计划时，具备讯息可视化的能力是必要的。即使是简单的手绘思维导图，也可以有效地帮助教学者循序渐进地厘清整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而言，这样的转化过程的训练也是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必要能力。

思维导图的确是一个有效展现课程计划的工具。它扮演着蓝图的角色，引领设计者厘清思维，凸显中心意旨，并强化各个步骤环节的关联性，对于统整课程规划有绝对的帮助。然而，因为对文字的依赖性，对于思维导图的接受度因人而异。正因如此，凸显了当代教育里对可视化、系统化思维训练的不足。不论是在教师培训或是在基础教育课堂上，我们应该积极思考利用制作思维导图这样的活动来增进学生运用归纳、分析的学习技能。



问题与讨论

1．请上网搜集三个不同形式的思维导图，根据图的示意，你可以解读出这些思维导图所要传达的意义吗？它们设计的形式、使用的视觉元素会不会影响你的理解？

2．请以“光合作用”为题，按照本章建议的步骤，用思维导图来设计一个统整科学、语文、艺术的课程。

3．在制作这个思维导图的过程中，你遇到什么瓶颈？你用什么方法去厘清整合教学所需的庞杂资料？

4．我们如何运用思维导图来增进学生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注释


〔1〕
 　思维导图（Concept Map）也译作概念图，是把想法通过绘图具体呈现的一种方式。


〔2〕
 　帕蒂·达培如（Patti Drapeau）（2012）．Diferentiating with Graphic Organizers. Youtube影片可以从以下网页联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XSq_eO2ruk.


〔3〕
 　本节部分内容节录于我在美国国家艺术教育学会举办的“数据可视化”研究小组网络研讨论坛，所发表的思维导图是在课程设计中的实际应用。


〔4〕
 　帕特·维纳夫（Pat Villeneuve）与安妮·洛夫（Ann Love）制作的一套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导览提问方法。学习者在导览当中不停地反问自己与艺术展览品之间的关系：我看到什么？我还可以学到什么？这个艺术品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拿它来和其他类似的艺术品做比较吗？这个艺术品与其他的学科之间关联性为何？它对我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可以深入地引导学生发现展览品可能具备的意义，也可以探究艺术家创作的过程，同时启发学生自己对艺术品的评价，更进一步与已经所学的相关知识做联结。


〔5〕
 　本书以单色印刷为主，原图是彩色的，这里特别解释设计者原稿里的用心设计。


〔6〕
 　根据瑞奇（Reach）博物馆的说明，当时许多被聘用的工人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核元素降温、废料处理的工作。营区里常有“多做事、少开口”的标语。一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报纸头条提到提供原子弹原料的所在地，镇民才惊讶地明白自己参与了改写大战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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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与艺术结合的视野，可以把艰深的科技理论大众化。



面对经济衰退，美国不断地检讨教育体系的本质与内涵。教学者逐渐醒悟，过度重视智能发展而忽视实际操作的训练，反而会造成学科分数与培训必备能力之间的落差（会考试、分数高不见得代表知识与技术的获取）。这个畸形的现象，也造成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寻求解决之道，STEM、STEAM、设计为本等思潮近来一波波冲击教育界。本章将探讨这些教育思潮对统整艺术教育的发展有何意义，我们如何应变并落实统整艺术教育的本质。



第一节　从STEM到STEAM

2009年，美国政府开始提出教育改革方案，针对国家科技发展的目标致力为各级学生规划出高效能的就业蓝图。奥巴马政府认为，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数学（mathematics）这四个领域是高薪、高回报的学科领域，因此美国教育应以提供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融合的教育来训练相关的技能。目的在于优先储备这些高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使之成为未来国家进步的动力。

STEM的教育模式因此应运而生！

同年11月，政府进一步提出“教育为创新”（education to innovate）的教育计划，结集联邦政府、民间营利与非营利基金会的资金、咨询工业组织、科技类、产业界的管理精英与CEO（首席执行官），许下在未来十年针对STEM储备10万个STEM专业教师，来训练学生成为国家未来高科技工业的技术人才的宏愿。这一个划时代的教育契机至今已投资超过7亿美元，在全美各地大专院校、社区、各级教育推广并设立STEM中心。自2010年起，更以储备多样、多元人才为优先考虑，结集教育界与商业界的精英来改善美国基础教育的品质。2013年4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年度科学游园会上，再次强调，美国教育体系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实际操作的学习方式来教导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他认为这是用教育来创新的一个划时代的契机。
〔1〕



推广STEM除了对教育实用论的重视，以及强化国家经济竞争力之外，也企图缩短高科技工业界中性别比例的不均的距离。学者专家信心满满地认为，借由STEM在基础教育扎根可以激发女学生学习科学、数学、工程、技术领域的兴趣，进而打破“理工科学以男性为主”的刻板印象，鼓励更多的女性在科技领域就业。

然而，这个以科技工业为重的STEM教育风潮，在艺术文教界却激发反弹。原因在于，STEM的理念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的成功，除了仰赖精湛的科学技术之外，创造力与原创力才是成功的契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确，一个产品的成功，除了产品本身的实用性、质量、销售价格以外，也得考虑到设计的美感能否“引发”消费者的购买欲。而这个美感训练离不开艺术欣赏、创作能力以及批判力。这些与美息息相关的议题，必须从基础教育扎根，也就是说，只有STEM，并无法完全达到通过科学技术引领经济大国的目标。

罗德岛设计学院校长约翰·前田（John Maeda）
〔2〕

 语重心长地指出，“批判性思维成就批判性的创作……我每天在罗德岛设计学院目睹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与创作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才是可以确保国家具备创新的能力。而且，培训这些能力必须从K-12国民基础教育开始。毋庸置疑的是，创新设计的产品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推进经济；但不要忘记，唯有艺术家才能透过他们的作品，深刻地回答我们对人性的质疑，引领我们勇往直前”。他的意思就是，如果失去了艺术的成分，一个产品就没有保存的价值与意义，只会沦为属于功能性的物品。它虽然很实用，却是一个随潮流而逝的物质。它带来的成功只是短暂的销售力，而不是稳定的经济的长红。

其实，工业与美结合的历史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希腊时代庙宇柱子与柱子之间的比例、柱子的装饰、雕像的动态平衡美，罗马时代的拱门、水道，甚至是圆顶建筑，这些例子在凸显人类追求实用、力学、形式的完美和谐。又譬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黄金比例构图、人体解剖图与透视法；19世纪工业革命带动光谱与色彩学的研究，激发艺术家们对观察实物与感官认知的改变；印象派的修拉的点画、塞尚的光影、马蒂斯的野兽派等，这些艺术史上划时代的改变，其实都是科学影响艺术，艺术反映时代的例子。

前田校长的一席话，不禁让人想起以艺术为本质而带动艺术教育改革的例子。18世纪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受到机械取代人力的冲击，非但没有因为机械的存在而带动经济，反而遭遇到艺术设计人才流失凋零的危机。这个危机，使得法国、德国与英国重新重视艺术培训课程（虽然各国训练重点不一。法国以人体素描为本，从传统学院派出发，逐渐导向装饰艺术的应用；英国则以装饰设计应用为主要教学，很少开展对人体素描的基础训练）。

美国在19世纪末期，瓦特·史密斯（Walter Smith）把绘画技巧视为理解其他学科的重要工具，强调好的工业艺术必须把科学的“真与实际”和艺术的“美与品位”合一。从1919年到1933年发生的包豪斯运动也是工业与美术结合的例子之一。包豪斯创始人瓦特·格罗毕斯（Walter Gropius）受到1907年在慕尼黑成立的“德国工艺联盟”的启发，结合艺术与工艺，产品符合潮流与市场需求，集科学、科技、美学来满足精神与物质环境。这个因应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建筑和设计的风潮，带动了20世纪30至50年代蓬勃发展的“世纪中期的现代主义”（Mid-Century Modern）。“生活与美”结合“实用化”“量产化”的概念，不但使各式家具设计蔚为流行，更影响建筑设计的发展。

环顾历史，艺术与工业息息相关，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也难怪艺术家、艺术教育者、艺术爱好者极力批评“没有艺术的STEM教育，无法长久”。奥巴马政府以STEM为主的教育，基本上并没有意识到经济成功的本质得从培养创造力为主，而创造力思维种子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STEM塑造的经济成功，充其量也只是暂时的假象罢了。



第二节　STEAM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STEAM呢？从字义解释，STEA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s）、数学（mathematics）的缩写。简单来说就是运用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的技能作为切入点，来引导学生探究、批判、创作的学习方式。

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在STEM转化为STEAM的过程中，艺术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艺术在STEAM中的最大作用是“美化”与“视觉化”的过程，可以有效传达并沟通“以STEM为本质”的重点与结果。比如说，把收集的资料整合并且视觉化，或是把研究结果以艺术形式来呈现。资讯图表、信息视觉化、思维导图、音乐，甚至是电脑简报，都可以是“美化”的沟通。

我认为，这个“美化”或是“视觉化”的结果，不是窄化地“用艺术来包装”或是“为科学技术做嫁衣”。这些并不是STEAM学习架构的本意。其本意是通过对创造力思维进程的发想与推演来进行知识的联结与统整。

STEAM的学习架构无法把各个相关的学科单一化。它必须是运用各学科所必备的学习技能，综合性地深度探究整个教学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把学科区隔开来，并不是STEAM学习的宗旨。

在介绍STEAM的课程计划之前，我想先介绍ARTS的教学形式，并探讨STEM与STEAM在学习上的共通之处，以及各自代表的隐含意义，从中思考STEM的教学目的是什么，ARTS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共通性与不同点，又是如何左右我们的思维。我想从“学习技能”“影响面”“评鉴目标”三个方向来省思，具体了解STEAM的目的以及它在教育上的价值，进而从中找寻可能的教学趋势。

一、ARTS、STEM与STEAM的不同

1．ARTS的教学形式

我们在第五章讨论了统整艺术的教学与老师“预设”的教育目标息息相关。艺术类的教学，比如视觉艺术、戏剧、舞蹈、音乐等科目，绝大部分着重于专精技术：视觉艺术以精进艺术技法、描绘能力为主；音乐教育强调教学着重于基本的视唱听写、音高、音准、乐器弹奏的技巧和节奏的训练；表演艺术则加强演练如何善用声音、表情、肢体语言来传达、诠释剧情的转折与张力；舞蹈艺术以律动、身体的伸展、舞步与节奏的吻合流畅度为基础。为了确保学生快速地掌握基本技巧，教学采取以模仿、复制技巧、老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然而，即使加入了艺术欣赏、艺术史、音乐史、戏剧赏析等拓展学生学习艺术的知识，教学的重点仍停留在强调记忆力以及基本艺术知识的复诵与理解上，也就是韦伯的“知识的深度”（DOK）的第一阶段。

到了20世纪末期，教育界对艺术的定义不再狭义地以追求纯艺术为主。因此，艺术的教学方法也随着艺术普及化的意识兴起，渐渐往第二阶段（运用观察力来诠释并实践看、听、演的方法）与第三阶段（强调评估问题、整合与精致化的过程）迈进。这个改变对艺术推广有很大的助力。当今，新一代的美国艺术教育课纲与中国台湾地区十二年艺术教育课程草纲（见第九章）均从视觉文化的理解出发，以美感培训为目标，期许学生的创作展演可以连接经验、加强系统性思维的联结与执行，达到“知识的深度”第四阶段的获取。

艺术教育的视野必须脱离技术层面的框架，延展到联结其他学科的教学，并且让孩子从学习艺术的过程里经历愉悦的享受感、挑战自我、自主学习、参与互动、自然流畅、厘清目的、平衡发展、发挥潜能、实现想法。通过这些期许，我不禁联想到丹尼尔·品客（Daniel Pink）对教育者的提醒：“控制导致顺从，自主导致参与”。教学的过与不及，拿捏要得当，否则，教出来的只是一群不会思考创造的跟随者。教学应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把学习的主导权还给学生；在自动自发的学习环境里，学生的参与程度提高了，学习的成果自然长久。对我来说，要体现艺术本质里的创意发想，教学的策略必须从建立学生的自主力开始。

我把21世纪ARTS的教学目标分成推广（advocate）、研究（research）、科技（technology）、系统（system），将其作为教学理念的四大方向（见表11-1）。在碎片化资讯膨胀的现代社会中，教育强调的是思维连接、自主学习以及科技创新的融合运用。相较之下，传统的教育方式偏向于分科的学习，容易造成学习者的局限并限制学习模式，使其无法突破并创新。

表11-1◎　21世纪统整艺术教育的目标

[image: alt]


2．STEM与ARTS在“学习技能”层面上的不同

要如何理解STEM与ARTS学习过程里想要培训的学习技能的类似性呢？在第九章讨论价值体系时，我介绍过韦伯的“知识的深度”认知阶级。它是一个审视教学目的价值的量尺。我们现在再度运用韦伯的“知识的深度”来审视STEM投射的学习技能与ARTS想要培训的学习技能的类似性（见表11-2）：

表11-2◎　STEM与ARTS必备技能一览表

[image: alt]


由表11-2来看，科学学科和艺术类的学科在技能培训上似乎有许多共通之处。然而，真的是如此吗？

我认为，即使针对同一个技能，它的层次、目的并不尽相同。譬如以“精致化”来说，艺术类学科强调的是创作理念与技术细节，是媒材运用在概念中的展现。对科学类学科而言，“精致化”则是对研究实验进程的精密度与清晰度的体现。因此，我们在实践STEAM之前，除了明白STEM与ARTS培训必备技能的共通之处外，也必须考虑到它们本质的不同。

3．STEM与ARTS在“影响面”层面上的不同

从社会影响层面上来看，STEM与ARTS也有不同。虽然STEM与ARTS课程设计的主体都是引导学生执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这两个“解决问题”的目的以及影响面并不一样。在STEM的背后，是与社会经济联结的广大群众。“解决问题”，对STEM来说，每一个发明、每一个科学发现都负有提升人类价值、改善生活的重大责任（如图11-1）。

图11-1◎　STEAM的教学趋势为何

[image: alt]


相形之下，ARTS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就不是那么绝对。虽然，某些艺术内容与形式可以撼动人心、具有社会意识、功用与价值，但这个层次与STEM的影响层面并不一样。比如大战时期的爱国海报设计往往具有激励人心、激发爱国热情，甚至于加深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是坦白说，这个层次的功用是比较“隐性”的、“小众”的，甚至是“主观”的：

（1）隐性：内容偏向心灵情感的抒发、意识形态的提醒和体现；

（2）小众：通常只限于观者或是与作品直接相关的人，像是创作者、委托人、经纪人。

（3）主观：仰赖主观感受与个人评价。因为每个人对美感的定义评价不同，品位也不同。它的效用与评鉴本身就有正面与负面的可能。

这个情形在当代艺术里更是明显！

因此，我大胆地认为，在ARTS领域里的“解决问题”是比较偏向艺术家对自己如何把创作构思真正实践出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对媒材的熟悉度、精湛度，对艺术表现手法的选择，对艺术环境的认知等。即使面对委托艺术家们创作的资助人或客户，艺术家也希望透过他们的作品来传达创作的信息。作品的目的不见得一定要带给观者、用者提升心灵、净化人心、美的感受。

4．STEM与ARTS在“评鉴目标”层面上的不同

我们再从课程结果的评鉴目标来看STEM与ARTS的不同：

STEM以计划结果的实用性来考虑，也就是“我如何将这个发现具体应用、生产、量化来改善人类生活”。

ARTS则以创造力为准则，思考“我如何将创意具体以艺术的形态呈现”。

因为评鉴目标的不同，它所运用的教育方针也会有所差异。

二、STEAM=Design+Art

在明白STEM与ARTS两者可能的不同点之后，我认为，把STEM与ARTS结合之后的STEAM，必须是结合“实用性”与“创造力”，通过“解决问题”的技能来赋予某种社会价值与改变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许多教育学者（特别是艺术领域以及传播媒体领域的人）为何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从设计的角度来结合科技、科学与艺术。STEAM=Design+Art的意念应运而生
〔3〕

 （见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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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STEAM=Design+Art？
〔4〕



“实用性”是STEAM课程凸显的地方。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课程纲要明确指出，既然STEM的目标在于加强学生日后成功的必备技能，因此教学内容必须注入实际生活的应用元素，鼓励老师把真实世界的经验（real world experience）带到课堂里。而STEAM因为加了艺术之美的元素，可以有效地对实用化赋予一个广为大众接受的经济效益产品化的意义。于是，好比“科学与科技改造了上一个世纪的世界”的想法一般，“艺术与设计可以改变21世纪的经济”马上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信念！

21世纪的经济，由设计与艺术引领风骚。科技因为设计与艺术而大众化；而设计与艺术因为科技的实用化，让科技界广泛接受并重视艺术人才的培训。在双赢的融合中，STEAM的概念的确可以综合这两大领域的优点，带动学习的动机与经济的长久效益。

3．STEAM代表的理念

根据以上的探讨，我认为STEAM代表的理念有：（1）知识获取的共同性；（2）创造力、实用性与自觉性；（3）跨学科领域的实践；（4）艺术实用化。


1．知识获取过程的共同性：
 艺术的创作过程在许多方面和基础科学学科的性质类似。基础科学强调的是从理性思维与在实际操作的流程中获取新知，从观察中发现问题、找资料、研究，然后假设、验证进而解决问题。学习者在这个强调结集理论与实践、以解决问题为本、动手操作的过程里，一直是手、耳、眼、脑并用，激发触觉、视觉（有时甚至包括嗅觉与味觉）来学习特定的概念与知识。这些感官感知有效地促进学习的动力与思考力来解决问题、分析整合、批判验证。同样的，艺术创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做中学”的实践，从构思的那一刹那开始，便具备有效地运用在其他领域里的潜能。创作是运用批判性思维、不断地解决问题来达到预想的结果。


2．创造力、实用性与自觉性：
 STEAM的学习以生活中实际的问题为引导，鼓励学生结合创造力与实用性来解决问题，即从动手实际操作的过程来寻找答案，经由不断整合、调整、审视来了解自己在学习过程里的角色与学习的成效。


3．跨学科领域的实践：
 STEAM的学习是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的整体实践，积极运用这些学科需要的学习技能来深度学习。


4．艺术实用化：
 STEAM促进艺术的实用性。凸显Design+Art的经济效益，把设计的原理融入实用科学领域是极具效率的方法，进而达到“真实世界”（real world）的学习。



第三节　STEAM在基础教育（K-12）中的意义

如果只是把STEM与艺术的联结用功利实用论的框架来检视，那么很容易流于追求表象形式，对于长远的教育没有多大的帮助。教育者必须理解艺术的价值是创造力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碰撞的过程。STEAM是“桥梁型”统整思维的实践，经由诠释问题、反思问题、积极地把“解决问题”赋予一个实用的意义来创作。这种结合设计、实用、美的过程，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与乐趣。然而，在设计STEAM课程时，老师们必须注意什么呢？STEAM课程必备的条件为何？在这一节里，我将针对创造力的思维模式、STEAM基础教育教学内容以及STEAM基础教育教学形式三方面来讨论。

一、创造力的思维模式

对于创造力带动经济的重要性，早在2000年时，教育界制定政策与课程方针的学者便积极思考千禧年之后的教育应该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更改。英国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England and Wales）针对全球191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加以比较分析，并在同年7月举办国际研讨会进行对话。与会学者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澳洲、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匈牙利、意大利、北爱尔兰、爱尔兰、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美国。同年12月，出版《艺术、创造力与文化教育》一书，列举当前教育应该关注的议题为：（1）目标：教育目的的明确性；（2）政策：课程模式多样性；（3）实践：艺术与创造力的联系。

在论坛会结束后，欧洲各国逐渐摒弃传统的艺术教育，减少把艺术与各个学科切割的本位教学，强调实用艺术教学设计、符号与美感培训、艺术与文化结合的统整。中国台湾地区也由美术改为艺术与人文、艺术与生活。它本身是跨艺术领域的架构，结集视觉艺术、音乐和表演艺术，强调艺文涵养的培养与建构广泛的艺能知识必须从小开始，明确地将联结艺术相关领域落实在基础教育上。不过，教育界基本上仍把艺术领域归类成一个区域，并没有与其他学科积极整合。相较之下，过去二十几年来美国始终停留在1994年以艺术为本的教学，虽然许多学者积极宣传、强调内容的多元化以及多样性，但还是没有真正地正视或实践统整课程的培训。这种情形近一两年来，在STEM与STEAM思潮的冲击下总算渐渐有了改变。

我认为创造力与学习成效有绝对的关系。然而，要凸显创造力的议题，我们得先理解创造力产生的过程。到底，它和一般的学习进程的共通处为何？它们又有何不同点呢？

1．创造力是潜意识与显意识的心理过程

提起“创造力思维过程”（creative thinking progress），最熟悉的阶段性过程理论源自法国数学家雅克·阿达玛（Jacques Hadamard）针对数学家发明与创新想法的思考进程所做的分析探讨。1945年，他在《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The Mathematician's Mind：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一书中糅合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1926年出版的《思考的艺术》（The Art of Thought ）中提前的创造性活动，提出以“无意识思维”为核心的创作思维进程。阿达玛认为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涉及显意识与潜意识思维的整合，分成四个阶段：

（1）准备期（preparation）：强调的重点在于“广泛地”搜集相关的资料，有意识地对所面对的问题需要用到的先前经验、知识、材料、资料做初步分析。

（2）酝酿期（incubation）：关注与解决问题的过程的酝酿阶段。刻意或无意识地“暂停”不见得是“负面”的进程。在遇到瓶颈时，我们免不了把当前想要处理的事暂时搁下，而先处理其他琐碎的事。这并不意味我们已经放弃或是对问题置之不理，相反，我们在无意识、不知不觉中，仍然思索着对问题可能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抽丝剥茧、简化甚至以游戏、玩耍的心态来酝酿解决的方案。

（3）启迪期（illumination）：进过酝酿期的沉淀，突然“灵光一闪”，一下子对处理的问题有所顿悟，进而明确地、顺利地找出可行办法。这个“突破性”的“灵感”无法强迫得来，它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失败，甚至是长久的准备与酝酿。

（4）验证期（verifcation）：将领悟出的办法用逻辑思维分析评估是否真正可行，这个阶段仰赖细心的考量、安排，追求精确性。

在这个过程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的创意活动是从显意识思维做初步评估到无意识活动的酝酿；从潜意识中出发，顿悟后以显意识的逻辑分析做行动方案的实践。这四个阶段中，最重要的是第二阶段—酝酿期。创意的根源不见得完全存在于我们直观的思维行动中。那些看似放弃、无行动力的无意识的潜伏期，其实正好是灵感的启迪之处。在无意识里，我们将平时收集的想法、图案、符号、对话、资料、心灵图像，听到、看到的意象做筛检、统整与归纳。这一连串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存在的活动就是突破限制、突破现况的创造力之契机。我认为这个阶段也是教育现场里始终缺乏的环节。我们把孩子的学习不断细分，不断地分秒必争，把孩子的时间利用到极致。而且，我们一直让孩子在“预设结果”的状况下来被“指导”或被“灌输”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忘记“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真义其实需要孩子自己去酝酿和体悟。

2．设计开启创造力思维模式

在设计领域里，左右设计成功与否的因素取决于对象（主观条件）的接受度。这个对象，简单地说，就是承托设计的客户、雇主或是一般消费大众。因此，在创作的过程里的自由度不似纯艺术的表现那般有主控力。法德·赞德（Vande Zande）、沃纳（Warnock）、尼古曼彻（Nikoomanesh）与泛·狄特德（Van Dexter）（2014）这四位分别在艺术教育师培训练、建筑与室内设计领域的学者，把专业设计领域的设计过程简化为六个步骤（见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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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设计的步骤

设计的六个步骤简述如下：

（1）设计问题。对象（who）：我们针对“谁”来设计，为谁设计。内容（what）：要设计什么。地点（where）：这个设计有没有受到特定的地域性的、环境的限制。时间（when）：设计所需的时间，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目的（why）：设计的目的是什么。方法（how）：设计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何。

（2）深入调查：通过访谈、资料搜集、阅读、观察、报告、实地探勘等方式来进行研究，对想用设计来解决的问题加以了解。

（3）产生构想：进行构思、绘制草图以及设计概念快速成型（rapid-prototype）的步骤。

（4）制作样板：完成样板，针对必须解决的相关条件进行测试。

（5）产品呈现：对客户示范、呈现、解释创作、制作过程以及解决问题的结果。

（6）评估与修整：针对客户、顾客、设计者本身的体认与建议，改善设计作品或产品的整体架构与品质。

他们认为，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在进行与设计有关的创作时，其实也经历着类似的步骤，只是略有不同。我根据他们的分析，针对基础教育的设计课与专业设计的不同点进行了比较（表11-3）。

表11-3◎　基础教育的设计课与专业设计的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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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格中，我们不难发现，结合工程设计的概念并实践于现实生活，可以说是统整教育的积极呈现。透彻设计思维的模式来加强实践的可能，可以引导学生感受现实社会中设计师所面对的问题。与“现实经验”结合的过程，能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动机并发挥潜能。这比起纸上谈兵、照着老师的意思做，更实际也有趣。思考过后的创作除了彰显学生应用所学的成熟度之外，也能加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对创作的功能性赋予意义。

二、STEAM基础教育教学内容

1．统整、理论、实践的平衡

读者在此可能会有些疑惑：在基础教育的课堂里，老师应用设计的理念让学生做练习的课程很多啊。而且，大部分的项目都和日常生活相关，譬如设计卡片、制作风筝等。这些难道不是STEAM吗？

通过设计卡片、制作风筝的学习的确可以引领学生接触到设计的理念步骤。但，我想，教学的重心，除了动手制作的部分之外，有绝大部分的内容必须介绍、解释、启发学生与这些项目有关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基础理论。

只有做作品而没有实际的跨科学习的内涵，并不是STEAM的学习宗旨。

同样，如果只是讲述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理论而没有实际的动手创作经验，这样的学习也是有局限的。长期仰赖记忆式的灌输学习，学生缺乏临场解决问题的应变能力和结合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机会。这让我回想起自己在基础教育的求学时代，我对数理化反感甚至惧怕的原因就在于学习的过程偏重理论的记诵及解题的技巧，而亲身做实验、实践在日常生活的学习机会却是少之又少。

STEAM教学计划必须平衡理论与实践，在此，举两个“制作风筝”的统整课程来做讨论。第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南部某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制作简易的纸风筝。老师首先在课堂上介绍风筝的基本形状，并且事先已准备好风筝的裁剪图。小朋友各自剪下菱形之后，用色笔加以装饰。他们动手制作之后进行试飞，此时每个小朋友都跃跃欲试，十分兴奋。不可否认，孩子们在追逐、跑步等肢体活动中，充分感受到“做中学”的成就感。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小学进行的也是“风筝”的课程。其主要目的是突破学生对于风筝形状的刻板印象。老师先以幻灯片放映几个“传统”的菱形风筝，接着介绍风筝的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海底总动员》的主角尼莫（Nemo）的3D鱼形风筝，又介绍了一个用纸与吸管制作成的3D风筝。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学生们按照老师的步骤，各自动手制作3D风筝，现场有两个家长在帮忙。隔天，学生们继续进行近两节课的制作，完成之后，老师鼓励大家观摩彼此的成果。因为是按照老师指定的3D风筝模型来制作，除了各自的图案不同之外，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3D风筝工厂。也因为时间有限，学生们并没有试飞的机会。

这两个风筝的课程，是不是STEAM呢？

光是看成品（风筝），你可能会同意它们是STEAM的教学。但是，如果以教学内容来看，它们基本上只是凸显风筝的“形式”“形状”，并没有统整与风筝相关的学科学习。他们的风筝是“复制”既定形式的风筝，学习时缺少让学生思考发挥、更新创造的过程。

那么，该如何充实风筝教学的内容，来符合STEAM的精神呢？

以下是我的建议：

（1）在制作风筝之前，根据年龄的不同，老师深入浅出地借由教导风筝为何会飞的原理，来介绍基本力学、空气的相对作用。

（2）介绍并鼓励学生研究风筝的历史文化意义（譬如，在战时赋予的间谍侦察任务、对科学发现的贡献）与娱乐价值（譬如风筝节、风筝大赛等老少咸宜的活动）。

（3）在动手设计时，与学生讨论风筝的结构对排风面的考虑以及预测飞行时线的拉力与风筝本身的重量对风的有效分力有何关系。

（4）加入美观性的元素，展示关于风筝设计的例子。

（5）学生进行风筝设计与创作，以凸显个人风格、实用为主。

（6）在飞行时，检讨风筝的动态、美观以及成功性。

（7）最后，综合讨论整个学习过程里的感想、反思、改进的方式。

像这样的课程，才能真正提供学生脑力激荡的机会，从生活经验里联结新知、研究讨论、动手创作、规划实作、验证、改良再研究测试等，这些在考试为重、速成教育的体系里被忽视的元素，其实都是引导学生建立深度永续学习的基础，也是踏入社会后常用的必备能力。

2．探讨时代需求的议题

以STEAM为基础的教育，除了平衡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内容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之外，最好包含符合时代需求的议题。毕竟，推广STEAM教育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在于改善人类生活品质。

加拿大艺术教育学者欧·唐纳胡（O’Donoghue）与拜纳（Berard）提出统整设计与艺术的课程必须有所依据并反映当前社会的需求。他们列举六个与社会趋势紧密结合的特质：

（1）关于环境与社会议题：设计反映社会，进而改造社会模式、城市架构、人群关系。

（2）追求内容的实质性：不以市场销售率为导向，设计出来的产品企图对社会大众挑战、重新定位并赋予新的意义。

（3）持续性的参与形式：设计具有行动性，在合作中维持建设性、良性的积极互动。

（4）模糊传统的界限：颠覆对设计的传统定义，设计不必是实体的产品，它也可以用虚拟的概念、会话等非典型的设计形式来引起大众共鸣。

（5）创造生活认知能力：透过设计凝聚社区，引导大众感知、重新领悟生活的意义。

（6）阐述教学的可能性：与社会趋势紧密结合的设计，鼓励老师们确切观察所处社区发生的、需要的、即时的议题，以统整方式带入课堂里讨论，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与社区发展相关的设计活动。

2017年3月初，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在广州佛山举办的Idea on Design（以下简称IOD）国际设计大会。演讲者李蝶（Lidi Brouwer）分享了由设计师丹·罗斯加德（Daan Roosegaarde）领军的罗斯加德设计工坊（Studio Roosegaarde）“改善雾霾”系列作品。他们眼见世界各大城市在快速发展、经济突飞的同时却为雾霾所苦，对人人口罩不离身的生活形态，感触特别深刻。身为“世界公民”的一部分，他们积极思索“改变”的可能：如果有一个巨大的空气洁净器，把污尘、脏空气都吸进来，那该多好？设计团队把室内空气洁净器放大，搬到户外的臆想转化为头脑风暴、解决雾霾问题的起点，进而实际展开实践“社会责任设计”（socially responsible design）的可能。他们着手设计室外无雾霾空气洁净塔（Smog-Free Tower），希望架设在污染严重的城市，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洁净器内从空气中搜集的污染残渣颗粒也成为一个“新兴”污染物。与其将这些残渣倾倒，不如利用它们，设计团队们思考二度运用的方向。设计的结果为一系列的无雾霾方块戒指、环扣、领带夹等与人们贴身接触的饰品。透过戒指，以美、实用与设计的手段，在“亲密”的接触下，人们能实际体会人类对保护生存环境所做的实际行动。他们借此宣导“社会意识”以及“世界公民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在众筹的宣言中，丹·罗斯加德明白指出“在这个计划中，我们结合了高科技科学、设计和想象力”。而每个无雾霾方块都含有1000立方米空气雾霾残渣的颗粒！的确，无雾霾空气洁净塔与无雾霾方块戒指（见图11-4），正是以艺术实践社会责任出发的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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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无雾霾方块戒指

大会之后，我手戴着无雾霾方块戒指与李蝶访谈，感受特别深刻，以下是节录：






陈：
 整个无雾霾计划让我非常震撼。你可以谈谈设计师与社会永续发展的关系吗？


李：
 身为设计师，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对”的设计、什么是对未来“负责”的设计。坚持“绿能源”设计，尽力做到无污染、尊重资源，其实不难，但的确得花很多心思来思考“废弃物”的再利用。这对任何公司来说都是昂贵的金钱代价，但，什么是重要的？设计的目的其实是要体现生命永续的责任。


陈：
 我们如何将这个理念带到课堂里呢？


李：
 从小开始，养成习惯。老师本身也必须以身作则，改变对资源浪费视而不见的习惯。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是三年级吧，每周有一天下午是社区体验课，老师带我们到附近的商家、农场、市集去体会。不是参观，而是实际动手操作的机会。我记得我们做过乳酪、喂过动物，印象深刻。我们从这些活动中明白资源获取的不易，然后学会珍惜资源。因此，在课程里加上走入社区的课程设计，实际感受生活周遭的事物，比如，食物从哪里来？电从那里来？怎么保护、珍惜我们的资源？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力量来改变？换句话说，注重参与性、体验性的课程将会让孩子关注周遭环境的变化，也会拓展孩子的视野。


陈：
 罗斯加德工作坊的作品坚持“绿能源”的理念，将自然资源与美感经验融合，你们每一个项目都让我想到STEAM。STEAM教育正在全球教育界刮起旋风，然而，身为艺术教育者，我们当然不是各个领域的专家，那么在跨科教学中我们如何正确地引导孩子运用STEAM的学习呢？


李：
 个人无法脱离团队而存在。勇于并主动联系专家，询问或是寻找合作伙伴，这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比重要。因为协同合作，找到对的人来问，可以免去无谓的错误。即使在研发中遇到瓶颈，甚至犯错时，我们并不会放弃，因为有“合作”的精神，我们可以寻求并尊重其他领域专家的建议来充实自己。（李蝶，个人访谈，2017年3月6日）





从与李蝶的访谈中思索，STEAM教育落实在课堂的方向为：统整知识与经验的联结、参与并体现社会责任、发挥团队协同精神。教室是让孩子明白团队的意义、相互学习的最佳环境。设计师体悟到生活中的不便，进而透过设计统整思维，运用批判思考检视社会人生的现象，将知识与经验的结合应用在解决问题上，进而产品化，重新融入生活。李蝶透露英国查尔斯王子也是众筹的捐赠者，拥有一组无雾霾方块衬衫扣环。我手里捧着那一只包含1000立方米空气雾霾颗粒残渣的戒指，心里感受到设计的力量，已经超越“实用”与“美观”，它代表的价值，是一个始于关怀、改造的永续生态链的概念。

的确，关怀社会的变迁以及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STEAM课程的潜力。光是环保概念的议题就可以涵括许多值得学习的议题，从室内设计的空间考虑、回收资源的流程到对绿色建筑的期许，这些都是引领学生明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与期许。相关的艺术统整课程，比如，在一个七年级用资源回收做衣服④的课程里（见图11-5），老师首先提到日常生活中的过度包装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课堂中所牵涉的除了设计之外，还有对于材料的使用与熟悉度。在技术方面，学生则学习了手工基本缝纫和基础车缝。此外，在制作当中也融进了数学中的丈量、经济学当中的客户市场需求等概念。学生最后在社区活动中心走秀表演，从艺术行动中宣导环保意识，使其成为自身的社会责任。又比如，同样以回收资源为创作材料，三年级的学生以“梦想绿色都市”为主题，讨论都市生活环保的意义，以及如何在生活中做到环保（见图11-6）。这个课程牵涉都市规划、建筑材料、房屋设计、环保意识、社会责任等议题。环保议题被老师与学生广泛接受，也是可以运用STEAM的统整课程来学习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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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七年级学生苏菲（Sophie Lin）与蒂芬妮（Tifany Liu）规划制作回收衣服设计的过程。草图与材料的拣选，牵涉到数学、材料的运用。她们还考虑到舒适度、美观的整体呈现。设计中一环一环地凸显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应用。指导老师：陈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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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三年级学生陈品瑜（Katherine Cooper）与艾玛·易科维奇（Emma Iukovici）规划制作绿色都市设计。在制作的过程中，学生讨论“绿色都市”的定义。学生在顾及“喜欢”与“必备”的商店之余，也想到生活习惯与环保概念的关系。譬如，利用太阳晒衣，回归自然。指导老师：陈怡倩

三、STEAM基础教育教学形式

启发性的教学是STEAM的教学核心。开放思考、在“玩／游戏”（play）
〔5〕

 中学习是设计STEAM不可或缺的元素。思考带动创作，创作整合思考。老师并不是一个掌控者，而是在旁观中引导并提供学生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机会的人。

1．“玩／游戏”是酝酿思维的过程

我们往往对“玩”的概念有所误解，认为孩子在“浪费时间”。事实上，“玩”是一个“酝酿期”。在玩的过程里，孩子脑力激荡的活动是无止境的。举个例子，孩子玩办家家酒时，他们是在模拟一个现实或是超现实的臆想世界。从自己、玩伴与玩偶、玩具之间联结成的角色扮演与对话，可以对孩子的社交性、感知、对周遭事物的观察理解有正面的帮助。在冥想的过程里，他们自己拟定游戏规则，在开放思维里判断、推演“故事情节”的推展。孩子在模拟情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转换与互动，也就是苏珊娜·米勒（Susana Millar）所说的“游戏特定时空”（playspecifc-space-time）。

“玩／游戏”，也有Tinkering的意味。

Tinkering这个字的本意是“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在学习领域里，代表着让学生有动手做的机会。这个动手做的过程不是按照老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去完成，而是让学生在“敲敲打打、修修补补”的实际动手的过程里，能够“思考”并且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来说，孩子们玩乐高积木时，同样是盖一栋建筑，按照说明书盖出来的房子，与孩子天马行空、拆解组合出来的成品相比，前者就像盒子上的展示相片一样非常专业、漂亮。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们在制作过程中的不同，就会发现按照说明书做的孩子很“听话”地按部就班、找寻需要的零件来组合，他的挫折感往往来自于突然找不到需要的零件，或者突然无法理解说明书上的某个步骤。相对而言，不用说明书的孩子是在盖的过程里不断更改、修正，甚至随性地为作品添加个性化的元素。这个一边做一边想的过程就是Tinkering。它是以开放思考为主，玩中学为辅的学习机会，也是STEAM教学的重要元素。

2．“玩／游戏”为良性的学习

“玩／游戏”的元素，一直在幼教中被重视。“玩／游戏”的学习形式，有以下的优点：获得满足感、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拥有自信心、能自我控制、EQ的成熟度高、多元化解决问题、互动、理性与知性的融合，提升学习的动机。“玩／游戏”的概念在教育上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幼教。它已渐渐地被小学，甚至是中学、大学广泛接受。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大众对传统的以分数阶段能力测验为首的教育反感。面对学生学习兴趣低落、缺乏学习动机，求知欲不高的情形，老师们积极想办法寻求不同的途径。“玩／游戏”的自主性与弹性有别于传统思维，的确为刻板的教学注入一线生机。

STEAM课程里的“玩／游戏”还带有“玩”道有方的色彩。除了明显地反映着莎拉·斯米兰斯基
〔6〕

 （Sara Smilansky）的游戏认知四阶段里的功用性的游戏（在游戏的反复动作中训练小肌肉）以及建构性游戏（运用材料来建造，增加对材料的熟悉度）之外，STEAM以“课程产生的游戏”为重，以“玩／游戏”为中心的课程设计，让学生有机会在不断“做决定”的过程里有机会认识“我”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第四节　：STEAM与K-12师资培训

一、STEAM基础教育师资培训的重要性

STEAM是统整教育的一个方面。然而在传统的师培训练里，学科的分野太过制式化，数学老师与自然科学老师的本科教育专业甚少有交集，更何况是与艺术专业教学领域之间的对话？1998年冬天，我有幸出访巴黎，旁观巴黎索邦大学的艺术符号学教授伯纳德·达雷斯（Bernard Darras）与数学系教授们面对面地针对三角函数的学习方法，讨论视觉化的可能。这个经验让我印象深刻。原因在于，教授们之间运用各自的专长，提出不同的“由繁入简”的形式来理解符号、图形，为师资训练进行筹划与整合。更让我敬佩的是，这种跨学科的对谈在巴黎索邦大学是经常性的“活动”。

仔细想想，在面对日常生活的问题时，我们的确很难划分我们运用的先前知识是“属于”或“仅仅用到”某一个特定学科。我们所获取的知识在潜意识与无意识中已经成为一个“各科融入合流”的储藏机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在教育的板块里一直“强化”各科的疆界呢？

因此，我认为若要落实STEAM的执行，光是要求在职老师做课程规划的改变并不是完整的做法。STEAM的理念必须从基础教育的师资培训开始，而且必须是以统整学科、跨学科方式进行。

但是，这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难改变大家长期以来分科、分领域的学习与思维的习惯。举例来说，在STEAM的训练的学程里，我为了减少职前老师们对STEAM的惧怕感而设计了一个暖身活动。每个一组有一个小马达与电线接头。我在桌上放置了平日在家里收集的已经清洗干净的废弃回收物、小物品、基本文具（胶带、尺、剪刀、美工刀、万能胶）、热熔胶、水彩笔和彩色铅笔。每一组有50分钟的时间来制作“会画画的机器人”，他们创造出来的机器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个体不需辅助就可以直立。（2）会动。（3）会画画。

学生们一窝蜂地涌向材料桌。很明显，他们马上面对第一个难题：怎么让马达运转？

这个暖身练习挑战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学生们有的积极解决，把玩电池、连接电线与小马达，想办法“发现”让马达运行的必要条件。有的学生逐渐显示挫折感，因为他们“忘记”学过的负极与正极的基础电子学，开始向我抱怨材料“坏掉了”。此外，在制作的过程里，有些学生急于让马达运转，却忘记考虑马达的重量与水彩笔的重量必须达到一定的平衡，才能确保水彩笔能在震动或移动中稳定地画出线条或圆圈。

你们可能会想，怎么这些职前老师把学过的基础电流学都忘光了？

其实，他们最大的阻碍是用分科的思考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习惯，例如在数学课解决数学问题、在自然科学课解决自然科学相关的问题、在基础电流学课解决基础电流学的问题，等等。他们在训练过程里（甚至是在成长过程、学校的学习环境里）很少有需要同时应用多门学科以及先前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机会。

我只能说，他们在“制式”的思维里思考，面对整合型的训练，一下子“卡”住了，无法脑筋急转弯。然而，一旦“体会”到这个作业具有结合“身体力行”“手脑并用”的本质，他们马上改变思维方式，充分运用“观察”“分析”“整合”来思考、有效地应用先前的知识来解决问题。

譬如说，我“提醒”学生水彩笔是“水性”的。有些学生立即明白这个讯息“隐藏”的意义。有些学生虽然不明白，但在制作的过程里，水彩笔在马达的辅助下快速旋转，使得颜料喷射四溢，弄得自己一身。他们在“惨痛经验”里，体会到“加速”与“水”当中的连带关系；在惊吓与笑闹中，他们也立刻想出运用盒子来预防被“水彩四射”突袭的方案。

整个过程中，我（老师）提供了一个“不干涉”（hands-of）的学习环境。“Hands-of”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保持一个适当距离，不需抓着学生的手、一步一步照着自己的想法来进行。老师是“监护者”（monitor），辅助、提示、保护、引导、不控制学生试图做的各种尝试。在STEAM的课程里，唯有凸显学习实验可能性、失败中求精的学习经验，学生的学习才有深刻的思考与长效性（图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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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在STEAM的课程里，必须凸显学习实验可能性、失败中求精的学习经验。图中显示学生学到教训，用纸箱来防止水彩笔喷射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寻求“平衡”让自体运转

引导学生“拥抱失败”，从失败中再思考、再出发；训练学生的“抗压性”与“耐力”，这些与未来在工作、职场上息息相关的责任感之美德，其实也是STEAM课程的一个重心。

无独有偶的是，镇上三年级的学生也做过一样的暖身活动：制作“会画画的机器人”。加拿大的创客专家布莱德·范森（Brandyn Van Sant）也让他的四年级的学生做过同样的课程。与成人学生相较，小学生们的机器人比大人的更有创意和想象力。

我问我的职前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他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1）制式的学习，扼杀想象力与创造力。

（2）孩子勇于尝试，他们以“玩／游戏”的心态来探索。

（3）失败对孩子而言，只是一个过程；年龄越长，则越在乎他人的看法，失败与错误让人畏缩。

（4）成人在“漫长”的基础教育里，动手做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失去了灵感与应对能力。

这些领悟，让我的学生们明白积极制造STEAM学习机会的重要性。老师设计的STEAM课程以“发现”为主，老师给予暗示、提示，让学生明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们也明白这种“自发”“自觉”的学习方式，虽然不似传统的“教导”方式那么直接，然而在不停地脑力激荡里，他们真实感受到运用、整合知识的重要性。这个经验也让职前老师们明白该如何有效地设计一个STEAM课程，即在课程活动里注入打破分科思维的元素，让日后的学生有做中学、统整先前知识、团队合作的学习机会（见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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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在STEAM的课程里，团队合作是个重要元素。学生在互动中一起分享挫折与发现的喜悦



第五节　结论

STEM的教育思维以推广科学教育为主。STEAM用意其实不是与STEM较劲，而是希望在教育领域里，大家可以进一步突破并讨论何为“重要”或是“不重要”的盲点。STEAM与艺术结合的视野，可以把艰深的科技理论大众化。然而，知道技术而缺乏沟通的技巧、开创科学的契机却忽略市场的包装、过度强调科技而少了人文，这些方法虽然短期内可以达到提升国民教育的素质、增加国家竞争力的目的；但是，长期下来，这种缺少美感训练的教育会碰到持续力不足的问题，无法真正达到全民教育、包容宽广的目的。

最后，综合本章上述的论述，我针对如何有效的实践STEAM课程，我重申以下几点建议：

（1）拥抱创造力的思维模式：允许有酝酿期的沉淀机会。

（2）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并重：符合时代需求。

（3）思考带动创作，创作整合思考。

（4）玩／游戏中学。

（5）Tinkering：实验可能性，失败中求精。



问题与讨论

1．你对STEAM的定义是什么？

2．在这个定义下，你如何安排设计STEAM的学程？

3．甲老师设计的STEAM课程如下：“学生用圆规或是在课堂上找可以画圆的东西，在八开纸上用不同的彩色笔画10个圆圈。画完之后，老师指导学生用尺学习量直径和圆周。这是结合数学与艺术的STEAM课程。”请你判断甲老师的课程是STEAM吗？你的理由是什么？

4．作者认为真正的统整教学是STEAM教学成功的条件。你赞同吗？你认为这个理念对于老师教学的方式、教材有何影响？

5．作者认为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可以加强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动机。请以2015年12月21日，由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主持的太空X计划（SpaceX）成功发射火箭至太空，并安全返抵佛罗里达的发射台，突破人类探索太空的瓶颈的事件为引导，以STEAM为框架，设计一个移民火星的课程。课程内容必须包括设计理念。



灯！

[image: alt]


教学对象：八年级

原创者：琼斯（Jones）与瑞瓦（Rehwalt）

指导老师、改编：陈怡倩




桥梁型统整三步骤


○诠释：灯的功能性，灯在生活里的重要性。

○反思：灯在文学上与宗教上的含义。

○创作：利用回收资源制作简易灯具，要兼具美观与实用。





先前知识：光的传递

新的知识：

○科学：基础电流学，透光性、散热性。灯泡（白炽、荧光；碳丝、钨丝）。

○英文：关于灯／光的议题，论述的写作形式。

○历史：爱迪生。

○艺术：对称与不对称、放射、透明。






作业


○写作：记述灯具历史研究进程。

○科学周记：详述基础电流学练习。

○设计本：记述规划设计灯具的草图。

○完成灯具制作与展示。






材料


○历史：灯具发明简史计算机简报。

○英文：写作本、字典。

○科学：基础电路板、电池、电线、灯泡。

○艺术：设计制图纸、尺、热熔胶、胶枪、冰棒棍、竹藤。






自我学习评量


○是否理解基础电流学？（灯亮了吗？）

○是否明白灯的发明对人类生活的改变？（灯的沿革？）

○设计的灯具是否具有美观性、安全性与实用性？



赛车！

[image: alt]


教学对象：六年级

原创者：卡玛格（Camargo）与刚赞拉斯（Gonzalez）

指导老师、改编：陈怡倩




桥梁型统整三步骤


○诠释：速度（我们对速度的定义）。

○反思：车的结构特性、特殊零件、设计与行车速度的关系。

○创作：利用回收资源制作以空气为动力的车。





先前知识：基础电流学、电池正负极。

新的知识：

○数学：速度＝距离／时间。

○科学：速度、速率、摩擦力。

○艺术：平衡、外观设计、色彩。






作业


○阅读：《美国飞速的时代里的罕见车种》（Top Muscle: The Rarest Cars from America's Fastest Decade）。

○科学周记：详述基础电流学练习。

○设计本：记述规划设计气球车的草图。






材料


○车子完成、展示与竞赛。

○历史：福斯汽车、汽车设计。

○地理：密歇根州（底特律）；佛罗里达州（Daytona 500赛车）。

○英文：写作本、字典。

○科学：基础电路板、电池、电线。

○艺术：卡纸、剪刀、颜料、吸管、竹筷、塑胶瓶盖、未吹的气球、尺、胶带、热熔胶、胶枪、冰棒棍、线。






自我学习评量


○是否理解牛顿第三原理？

○作用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车子设计材料与速度之间的关系？

○汽车工业与美国经济的关系？赛车的娱乐价值与经济效应？

注释


〔1〕
 　奥巴马白宫致辞，2013年4月，Educate to Innovate·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issues/education/k-12/educateinnovate


〔2〕
 　约翰·前田对STEAM统整教育的重视全文，可以参阅http://www.edutopia.org/blog/stem-to-steam-strengthenseconomy-john-maeda


〔3〕
 　2015年，美国艺术教育学会年会主题就以“设计”（Design）为主，鼓励艺术老师以及学者们从设计出发带入／融入其他的科学领域。


〔4〕
 　我特别在STEAM=Design+Art之后加了一个问号，变成“STEAM=Design+Art？”目的在于让大家有一个思考的空间。STEAM=Design+Art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可行的方案之一。老师们必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与方法，来统整结合STEAM的课程教学。


〔5〕
 　Play，一般翻译为游戏。我特意保留“玩”的意思，想凸显在STEAM的学习与思考的过程里带有的随意与随机性的领悟与灵感。因此，本文play译为“玩／游戏”。


〔6〕
 　莎拉·斯米兰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游戏的认知性发展分成四阶段：a．功用性。b．建构性。c．戏剧性。d．规则性。


第十二章　迈向系统化思维的统整教学

12

统整教育的成功，仰赖“视觉化”的“系统性思维”。



STEAM的兴起引发教育界对传统教学方式、课程内容的反思，进一步寻求应变之道。本章将继续讨论STEAM概念兴起之后对教育实践带来的冲击。特别针对创客空间（makerspace，也称为自造空间）、视觉化思维、大数据（big data）时代
〔1〕

 等相关的教育运动来思考这些运动对教育的意义何在，身为教育者，我们又该如何顺应潮流，它们追求的目标对于21世纪人才培训必备的能力的意义何在。



第一节　从STEAM到创客空间

“STEAM＝设计（design）＋艺术（art）”让我联想到创客空间（makerspace）的风潮。创客空间在2006年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它的宗旨为：制造、分享、奉献、学习、工具、游戏、参与、支持与改变，以“自造本为人的天性”为起点，强调“创意”与“实际动手制作”的精神。这个多少带有“休闲活动”意味的运动，俨然成为小本创业者酝酿、实践创意的摇篮，带动了经济发展。

创客空间与STEAM之间的理念相通，不同的地方在于“STEAM”着重于打散学科、力求统整，以知识的融通与运用为核心；创客空间则以“创新”的元素为首，强调在发散思维中精细化改造的过程，它的特点有：

（1）强调运用科技、善用工具和技术来创新、发明。

（2）思考的过程为解决问题的核心。

（3）创作实体产品来改变现状（包括个人、社区、社会、世界）。

（4）分享智慧、凝聚力量来精化创意与创作。

这些要如何在统整课堂里实践呢？

方法一：融合创客空间与创造的推敲哲学

我的学生布莱顿·泛森（Brandyn Van Sant）是加拿大温哥华萨里区（Surrey）的资优教师，也是加拿大特约少年监狱教师。在接触不同背景的学生之后，他深深觉得传统的分科领域只会抹杀学生融会贯通的学习机会。为了培养学生深度解决问题的学习态度，他积极设计注入统整学科的理念又不落窠臼的课程。

他自己本身是创客迷，也好奇如何把创客的理念融入自己的教学中。他决定刻意打破传统科学展览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学生往往按照老师建议的题目或是前人已经做过的题目来重复“科学发明”流程，譬如，光源与植物光合作用的关系、水质不同与植物成长的关系，等等。他希望用不同的方式来探讨“发明”的意义，鼓励每一个孩子针对自己的兴趣，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接着找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然后进行创造、验证与发明。他十分明白学生对材料的熟悉度有限，课堂的材料也缺乏，但他坚信这种以创造和发明精神为主、注重思考的学习，比在课堂上反复演练解题公式要有效得多。

什么是发明呢？这个“发明”的元素在课堂上的意义如何？

在消费当道、便捷的现代社会里，大多数的人早已惯于享受“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形态，我们自己又如何引领学生摒弃“消费者”“接受者”的习惯，转换角色，来“开发”“创造”呢？而且，在现代便捷社会的架构下，“发明”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发明的？

◎　什么是发明



什么是发明？


	发明通常被定义为制作出新的设备或是解决问题的新过程。然而，有些发明是改善现有的设备、过程和想法。

	发明需要洞察力。它可能始于一个问题、疑问、预感，也可能因为在思考的过程中体认到不寻常的解决方式，或者因为意外的发现而开创探索的新途径。

	在探索的过程里，几乎没有第一次就成功的。每个发明都经历过大量的试验与失败。所以，学生要勇于尝试自己的想法，耐心地思考有什么成功的解决办法。最重要的是在发明的过程里找到乐趣。





资料来源：根据布莱顿·泛森上课时为学生介绍解释的对话记录。





◎　发明的规划与创作



发明的规划与创作


	构想：你发现生活中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生活更简单、快乐、健康？我的构想可以回馈于社会吗？

	脑力激荡：我的发明可以用在学校、公司、家庭吗？想一想，你的构想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

	研究：这个构想已经有人创造过了吗？我可以进一步改善这个已经存在的发明来建构自己的发明吗？

	计划：列出需要的材料，确认使发明成功需要做的事情。

	制作发明的说明图或模型：说明图是把发明的产品画出来，并且把所需零件细节整齐地标示，用清晰的图画，以视觉化的手法来呈现、解释、吸引观众。

	模型：把构想用实物呈现。模型不必具备实际操作的功能或成为产品原型，它们只代表发明者的想法。学生应该使用学校和家庭日常生活里可以取得的材料来制作模型。

	评估：试着写下发展你的发明和创新时可能面临的挑战。





资料来源：根据布莱顿·泛森上课时为学生介绍解释的对话记录。





泛森老师在课程开始之前，向学生介绍“发明”的概念的精华。学生体认到，发明与创建并不局限于前所未有的创举，发明的意义是通过改良、更新，甚至再定义的过程来具体优化已经存在的发明。

学生在思考、研究、创作的过程里，主动去探访、观察、找寻相关资料来加强说服力。他们也从不断的脑力激荡与同学互动（甚至是相互较劲）当中明白“人”的元素往往左右发明的方向，这个元素有时候是对“刻板印象”“习惯”“理所当然”的觉醒。比如五年级的凯特玲娜（Katarina）写下她对经济体系下人们用发明改善生活的优先顺序的领悟。她说：“先进世界的发明家创作的动力是偏好优先于需要；第三世界的发明家创作的动力则是需要优先于偏好。”她小小年纪却已洞悉，当人们生活富裕，不再为衣食住行而奔波时，我们发明的动机不见得以改善生活为主。于是，“改善”，这一个词有了新的定义，它指的是娱乐性高、让人心情舒坦的发明，像是手机系统更新、新的应用程序（app）等吸引人的电子发明，就不是以生存为考虑的发明。

以科技为导向的发明课程，可以打破性别的制式框架而受到女生的欢迎。她们从生活中深思平时遇到的不便，以此当成议题而进一步研究。譬如，凯特玲娜看到猫儿进出小门时用头顶开门的不便，感同身受地觉得猫的头一定很痛，所以设身处地为小门设置感应器，当收到感应时，门便会自动开启，减少猫儿的不变。

这个人性化的设计，真的是“喵喵（妙妙）”门（图12-1）。

[image: alt]


图12-1◎　凯特玲娜（Katarina）的喵喵门。摄影／老师：布莱顿·泛森（Brandyn Van Sant）。经过同意使用

教育的本质如果是要培育孩子步入社会的必备能力，那么，我们到底要让孩子们学习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呢？在训练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除了灌输、介绍、演练必备的知识、法则、公式之外，孩子们如何找到学习动机，然后从学习动机进一步摸索出自己探究知识的过程？

泛森老师发明课堂的例子，清楚地显示：追求长效性的教育才是教育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标，教学者与学习者（甚至家长）必须理解：

（1）启发是以发明创建为核心的教学策略。

（2）跨科统整是脱离传统的分科独立的思维模式。

（3）学习体现生活、从生活反映学习。

（4）养成系统性思维作为创意的基石。

（5）把科技当作完善创意的媒介。

（6）珍视想法的产生与精进，成品的价值仅止于对想法的呈现。

以人性为本、从生活出发、以发明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背离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它意味着对“教育实用论”的觉醒。我想，如果在统整教学里多方提供这一类型的课程，可以提早培养学生运用观察来发现问题、主动研究学习来创造发明、积极解决问题来证明方案等能力，真正落实改变、挑战以及自学等追求知识与运用的精神。

方法二：加入创客空间分享与合作的社区精神

“分享”是创客空间的重要元素。这与传统对发明与创意“留一手”的秘籍式保留态度非常不一样。创客空间基本上把参与者当作“共同推进”的团队。它引用现代社会的“集资”“众筹”的概念。这里的“集资、众筹”不光只是金钱上的资源，而是在开放的空间里，大家共同分享想要发明的创意，然后共同结集智慧与经验提供建设性的方案、教导必要的技术，帮助创意人达到预期的目标。

创客空间也是反转教育的社区版。无论是实践的还是虚拟的，它在开放的学习空间里提供必要的工具、科技、机器与指导。这个学习的环境是互动的、目标明确的，同时也带有自我发现、自我挑战的意味。

2013年冬天，中国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江宏仁教授创立了“科学影像／科学”社团。江教授研发创作了方便使用的手机显微镜，并以登记集资的方式让社团里的成员（不分年龄）可以收到不断推新的机种。从创社之初至2015年8月，他已研发出十代的手机显微镜，提供约6700台手机显微镜，使大约400个资源有限、偏远学校科学社团受惠
〔2〕

 。2015年9月，该社团已经有超过20000名会员。每天都有成员使用显微镜拍摄的精彩画面在网络平台上分享，举凡壁虱、浓缩洗衣精、冬瓜茶结晶、摇蚊、翅膀鳞片、头发，等等，显微镜下的世界缤纷多样。社团基于分享的精神，进一步建立台湾科学影像与研究中心。作为台湾最大的显微影像与实验影像资料库，至今已经收录超过17000张由手机显微镜拍摄的照片。这些完全是社员自发性的分享，为台湾的科学教育注入视觉化的元素。

我自己与家人也受此影响，而对周遭细微的事物充满好奇心。运用手机显微镜可以强化学生的观察能力，并整合观察得知的资讯，进一步阅读研究来满足好奇心。它可以与视觉艺术、摄影结合；可以与社会人文结合（比如从不同饮料中糖的结晶来理解饮食喜好）；甚至可能受影像启发而诉诸文字的学习。江教授与他的团队带领大家领悟、实践求知的乐趣，并且秉持“求新”“至善”的理念，不断在科学领域里研究观察。

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绝对也可以把课堂当作创客空间的摇篮，来鼓励“优化创意”“引导发明”“统整学习”的求知环境。把学习的主权还给参与的学生，强调结集众人智慧、互助合作的精神。

事实上，这个强调理论实践并重、实作创业的训练的学习模式已经渐渐进入校园、社区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也影响到大学的品牌识别（branding）。传统的高等教育以智能为重，强调学术专业研究。然而，精深钻研并不代表就业保障，反而容易沦为不切实际的情形。综合技术（polytechnic）大学应声而起，这类大学成立的目的在于均衡理论与实践，打破象牙塔的迷思，为毕业生就业负起责任。



第二节　从创客空间到媒体艺术

如果说创客空间（makerspace）是“做中学”的生活实践，那么媒体艺术（media arts）则是在大数据时代的冲击下，结合科技、媒体与艺术，是视觉与知性合一的条件。

当前社会在科技发达、媒体更新的影响之下，我们的思维习惯与学习方式也随之改变。现在的孩子无疑是科技时代的产物，我3岁的儿子可以在不同的手机程序中转换、理解指令的运作。

的确，谁能抵挡“一指滑出一世界”的魅力？

在教学评鉴应用方法学上极负盛名的加拿大教师迈伦·杜克（Myron Dueck）举了一个例子。他的高一班上有一位学生在视频网站里设置了心得评论频道，一年下来，拥有了广大的收视群。这位学生每天都在上面花了很多时间，所以他积极劝告学生学业也必须兼顾，正色地问学生：“拥有这么多的点击数与订阅者有什么意义？你学到什么了吗？”他的学生冷静地说：“点击数越多，代表我的责任越重。我必须顾虑到观众的需要。我最大的收获是我允许商家在我的频道上打广告。我现在一年至少有5万加拿大币的收入。所以，这也是我的职业。”

杜克老师本来还想劝告学生，学历是在社会谋得好职业的必备条件，但听到这个回答，他哑口无言，话到嘴边不得不咽下去。这个学生果然对于“观众反应”颇有心得，他意识到杜克老师的沉默，坚定地回应：“但是老师，你放心，我会申请大学的，因为我想继续在网络里找寻更完善又符合我的兴趣的商机。”

杜克老师坦白地表示，这个对话经验出乎他的意料。他告诉我们，他当天晚上一直思考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如果用薪水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与价值，他的学生肯定凌驾于许多人之上。然而，教育的目的不应该只有这个浮泛的价值。他体认到面对新一代的学生，老师与家长不能画地自限，一味地实行灌输教育。我们也不能一再用“有色”的负面眼光来看待科技产品与电子游戏。面对老师与学生之间科技代沟的严重性，他语重心长地表示，科技媒体的运用是当前教育体系、师资培训里必须加速追赶的一环。

科技化的教学往往让老师打退堂鼓，这个项目的确是师资培训领域里的盲点，因为师资培训中的授课教授本身大都缺乏对科技的技能与理解。要积极推广科技统整，必须从高等教育的课程规划里关注培训科技应用的基本技法与联结。

一、“视觉化”训练的重要性

我认为提倡科技统整教育必须先训练学生对长效知识的获取。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1）加强学生对科技视觉化的诠释与理解；（2）运用科技软件来表达沟通。这听起来似乎不难，然而老师必须思考，学生如何在庞大的数据里截取所需的资料、有效地联结经验来达到学习的深度与广度？我们如何引导学生找出资讯里隐藏的共通性、共同性与惯性？学生又如何评断审视、给予价值？如何以视觉化的组合来述说、整合？

在庞大的数据资料的冲击下，“数据就是知识”。麦克杜里斯（McCandless）注意到他自己在回答特定的问题时所制作的图表，往往不是一图定江山的局面，而是由一张图延伸到另一张图，或者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整合出不同的图。他认为这对于知识追求而言是必须的历程。

我认为“把思维视觉化”（make thinking visible）的理念可以成为引导媒体艺术（media arts）学习的开端。信息图表（infographics）或是数据视觉化（data visualization）的方式为在科学和商业界频繁使用的可视化工具，近年来也受到教育界的关注。它是知识与视觉化的合体，也是美感的展现。

讲到数据视觉化，我们的脑子里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统计图表，像是坐标图、矩阵图等由数据转化而成的图像。每一个图都可以说是一个概念的缩影，它们代表的可能是庞大的研究数据和漫长的分析过程，观者却可以很快地从图示中理解图像要表达的意义。

把信息视觉化的好处有：

（1）在转化的过程中强化并肯定原始概念的雏形。

（2）信息视觉化以多元学习为本质。

（3）训练学生逻辑分析的思维能力。

（4）可以和其他学科做有效联结。

（5）视觉化的效果让知识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6）可以激发学生的视觉创造力。

（7）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怎样”（how）与“为什么”（why）的好奇心。

视觉化，是引领综合思维的要素。懂得运用视觉化的人，可以有效地联结沟通的能力。举例来说，2016年2月，天文科学界有个重量级的发现：位于距离我住的城市不远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华盛顿州团队，他们侦测并证实了爱因斯坦引力波的存在。消息一传出，大家都与有荣焉。团队成员之一的杰夫·基赛尔（Jef Kissel）博士与我同为富城市艺术委员，因此我鼓起勇气，在一次市政讨论后问他可不可以用最浅白的方式，解释引力波与发现引力波的意义。他顿了一下，环顾四周，便用双手各自拿起我们刚喝完的咖啡杯，摇晃起来。他告诉我，这两个杯子就是两个黑洞，然后开始讲解黑洞以及黑洞各自存在的引力波。他要我想象我们正坐在船上看着水波；随着晃动的频率，我仿佛可以“看”见两个杯子（黑洞）形成的波，泛起层层涟漪。然后他把杯子放下，要我们继续想象那些波动。接着，他把餐巾纸揉皱成一团，告诉我那是地球。从双黑洞系统产生的引力波，透过干涉臂，从地球上侦测到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与其他的频率不同（声音高而短）；它的存在代表时间空间大规模的扭曲。他解释，由于引力波的穿透力比电磁波强，不会衰弱或发散，因此，引力波的证实可以进一步协助宇宙天文探测。

杰夫·基赛尔博士的随机取材，正是利用“视觉化”的方式来表达。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让对天文科学不甚了解的我，对引力波有了初步的理解，并感受到这个发现的意义。由两个杯子象征的双黑洞，在咖啡店里激发出扭曲时空想象的引力波，至今仍在我的脑海回荡。

在统整教学里，懂得在教学上应用视觉化的老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教学的目标。透过视觉联结，学生们就会更容易理解老师的教学目标，否则往往会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比如，我的一位实习教师，在教幼儿园基本减法数学课时想要融入肢体游戏的元素。她一直重复说：“找你的小组伙伴”“大家围成两个圈”“一个伙伴在内圈”“一个伙伴在外圈”，学生却无法理解。她只好一个一个带领学生找到她想要学生站的位置，总共花了7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两个圈圈的队形安排。

课后我与她讨论，她无法理解为何这么简单的要求，学生们都无法了解。

我告诉她，孩子无法法理解的原因在于他们“看”不到你要他们“看”的“两个圈”。如果你的目的是形成两个圈的队形，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表达呢？

她看着我，摇摇头。

我提醒她，“视觉化”的成功也取决于是否可以联结学生先前的知识与经验。比如，可以很简单地在黑板上“画”出你要他们做的队形；你甚至可以用日常生活的东西来做“视觉化”的联结，比如：甜甜圈！

听到甜甜圈，她一下子顿悟，懊恼自己执意于单一的方式，过于固执而忘记“可视化”联结的功效。

二、“视觉化”的意义在于运用“综合思维”的过程

大众误以为视觉化的过程只有接受过电脑绘图设计或是美术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到。为了让职前老师改变对视觉化的恐惧，并且理解视觉化过程需要运用到的思维能力，我特别在概念图的课程之后紧接着介绍文字云（word clouds）、信息图表（infographics）、数据视觉化（data visualization）三合一的课程。设计这个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第一，测试、探索职前老师进行“视觉化”的过程；第二，理解学习者透过何种思维步骤来达到视觉化的目的；第三，密集训练职前老师运用简易制图软件的能力。

我特意找了三组学生：第一组学生是正在上我的统整艺术教育学课的学生，他们虽然不是主修艺术，但也已具备简单的美术技法基础；第二组学生来自针对一般大学生开设的通识艺术史欣赏课程，他们大多数主修理工科；第三组是我初中课后美术班的学生。因为学习经验、年龄不同的考量，三组学生阅读研究的主题并不相同，然而进行挑战的模式一样：学生们必须各自从阅读的作业里找到进一步研究的主题，接着搜集更多的阅读资料，以信息图表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报告。他们学习相同的电脑软件来“视觉化”：（1）文字云：www.tagxedo.com；（2）信息图表：www.easel.ly。这个视觉化的结果必须包括视觉与字体合一的文字云设计，以及加强信息图表意念的资料和图像。

结集学生的经验后，我发现制作信息图表的过程可以说明学生积极运用综合思维（synthesize）来整合信息。我也发现，他们达到综合思维的三步骤为：简化与撷取（reduce and thin-slice）、反映与联结（refect and connect）、重建与呈现（recreate and emerge）。

1．简化与撷取

这个步骤目的在于删减手边的信息，只保留“最为重要”的资料。格雷威尔（Galdwell）对于“撷取”（thin-slice）的解释如下：“‘撷取’指的是我们在无意识中可以从狭隘的经验里，根据不同情况与行为找出模式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于凸显大脑的无意识的活动、做决定并且直觉地找出结论。

在创作信息图表的“撷取”阶段，学生必须平衡两种“删除”方式：从文体阅读中产生的直觉判断来删除觉得不重要、不必要的信息；通过思考、经验而刻意删除。学生一般将阅读的文本分段，然后列出与问题核心或中心主旨有关的关键字。一旦拟定了关键字，学生便可以进行图像联想，具体找到视觉化的提示，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2．反映与联结

这个阶段强调的是联结的能力。联结指的是视觉化使用的图像与文本、图像与观众的联结。一个好的视觉化信息图表会是一个综合联结。它的设计必须考量大众接受的经验、先前知识的整合。这也是为什么让人易于接受、一目了然的设计，往往是取材自生活经验里既定的视觉元素、隐喻、暗示。

3．重建与呈现

信息的视觉化得从已经减少的信息里重新创建。运用的思维策略反映了秩序、顺序、逻辑的能力。创造信息图表的过程需要不断地修订和评估，以确定信息图表本身可以传达预想的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提高自我要求、不断地追求创新、精致化图像与文本结合的过程。

在学生们进行的过程里，我突然领悟到，其实数字时代的来临并没有真正颠覆我们运用图像与文本的方式。即使大家熟悉网络、社交网站，甚至自己设计网站、博客，但是图像与文本，即便有关联，它们的呈现方式还是分开的。也因此，类似“文字云”或是“信息图表”设计的方案，无形中“迫使”学生强化图文并重的联结能力。课程之后，学生也反映：这种打散分类、重组建构的系统化思维，促使他们在创作过程里对自己想要表达的意见不断斟酌与调整，也让他们明白人类的思维唯有透过统整才能深化与精纯。

他们也没料到自己对于文字云的视觉化呈现会如此挑剔，往往在字体方向、字体排列等细节上调整再调整，力求做到最好。从这个过程里，他们明白，原来自己并非对视觉呈现一点感觉也没有，原来运用电脑软件设计并不难。

对于视觉学习者而言，运用信息图表可以有效地找到论述的切入点。对于语文表达能力强的学生而言，他们可以从找寻适当的图表来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在进行信息分析、撷取、综合、视觉化的过程里，学生的思维不断地受到冲击，而积极地运用到以下能力：理解应用、批判分析、沟通表达、整合创造、综合知识、视觉认知。这样的学习就是系统思维的学习。

同一种表达形式的艺术统整课程可以应用到不同主题的教学中。以下两个范例就是运用同一个媒介以及制作流程，但针对不同的议题而产生的统整课程。

统整信息图表课程计划范例一（见图12-2）：


	主题：对美国生物环境科学有贡献的历史人物

	教学对象：6～8年级

	教学内容与目标：



（1）引导学生独立研究：学生针对研究的对象阅读相关文章，找出重点。

（2）教导并熟悉特定电脑软件技能：学习基本的文字云的制作软件；学习基本的信息图表的制作软件。


	教学所需时间：5—6小时，其中3小时为电脑软件练习。

	统整的学科：历史、阅读、写作、生物、环境、媒体艺术。

	运用的电脑软件为：a．文字云：http://www.tagxedo.com；b．信息图表：http://www.eas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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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信息图表课程计划范例一

制作：周美璇（Michelle. Chou），八年级。指导老师：陈怡倩

统整信息图表课程计划范例二（见图12-3）：

[image: alt]


制作：约翰保罗·卡斯托狄（Johnpaul Custodio），七年级。指导老师：陈怡倩

图12-3◎　信息图表课程计划范例二


	主题：社会议题——“瘾”

	教学对象：6～8年级

	教学内容与目标：



（1）引导学生独立研究：思考“瘾”的意义，探索“瘾”的类别以及对生活的影响，阅读相关文章，找出重点。

（2）教导并熟悉特定电脑软件技能：学习基本的文字云的制作软件；学习基本的信息图表的制作软件。


	教学所需时间：5—6小时，其中3小时为电脑软件练习。

	统整的学科：社会、阅读、写作、媒体艺术。

	运用的电脑软件为：a．文字云：http://www.tagxedo.com；b．信息图表：http://www.easel.ly。



我想利用这两个学习经验提醒教学者：在课堂里介绍的基本信息图表制作软件，只是用来说明学生表达思维运用的技术，重要的是老师如何弹性地用这个技术有效进行统整课程（见图12-2、图12-3），协助促进学生的创造力与沟通能力。这个观念也是我在书里一直想要表达的：任何的技术、媒介都只是一种工具或语言，它并不是教学的结果。

我建议在进行统整教学设计之前，教学者必须认识：

学生“熟练”这个技术，不等于“根据某种范例来模拟，按照某种流程来表达”。

框架下的盲从教育已经过去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发挥创造、系统思维体系”的时代。



第三节　从媒体艺术到大数据的体认

了解大数据的意义也是21世纪的必备技能之一，它考验着研究、分析、综合、批判思考与反转思维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依赖学生课后自学，那么，来自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将面临永远无法跟上脚步的窘境。换句话说，我相信拥抱大数据的知识与操作是缩短贫富差距的利器。

大数据也具有资源共享的特质。老师与学生可以轻易地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与统整，举凡博客、社群网站等，都是教学灵感的来源。同时，老师也不断地从网络中开启自学的风潮，吸取新知，真正做到学海无涯。

社交网站的盛行引发了“自拍”“秀”的风潮。在教育领域里，其实可以通过这个“时尚”来注入学生运用科技媒体进行沟通的视觉能力。学生的期末报告一定要是传统的书面报告吗？如果报告的目的在于对学生学习的评鉴，那么身为教育者，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允许学生用不同的方式来交作业、展现他们学习成果的可能性？借由制作停格动画、微电影、每日一秒影像日记等方式，除了可以加强学生的科技能力以外，还可以鼓励学生思考剧情的撰写、影像沟通的含义，也可以让学生从影像中抒发情感。

对于科技时代下的统整教学法，我有以下的建议：

（1）主题与当前社会议题相关，学生容易找到切入点。

（2）预先熟悉适合学生程度的视觉化的电脑软件、制图工具。

（3）给予足够的课堂时间在电脑上进行视觉化的转换过程。

（4）引领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审视评估视觉化的效果。

（5）提供学生思考科技影像的直接意义与隐含意义的讨论空间。

跨越学科的鸿沟，说来容易，但一不小心，我们很容易又跳入分科的窠臼里而不自知。以统整艺术的课程为例，艺术的本质为创造与表达沟通的能力，但如果一直执着于技术形式的展现，只会沦为形式的美，有形而无感、有技术而无意义、有作品呈现却无永续知识的价值。如果能善用推广（advocate）、研究（research）、科技（technology）、系统（system）的“ARTS”教学理念，积极落实以“思维为本、技术为辅、统整为优”的教育方向，除了可以改变大众对于艺术无用的负面印象以外，也可以达到永续教育的目标。



第四节　系统思维训练是未来成功的契机

科技精进的变革无疑改变了教育的环境与方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仿佛在不久之前，我们搜集文献资料的方式还仰赖图书馆里的图书卡。今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网络的平台，快速地找到相关的信息。

信息的便捷影响了“21世纪的必备能力”的定义与方向。

哈佛大学教授东尼·维格（Tony Wagner）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出发，列出“21世纪七个人生必备的生存能力”：批判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网络之间合作、具有影响力的能力；敏捷性与适应性；倡议与创业；有效的口语表达与书写沟通能力；获取与分析信息的能力；好奇心与想象力
〔3〕

 。

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在2012年的《21世纪教育白皮书》里明确指出，21世纪的教育必须从3R（阅读、写作、数字能力）的学习指标迈入以思考实用为主的4C：批判性思维与解决问题的能力（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凝聚社区（community）、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创造与创新能力（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其中，批判性思维指的是根据情况运用合理的思维模式（推演或删减），以系统性的思考来灵活分析部分或整体的复杂体系，明确地判断、验证、综合资料，多面向地诠释、反映经验来解决问题。

华梵大学哲学系冀剑制教授在《是思考，还是想太多》一书里把思考能力分成两种类型：

（1）科学性思考：寻找正确答案的思考。以怀疑为出发点，然后进行反思。

（2）哲学性思考：寻找最合理的答案的思考。分析从不同方向来探索可能，没有固定的脉络。

他认为学校教育一直以来积极培养的思考能力偏向于科学性的思考模式。它“从确定的基础与定义出发，透过不变的定理与思考法则，得出具有正确性的结论”。然而，我们缺乏的思考能力，其实是哲学性思考，“从不太确定的基础出发，并且到达一个也不太确定的临时终点”，培养“评估每一个不确定思考的合理程度，就是我们真正要学的思考能力”。

哲学性思维与系统性思维的理念不谋而合。我认为，21世纪是一个思考的世纪。这种在复杂多变的情形下，找出最合理的思维就是统整教育的思维核心。目的在于如何引导学生在不受预设结果影响的学习环境里，运用已学与新知、跨领域、技术融合来拟定解决问题的方向。当信息随手可得时，能够脱颖而出的，将是懂得思考、运用思辨、综合能力进行系统性、哲学性思维的人。

当一个人具备加德纳所言的“综合的头脑”时，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有效地调查广泛的信息来源，找出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繁琐的信息，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来解释、传递。综合能力可以提高创造力的养成，激发人们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格弗指出综合能力是管理信息和制定相关的技术来评估、鉴别信息的钥匙。他强调获得综合能力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反映、应用、判断等等，并达到对语文、算术、认知学习的标准。此外，综合技能除了可以提高学生处理信息的能力之外，更可以说明学生理解信息中所要传达的基本信息与可能隐含的意义。



第五节　结论

统整教育的成功，仰赖“视觉化”的“系统性思维”。21世纪是视觉化的时代。具备视觉化能力的人，可以在视觉化的过程中整合与联结，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沟通的效果。因此，懂得在教学上应用视觉化能力的老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教学的目标。透过视觉联结，学生们就会更容易理解老师的教学目标，否则往往会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老师教学的模式也必须突破演说式的窠臼，积极参与学生的学习，引导学生运用思维的能力，主导互动学习，这样对于学生的专注力及知识获取力绝对是利大于弊。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引领我们珍惜“实作”的可贵，也开启打破分科思维的模式、破除传统的“老师主导”教学、建立以“自发”“自觉”为主的教学方向，从不停地脑力激荡里真实感受运用整合知识的重要性。

“统整”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种思维的模式。



问题与讨论

1．你认为系统思维训练的养成与统整教育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2．你认为在中小学教学中落实电脑科技的瓶颈是什么？改善的方式有哪些？

3．请用桥梁型课程的理念来设计一个运用信息图表的统整课程。

4．“创客精神”追求一个开放学习的空间，这对于课堂管理有何影响？我们如何因应并改变教学的模式？

5．针对凡森老师的课程范例，请另外设计一个以发明为学习元素的统整课程，带领学生在生活中取材，进行研究、创造发明。

6．你认为21世纪统整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为什么？

注释


〔1〕
 　本章部分内容为作者在2015年11月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华人美术教育大会的讲稿《统整与实作：综合技术变革下的艺术教育》。


〔2〕
 　特别感谢江宏仁教授的无私分享。“科学影像／科学”的博客网址为：http://scimage-tw.blogspot.com/2013/12/blog-post.html.


〔3〕
 　东尼·维格的七大能力资料，请参阅他的网页：http://www.tonywagner.com/7-survival-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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